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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阿平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多种形态的诸民族繁衍生息，活动共存；彼此往来，影响交融；亲善友好，冲突战争；开拓疆域，创造文明；互动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不同的民族语言及特有的文化，在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或继续发挥着凝聚民族整体、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巨大作用。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人类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明进步快速向前推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接触、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由此使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友好。这些对于人类和平美好的未来，对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影响，发挥着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在这样多元一体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面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及深层内涵显得更加珍贵，更有价值。尤其是至今仍较完好保存着人类早期社会诸多古老文明和特殊形态结构的民族，今天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与作用。人们在当今社会难以解释的许多科学命题，会从某些民族的发展足迹中得到启示与答案。正是这个缘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满—通古斯语族为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蒙古国的巴尔虎地区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在中国境内，满—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历史上的女真语，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满—通古斯语族下分满语支和通古斯语支，满语支包括满语、女真语、锡伯语；通古斯语支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等。也有人认为赫哲语、那乃语属于满语支。满—通古斯语族除了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关系密切外，还与日本的阿伊努语、日本语、朝鲜语，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爱斯基摩语、因纽特语、印第安语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该族群中至今还保存着人类早期文明的诸多形态和特征，并且该族群相互间关系具有诸多的神秘性与扩散性，以及历史来源的复杂性和文化习俗的丰富性。另外，该族群中的满族及其先人，在历史发展中曾多次崛起，从渤海国、大金国的建立到一统天下的清王朝，其继承了历史封建王朝的大量遗产，但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民族文化特征。满族的文治武功，崛起与蹉跎，辉煌与失败，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满族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因而，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愈来愈引人注目，成为国际学术热点。

20世纪以来，在国际范围内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辛勤探索，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取得重大发展，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蒙古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芬兰、葡萄牙、挪威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满学专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专家。学者们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文献档案、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态环境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大量论著、辞书出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关于满学研究著作、辞书已出版八百多部；关于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语言文化研究的专著、辞书、词汇集等出版了百余部。尤其是《满语研究》《满族研究》《满学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与发展，刊载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使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更加展示出新的活力和生机。中国作为本研究领域的主力，充分展示了雄厚的理论优势，并发挥了主导与中心作用，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事业推向了更加成熟、更加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境界。

在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田野调查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中国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的30年时间里，主要是对满—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和归类。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10年中，研究满—通古斯诸语的专家学者先后多次到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生活区，对他们的语言进行了拉网式的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其中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来，长期坚持对东北地区满族语言文化进行调查，特别是对黑龙江省满族聚居村屯的现存满语进行了系统跟踪调查，并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调查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濒危语言文化抢救调查得到国家及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为科研提供了先进的现代化设备，满—通古斯语言文化抢救调查及开发利用进入了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学者还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对相关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如对满—通古斯语言与历史文化、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相关民族语言文化比较、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等课题进行多层面、多方位综合研究，为本领域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集中表现在相关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如在中国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满—通古斯语研究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辽宁省档案馆满文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黑龙江省档案馆满文部、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内蒙古大学满语研究室等研究机构，这些学术机构先后多次开办了满文满语学习班、培训班，培养出了一批满语满文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单位还培养出了数十名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为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培养了高层次人才。另外，在全国相关民族地区还成立了满—通古斯语学会、满学学会、鄂伦春研究会、鄂温克研究会、锡伯研究会、赫哲研究会等诸多学术团体，推动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广泛深入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交流在国际范围内更加频繁丰富，如访问讲学、双边研讨、合作课题、交换成果、查阅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等。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都举办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于中国北京举办的“首届国际满学研讨会”，1996年于中国哈尔滨举办的“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1999年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2000年于中国海拉尔举办的“首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满—通古斯学大会”，2001年在中国哈尔滨举办的“21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于中国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2003年于中国抚顺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满学暨赫图阿拉建城4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年8月于中国呼伦贝尔举办的“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7月于中国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之“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于中国哈尔滨举办的“国际满—通古斯学学术研讨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诸方面的学术问题，不断推进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在20世纪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机构建立、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独立学科形成等诸方面。经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长期共同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满学开始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通古斯学亦日趋发展成熟。满—通古斯学作为世界性学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这一民族之学、科学之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热点，在21世纪将迎来研究与发展的兴旺与繁荣。

21世纪是人类走进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使人类文明进程充满了新的生机与希望。随着人类发展步伐日益加快，经济全球化也日益加速，强势语言文化对于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渗透日趋突出，其结果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遇到了空前危机，进而许多民族的十分宝贵而有显著特色的语言文化开始走向濒危，面临消亡。满—通古斯语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固有的传统文化习俗正一天天被削弱和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抢救濒临消亡的满—通古斯语言文化遗产，如何深入研究这些民族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揭示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语言文化相互联系渗透以及同相关民族语言文化彼此间的影响与互动，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案例提供科学而生动的学术论证。这正是新世纪所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

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纵观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在20世纪的百年足迹，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从实践到理论，走过了一个十分成功而科学的历程。展望21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发展，我们将在继续深化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应用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进行多方位综合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理论深层次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相关学科综合研究，满文文献的整理、科学分类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抢救调查及有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科学保存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内部比较研究以及与外部相关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后继人才培养等将是我们继续深入开展的重要工作。

为系统总结和展示20世纪以来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开创21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新的未来，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策划编辑出版这套“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系列丛书，有关专著、编著、论文集等，将陆续收入本文库中。本文库侧重收录以满—通古斯语言为切入点研究该语族语言、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论著。该文库的研究及连续出版不仅能够推动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及阿尔泰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套文库的策划与编辑出版得到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赞同与大力支持。在第一套文库编辑出版时，我们深感荣幸的是学界泰斗王锺翰先生、清格尔泰先生对本文库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与指导。第一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还得到了黑龙江大学的高度重视与大力资助，尤其是衣俊卿校长和研究生处张政文处长，对于该项目的策划、实施给予了切实的关注与指导。

继第一套文库编辑出版后，在黑龙江大学高度重视和资助下，在张政文校长、丁立群副校长、重点建设与发展工作处张颖春处长的关切指导下，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经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副总编魏小薇的精心策划设计，又将继续进行第二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可以说，该文库的持续编辑出版，不仅汇集展示了该领域研究的部分学术成果，而且凝聚着学术界、出版界等多方面的真诚关注与深切期望。作为编者，我们深感荣幸，谨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我们希望今后国内外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密切合作，对重大课题、难点课题进行联合攻关，从而取得突破性成果。21世纪是信息发达的世纪，是高科技发达的世纪，借助于最新的科技方法、手段，将使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调查、研究、教学等诸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相信，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21世纪的发展中，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将取得更多的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由于我们能力与资料收集的局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库一定有诸多不足，我们恳切希望诸位给予批评指正。

2013年6月



序

长山（蒙古族）副研究员2004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成为我历史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三年读博期间，长山努力学习，虚心求教，勤勉有加，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对现代语言学流派也有了深入的了解。蒙古语是长山的母语，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习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这不仅是学习满语的有力条件，而且也为其以后的语言比较和词源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长山到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从事满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几年的科研实践中，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在满语词源及语法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近日，他的专著《满语词源及文化研究》即将付梓，特索序于我，作为他曾经的博士生导师，我责无旁贷。

满语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既有文字又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语言，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满语已濒危，满文已弃用，但在有清一代，满语被誉为“国语”，满文被誉为“国书”，形成了大批满文古籍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丰富，涉及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是满语文与满族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

满语词源研究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外满语词源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研究方向展开。一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者为了证明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比较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词汇，力求鉴别其同源成分和借用成分；二是满语文研究者或满族历史文化研究者研究满语词义的历史演变，追溯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文化状况。词源研究既然是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仅以上述两种思路从事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应该有所突破。

长山的《满语词源及文化研究》一书，文献资料丰富，研究视野开阔，共时与历时的研究思路结合合理，已实现了对现有相关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超越。我认为，本书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其一，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为理论依据，结合语言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满语固有词的词源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追溯了古代满—通古斯人的语言文化现象。因而，本书不仅会成为满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对满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二，本书在满语中蒙古语借词的鉴别与汉语借词的演变及特点研究方面作了新的尝试：首先，作者运用语音分析、构词分析及语义分析法，比较客观地鉴别了满语中的蒙古语成分，弥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仅以语音对应规律为标准鉴别借用成分的不足；其次，通过分析“清文鉴”等一系列辞书收录的词条及其变化，展示清代满语词汇的全貌及其演变状况，为满语中汉语借词的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三，本书从清代“国语骑射”教育入手，分析研究满语文对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克服了在满语濒危过程研究中，过分注重满语文受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忽略满语文本身对中国东北地区语言文化影响的弊病。

《满语词源及文化研究》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相信出版后一定会在满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满语词源及文化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之际，谨表祝贺，并预祝作者在满语文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季永海

2014年9月于北京



绪论

中国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重要分布地区，境内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5个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
[1]

 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语言文字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和研究，公布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相较于突厥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国内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些语言面临濒危的现状，客观上也影响了对其调查研究的进展。

一　研究对象及内容

满语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既有文字又有丰富文献材料的语言，因此，以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亦主要集中于满语研究上。本课题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满语词语进行词源研究，通过系统的分析、比较和词源解释，鉴别满语中借用成分的同时，还进行满语固有词的词源解释，揭示满族历史文化的一些现象。在具体研究中，尤其注重以下两方面内容。

1. 固有词词源及其语义演变研究

此部分除了分析研究满语政治制度词语、方位词的词源及语义演变以外，还探究词语的语法化与动词词缀的来源。历史语言学中的词源研究，对语言学的本来意义是为了解释词语的来源，构拟其原始形式和基本语义，并为亲属语言的亲疏关系及语言历史研究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文化史研究而言，它却可以揭示一种文化现象的起源和演变轨迹，这应该说是词源研究对古代文化史研究的特殊贡献。满语的政治制度词语、方位词的词源及语义演变研究对满族及其先民的历史文化研究能提供有力的佐证。如，满语de-“上、东”，wa-“下、西”的语义形成与原始人类以太阳作为实体认识方位的思维有直接关系。本课题在对满语固有词进行词源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古代满—通古斯语族先民认识世界的认知过程。此外，还通过满语动词语法化现象的研究，解释动词词缀的来源。

2. 借词鉴别及其特点研究

满语在演变过程中借用了较多的汉语成分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成分，此部分对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汉语借词及梵语借词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1）蒙古语借词。满语中有很多蒙古语借词，这是当今阿尔泰学界公认的事实。但以往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研究多为罗列对应词，缺乏具体分析研究。本课题则运用语音分析、构词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并对其特点进行研究。

（2）汉语借词。满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受汉语的影响最为深刻和突出。无论是影响地区之广还是影响人群之多，汉语对清代满语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任何历史时期，也超过任何语言对满语的影响。因此，清代满语借用了很多的汉语借词。本课题对清代满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统计研究，并解释其语音、语义和结构特点。

（3）梵语借词。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蒙藏地区，保持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崇奉藏传佛教，修建喇嘛寺院，翻译佛教经文。随着清朝宗教政策的推行，清代满文文献中亦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本课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满语中的梵语借词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研究。

此外，在清代，满语和满文有着特殊的地位，满语被尊为“国语”，满文被尊为“国书”。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全面推行“国语骑射”教育。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国语骑射教育遍地开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满文文化圈”。清代以来形成的“满文文化圈”，不仅对东北的锡伯、达斡尔等人口较少、无文字的民族语言文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人口较多、文字较成熟的蒙古族语言文字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课题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例，说明满语、满文对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

二　研究现状

满语词源研究的发展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息息相关。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前苏联及中国，其研究也有各自的特点。

1. 西方学者对满语词源研究有开创之功

满语词源研究的发展与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共有成分的来源解释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同源学说能否成立的关键，有些学者认为是同源的，有些学者则将其解释为相互接触的结果。支持阿尔泰语系同源学说的学者认为，满语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有大量的同源词。如，著名阿尔泰语言学家兰司铁在其专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认为，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存在大量的同源词，并通过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证明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些语音对应规律。
[2]

 兰司铁是阿尔泰语言学的奠基人，其建立的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阿尔泰语系同源学说理论基石，其另一部著作《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
[3]

 则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学形态比较研究的典范。继兰司铁之后，出现了许多颇有成就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如鲍培、符拉基米佐夫、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冈伯茨、巴斯卡科夫、罗杰瑞等，而他们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满语词源研究。

在兰司铁之后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当中，有关满语词源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影响较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鲍培。他在阿尔泰语言学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著作：《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
[4]

 和《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5]

 。鲍培继承兰氏的观点，并着重研究了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指出，满语中存在大量的蒙古语借词，全部满语词汇中出自蒙古语的词不少于20%~30%，并且满语还通过蒙古语借用了一些突厥语词汇。

在阿尔泰比较语言学史上，科特维奇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阿尔泰语系语言共同特征的形成是这些语言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尤其词汇借用是最为突出的一点。但是，科特维奇也同意阿尔泰语系三个语族语言在远古时期，可能曾经有过统一的语言基础，只是在后来由于底层成分不同才导致其分化为现在的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族。
[6]

 此外，巴斯卡科夫在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研究》一书当中专门探讨了满语和蒙古语人称代词关系问题。
[7]



反对阿尔泰语系理论的学者认为，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词汇是这些语言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克劳森认为，满语和突厥语之间的共同词汇是7~10世纪渤海国时期突厥人和通古斯人来往的结果，而满语和蒙古语之间的共同词汇是10~12世纪契丹人所建辽朝时代与12~13世纪女真兴起时代，以及17~18世纪满族先民借用蒙古文时代的产物。
[8]



2. 前苏联学者在满语词源研究方面的贡献更大

在满语词源研究方面，最有意义的进展是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开展的“阿尔泰比较词汇学”研究。在满—通古斯学家清齐乌斯的领导下，前苏联阿尔泰语言学家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在清齐乌斯的推动下，前苏联阿尔泰语言学会于1960年5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后出版了一本值得关注的关于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词汇学著作——《阿尔泰比较词汇学纲要》。清齐乌斯在该书导言《阿尔泰比较词汇学任务》一文当中，正确地说明了比较词汇学最终引向确立在起源上相互有关语言同源词的比较研究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短途径是研究诸如亲属称谓、身体部位名称、动物名称等语义群的词源问题。清齐乌斯以“鸟”一词为例，在解释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派生新词构词模式的同时，还仔细分析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相互借用情况。
[9]

 该书对此后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词汇比较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该书中别尔塔加耶夫的《阿尔泰诸语言中的内部构拟和词源学》
[10]

 、科列斯尼科娃的《关于阿尔泰诸语言中身体各部位的名称》
[11]

 、康斯坦丁诺娃的《论满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中“火灶—住宅—民族”这个词汇组合体的特征》
[12]

 、诺维科娃的《关于满通古斯语中“狗”这个名称的词源》
[13]

 等文章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词源进行了专题研究，也对此后阿尔泰语言词汇研究有启迪和示范作用。鲍培对此项研究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可供参考。
[14]



除了西方学者之外，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家的阿尔泰语言学家也做过满语词源及相关的研究工作。如，蒙古学者高·米吉德道尔吉在其《蒙满书面语关系》一书中分析研究了蒙古语和满语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和结构差别，其中重点分析了同源词的词根对应及其结构。
[15]

 可以说，国外阿尔泰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均或多或少涉及了满语词源问题。

3. 中国学者在满语词源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成绩

在中国，满语词汇研究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满语词汇进行研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自20世纪80代起，中国学者开始从事满语文研究，在满语的词源解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兴起于当时的文化研究热的影响下，部分学者从语言、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满语词汇进行透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以下三部论著最能反映目前国内满语词源及文化方面的研究水平。

哈斯巴特尔先生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是一部阿尔泰语系语言词源研究的力作。该书上篇运用历史比较法，比较研究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复数词缀、数词和人称代词，并解释了其来源关系；下部分则运用词源解释法，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宗教名称、姓氏与族称、亲属称谓及有关狩猎文化和自然现象的词语进行词源解释，揭示了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历史文化状况。
[16]

 全书在比较研究和词源解释的过程中多处涉及了满语词源问题。

孟达来先生的《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是试用接触论，“换一个视角来审视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相互问题的首次尝试”（原书序一）。此书在利用阿尔泰语系古代民族人文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词阶分布理论对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语言的关系词进行了词阶分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阿尔泰诸语言的共同性要素及其呈现出的推移性一致现象，和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的早期历史、地理分布与变迁紧密相关。在古代北方及东北民族之东西方向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语言、文化间的接触与相互作用，是现代阿尔泰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和推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7]



力提甫·托乎提先生主编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是普通高等院校阿尔泰语言学教材。该书的第八、九章词汇研究部分探讨了阿尔泰诸语言的同源词与借词问题。这两章集中反映了迄今为止阿尔泰语系词汇比较研究的新成果，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新的探索，如对数词、对某些基本动词（肯定动词、否定动词、控制和管制意义的动词）的探讨等。
[18]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以满语词汇比较为专题，比较研究满语词源。其中代表性论著有额尔登泰的《满语中的蒙古秘史词汇》
[19]

 、季永海的《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
[20]

 、金炳哲的《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有词探讨》
[21]

 、双山的《蒙满书面语的一些构词附加成分的比较》
[22]

 、万喜的《满蒙书面语家禽名称比较研究》
[23]

 、高娃的《蒙古秘史和满语共有词比较研究》
[24]

 、达古拉的《蒙古语和满语带有词首*p辅音的同源词》
[25]

 《关于蒙语和满语中人体部位的同源词》
[26]

 、斯钦朝克图的《阿尔泰诸语人体部位名称比较研究》
[27]

 等。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是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对满语及阿尔泰语系语言词源进行了比较研究。

满语词源研究历来是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而国内外的满语词源研究有以下两种发展趋势。

第一，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词汇，力求鉴别其同源成分和借用成分。无论是兰司铁、鲍培、清齐乌斯的研究，还是中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均有同样的特点。显然，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来证明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不在于对满语词汇特点的解释，对于满语词源解释及词汇演变研究来说还存在很多欠缺之处。

第二，通过满语词语的词源研究，解释其音义的历史演变以及满族的历史文化现象。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语言学家以外，还受到历史学、文化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以上两种研究，其目的和着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不仅有较多的相同点，其研究成果亦可相互借鉴。但是就已问世的满语词源研究成果来看，仍是一般性的描写研究较多，专题系统的词源研究较少；词义演变解释推测的较多，实据论证的偏少。而满语词源与文化研究的专著尚未问世。

三　研究方法

词源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本课题重点运用历史比较法和词源解释法对满语词语进行词源研究。

1. 历史比较法

本课题主要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满语词源进行研究，因此，历史比较法贯穿本文始终。历史比较法是语言研究中最早产生的一种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由于它的产生才使语言的历史研究有了可能。虽说历史比较法本身有很多局限，但语言学史已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系属问题，不论我们是否承认阿尔泰语系语言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但就蒙古、突厥、满—通古斯各语族语言的研究而言，由于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不甚悠久，材料又少，利用某一语族内部的语言、方言及书面语的材料进行比较，很难构拟这些语言远古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突厥学家科诺诺夫说：“如果只利用突厥语言的材料，实际上不可能勾画出公元7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言情况；7世纪以来，语音和语法结构变化得很小，以致只根据上述材料不可能重拟突厥语言的源语模式，甚至连最初的工作假说也无法建立。所以，能指出用来顺利解决编写突厥语历史比较法这一基本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研究者引到突厥语族范围以外。只有在阿尔泰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重拟突厥语言的语音和语法。……没有诸蒙古语语言和通古斯—满语的历史比较语法，就使完成阿尔泰语语言的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更加困难……”
[28]

 上述这一段话的精神，也非常适合满语词源研究，因为满语文献材料的形成较晚，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均面临濒危，要想构拟原始满语的面貌，不借助于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就会遇到重重阻碍。

2. 词源解释法

“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是在艰巨的词源探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科学的词源学也是在建立了历史比较法以后才开始的。准确解释满语词语的词源是本课题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本课题在语音研究方面，需要在大量查阅满文文献材料及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构拟和解释满语词语的原始形式及其演变规律；在语义研究方面，结合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文化，解释满语词义的演变过程。通过满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在解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追溯满语词语音义的历史渊源，探寻语词增殖、词汇发展的语言学内在依据。

四　语料来源及有关说明

第一，本研究的满语语料主要来自《御制清文鉴》
[29]

 《五体清文鉴》
[30]

 《清文总汇》
[31]

 《新满汉词典》
[32]

 等满文辞书及清代满文典籍。

第二，本书用穆麟多夫转写法转写满文，如a[a
 ]、e[ǝ
 ]、i[i
 ]、o[ɔ
 ]、u[u
 ]、ū[ɷ
 ]、n[n
 ]、k[q
 ]~[k
 ]、ɡ[ɢ
 ]~[k
 ]、h[χ
 ]~[x
 ]、b[b
 ]、p[p
 ]、s[s
 ]、š[ʂ
 ]、t[t
 ]、d[d
 ]、l[l
 ]、m[m
 ]、c[tʂ
 ]、j[dʐ
 ]、y[j
 ]、r[r
 ]、f[f
 ]、w[w
 ]、nɡ[ŋ
 ]；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增订本）转写法转写蒙古文，如a[a
 ]、e[ǝ
 ]、i[i
 ]~[ɪ
 ]、o[ɔ
 ]、u[ɷ
 ]、ö[o
 ]、ü[u
 ]、n[n
 ]、b[b
 ]、p[p
 ]、q[χ
 ]~k[x
 ]、γ[ɢ
 ]~ɡ[ɡ
 ]、m[m
 ]、l[l
 ]、s[s
 ]、š[ʃ
 ]、t[t
 ]、d[d
 ]、č[tʃ
 ]、ǰ[dʒ
 ]、y[j
 ]、r[r
 ]、nɡ~nγ[ŋ
 ]、w[w
 ]；引用他人论著，沿用原著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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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制度词词源考证

满族及其先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模仿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外，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制度。通过满语中有关政治制度词语的词源解释及语义演变研究，可以探究古代满族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及其演变特征。

第一节　族称manju词源考证

在皇太极把族名改为“满洲”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自称为jušen“诸神”，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把自己的族名改为manju“满洲”。《旧满洲档》载：


汗han

 曰hendume，

 咱们muse

 的i

 国家ɡurun

 的i

 名ɡebu

 原daci

 满洲manju，

 哈达hada，

 乌拉ula，

 叶赫yehe，

 辉发hoifa

 啊kai，

 那tere

 将be

 不晓得ulhirakū

 人niyalma

 诸神jušen

 称作sembi.

 诸神jušen

 所谓者serenɡɡe

 锡伯sibei

 超coo

 墨尔根merɡen

 的i

 后裔hūncihin

 啊kai，

 那tere

 咱们muse

 对de

 何ai

 干dalji，

 从此ereci

 之后amasi

 所有yaya

 人niyalma

 咱们的musei

 国人ɡurun

 的i

 原da

 
满洲
 
manju


 称作sere

 名ɡebu

 把be

 称呼hūla，

 诸神jušen

 称为seme

 称呼hūlaha

 于de

 罪weile.



汗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称诸申者则治罪。（《旧满洲档》）

皇太极此谕《国史院档》《清太宗实录》亦收录，其中《国史院档》所录者与《旧满洲档》一致，而《清太宗实录》之文，与《旧满洲档》有所不同，增补修改了一些语句。
[1]

 皇太极更改族名之谕中没说明其缘由，也没阐述manju“满洲”称谓的含义，以至数百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众说纷纭。但从此谕的内容来看，jušen“诸神”与manju“满洲”是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不同称呼。本节在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2]

 通过比较jušen“诸神”与manju“满洲”的结构分析，解释族称manju“满洲”的词源。

一　manju的构词解释

为解释manju一词的词源，国内外学者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大多数学者同意manju一词是由man-+-ju构成的，但解释man-与-ju的词源时各家观点不一。

1. -ju的来源

从构词上看，jušen由ju-+-šen构成，其词根ju-与manju的第二构词成分-ju完全相同，且有共同的来源。

为便于分析，先分析研究jušen“诸神”和蒙古人对“诸神”的称呼ǰürčin之间的来源关系。蒙古人把jušen“诸神”叫作ǰürčin。从构词上看，ǰürčin由ǰür-+-čin构成，其中ǰür-为非独立词根，-čin为构词词缀，缀加于名词后面派生名词。通过研究发现，满语jušen与蒙古语ǰürčin之间有语音对应关系，是同源词。

首先，蒙古语辅音č和满语辅音š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蒙古语构词词缀-čin和满语构词词缀-šen是同源的。如表1-1所示：

表1-1　蒙古语辅音č和满语辅音š之间的对应



	满语
	语义
	蒙古语
	语义



	šanɡɡiyan
	白
	čaγan
	白



	šan
	耳朵
	čiki
	耳朵



	šejilembi
	背（书）
	čeɡeǰilemüi
	背



	šeše-
	刺
	čiči-
	刺



	šeyen
	洁白、雪白
	čeɡen
	洁白、雪白



	nišala-
	砸碎
	ničala-
	砸碎




蒙古语构词词缀-čin/-či缀加于名词词干后面派生从事该行业者的名词。如，蒙古语：tariya“田地”——tariyačin“农民”，mal“牲畜”——malčin“牧人”，aǰil“工作”——aǰilčin“工人”，daγuu“歌曲”——daγuučin“歌唱家”。满语构词词缀-šen在大多数情况下以-si（读音为ʃi）形式出现，功能与蒙古语构词词缀-čin完全相同，亦缀加于名词词干后面派生从事该行业者的名词。如，满语：usin“田”——usisi“农夫”，namun“库”——namusi“库丁”，mede“消息”——medesi“取信人”，alban“官差”——albasi“当差人”。

其次，满语和蒙古语非独立词根ju-、ǰür-之间也有语音对应关系，因为在满语和蒙古语中的同源词中，蒙古语音节末尾辅音r在满语中往往脱落（表1-2）。

表1-2　蒙古语音节末尾辅音r在满语中的脱落



	满语
	语义
	蒙古语
	语义



	neku
	女友
	nökür
	朋友



	hūdun
	快
	qordon
	快



	dafakū
	双
	dabqur
	双



	fokto
	短衫
	oγtor
	短



	doɡo
	瞎子
	soqor
	瞎子



	oɡo
	臼、锥
	uγur
	臼、锥




在蒙古语中，除了在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当中ǰürči（人名）、ǰürčidei（人名）、ǰürɡin（部落名）等人名、部落名称当中出现以外，非独立词根ǰür-在现代蒙古语中已完全消失。在满语中，非独立词根ju-也仅出现于jušen（族称）、jušeri（人名）、manju（族称）等少数的人名、部落名称当中。在词源方面，满语ju-/-ju和蒙古语ǰür-，与满语ɡioro“觉罗”一词有同源关系，由原始阿尔泰语*ɡoro“箭”演变而来。

满语中有ɡorokin一词，语义为“蛮夷”。据哈斯巴特尔先生的研究，ɡorokin是由ɡoro-之后缀加词缀-kin构成的，其中词根ɡoro-与蒙古语qor“箭”有同源关系，语义为“箭”，词缀-kin为满语派生名词的词缀，表达“具有……”之义。满语ɡioro“觉罗”一词由ɡoro“箭”演变而来，元音i是ɡoro“箭”之辅音ɡ腭化演变的结果。
[3]



根据哈氏研究，我们不难发现ɡoro“箭”、ɡioro“觉罗”和ju-/-ju、ǰür-之间的来源关系。

第一，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曾经发生过辅音ɡ腭化为辅音j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至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满语内部及满语和蒙古语的同源词当中。如，满语jakarambi“裂缝”——满语ɡakarambi“裂开”；满语jabkū“箭桶”——满语ɡabtambi“射”；满语jerin“器物边”——满语ɡirin“边、沿”；满语ɡida“矛”——蒙古语ǰida“矛”；满语ɡiyala-“离开、断开”——蒙古语ǰaila-“离开”；满语ɡiyolo“脑门”——蒙古语ǰulai“脑门”；满语ɡiyamun“驿站”——蒙古语ǰam“驿站（中世纪蒙古语）”。

第二，据上面的分析研究，在满语和蒙古语的同源词中存在蒙古语音节末尾辅音r在满语中脱落的现象。原始阿尔泰语的*ɡoro，在蒙古语中其词尾元音脱落演变为ǰür-，在满语中其词尾元音和辅音则连续脱落演变为ju-/-ju，即满语ju-/-ju是原始阿尔泰语*ɡoro一词的词首辅音腭化演变的同时词尾语音连续脱落的结果。

以上分析证明，种族名称jušen“诸神”与manju“满洲”中的共同构词成分ju-/-ju由原始阿尔泰语的*ɡoro“箭”演变而来，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可构拟为：ju∠jür∠*joro∠*jioro∠ɡioro∠*ɡoro。

2. man-的来源

关于manju一词的第一构词成分man-的词源，学者也作过许多解释。其中，笔者比较赞同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斯达里提出的man-由满语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演变而来之说。
[4]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满语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同源的词有：锡伯语maŋ“硬、难、贵”，赫哲语manŋə“难”，鄂温克语mandɪ“难”，鄂伦春语manɪɪ“贵”，
[5]

 从语音特点来看满语manɡɡa是其原始形式。满语manju“满洲”是由满—通古斯语族manɡɡa“硬、强”和ju∠*ɡoro组合构成合成词过程中语音脱落演变的结果。

首先，满语属于黏着型语言，其主要构词法除了缀加词缀以外还有合成法，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以不同的结合方式构成新词。如，alime“接受”+baharakū“不得”→alimbaharakū“不胜”；minɡɡan“千”+da“头目”→minɡɡada“土司”；minɡɡan“千”+soro“枣”→mimsoro“千岁枣”；ere“这”+cimari“早上”→ecimari“今早”。这些合成词是由前一词的前部分与后一词黏着构成的。以此类推，man-是由满语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和ju∠*ɡoro“箭”的组合演变而来的，在组合的过程中manɡɡa一词的第二音节ɡa脱落。

其次，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一词的第二音节脱落以后，第一音节的音节末辅音nɡ演变为n，因为辅音n和nɡ的相互交替是满—通古斯语言极为普遍的音变现象。以女真语和满语的同源词为例：女真语
[6]

 ɡəxuŋ“显”——满语ɡehun“明亮”；女真语idaxoŋ“狗”——满语indahūn“狗”；女真语ənɡəmər“鞍”——满语enɡɡemu“鞍”；女真语xatan“强”——满语katanɡ“强、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manju一词的第一构词成分man-由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演变而来之说是可信的，具体的演变过程可构拟为：manju∠*manɡju∠*manɡɡa+ju。

二　manju的语义来源

以上分析证明，manju“满洲”一词为合成词，由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和ju∠*ɡoro“箭”组合演变而来，语义为“强悍的箭”。皇太极用manju“满洲”命名其民族，与满族及其先世的经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女真自古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从事狩猎经济。这些人的经济生活，在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载：“东北海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其人皆工射，弓长四尺，劲疆，箭以楛为之，长尺无寸，青石为镝。”“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国也。善射，射人皆入目。夫余数伐之，其人种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后汉书》载：“挹娄，古肃慎国也。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因此，他们屡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也是箭。《周书》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情况，“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即肃慎也”。
[7]



狩猎经济是女真人的传统经济形式，甚至有些女真部落“不事耕稼，以渔猎为业”。他们的狩猎有固定的季节，每年渔猎之时，以三月到五月为春猎，从七月到十月为秋猎。狩猎期间，他们“顷落而出”，有的结对出猎，多则三十余人，少则十余人，一般“以二十余人为群”。
[8]

 由于狩猎经济的需求，女真人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在弓箭的制作方面尤为突出。明末女真人的手工业中已有了专门从事弓箭生产的手工业者，并有专门的居住场所。“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兄弟所住家舍，……甲匠十六名，简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金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往时野人（即女真人），屈木为镫，削鹿为镞，今闻镫镞皆用铁”，在明朝中期以后，他们已“设风炉造箭镞，皆淬之”。
[9]



满族是狩猎兼畜牧型经济部落的共同体，由于狩猎与战争的需要，善于骑射便成为满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重骑射为满族历代之风，甚至后来的满族统治者们为了保护本民族的特征，还颁布了“国语骑射”政策。

弓箭在满族及其先世的经济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以造箭、射箭技术高超而闻名于世，是周围民族识别他们的主要特征。如，古代汉人把中国东北的狩猎民族统称为“夷”。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夷”为由“大”和“弓”构成的象形字，表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背大弓，射大雕”的形象。
[10]



以往的民族名称词源研究多以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历史地理为主要依据，忽略了原始部族经济生活在该研究领域中应有的地位。与现代文明社会中用社会分工来分辨人们的身份一样，原始社会中经济生活的分类，也是分类命名社会人群的重要依据。在人类社会初级阶段，人名、氏族名称与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三　种族名称与经济生活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除了manju“满洲”以外，monγγol“蒙古”、ɔrɔʧEE
 n“鄂伦春”、daγur“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名称也与其从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1. 蒙古

monγγol“蒙古”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写作为“蒙兀”，而《蒙古秘史》原文将其写作“忙豁勒
 ”（manγqol）。显而易见，该词由忙-+-豁勒
 （manγ-+-qol）构成，其中第二构词成分“豁勒
 ”读音可构拟为qol或者qor，辅音-l和-r的交替是蒙古语中常见的语音现象。在《蒙古秘史》中“豁勒
 ”一词的旁译为“弓箭”。

笔者认为，“忙豁勒
 ”（manγqol）一词之第一构词成分manγ-，与我们上面已分析研究过的满语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有密切关系。monγγol是manγγa qor的缩合形式，具体演变过程可构拟如下：monγγol∠*monγγor∠*manγqor∠*manγγa qor，语义为“强胡”，佩戴强大弓箭的种族、部落。

2. 鄂伦春

对于ɔrɔʧEE
 n“鄂伦春”一词的词源有两种解释：一种为“住在山岭上的人”；另一种为“使用驯鹿的人”。据胡增益先生的研究，ɔrɔʧEE
 n一词是由词根ɔrɔ-加-ʧEE
 n构成的。在与鄂伦春语关系密切的鄂温克语中ɔrɔn的语义为“驯鹿”，词缀-ʧEE
 n表示从事某一活动的人。因此，“鄂伦春”一词的基本语义为“使用驯鹿的人”。
[11]



3. 达斡尔

关于daγur“达斡尔”一词的语义及其词源，恩和巴图先生做过详细的研究。他认为，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使用蒙古语族语言，族源上都属于“东胡”系。而且daγur“达斡尔”和monγγol“蒙古”两词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daγur是由汉语da“大”和蒙古语族语言共有词qor“弓箭”构成的，语义为“大的弓箭”。
[12]

 狩猎经济亦在达斡尔族的传统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丁石庆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山区达斡尔人的经济生活中，狩猎仍占有一定比重，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家以狩猎为主，兼营其他副业，或者农猎并举。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人更是以狩猎为业。布特哈一词即满语狩猎者之义。”
[13]



纵观本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manju一词为缩合词，由man-+-ju构成，其中第一构词成分man-由满语manɡɡ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演变而来，第二构词成分-ju是原始阿尔泰语*ɡoro“箭”一词的词首辅音腭化演变的同时词尾语音连续脱落的结果。

第二，manju一词的语义为“强悍的箭”，这种表达法与满族及其先世的狩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除了manju“满洲”以外，monγγol“蒙古”、ɔrɔʧEE
 n“鄂伦春”、daγur“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名称均与其从事过的狩猎经济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节　满语irɡen词源考证

irɡen一词大量见诸清代满文文献，在汉文典籍及满汉辞书中被译作“民人”“百姓”或“属民”。但是满族入关以后，满语irɡen的语义发生变化，除了泛指“民人”“百姓”“属民”之外，还专指“汉人”。这种语义演变亦影响了与清代满族关系密切的蒙古人的语言。

一　《满文老档》中的irɡen

《满文老档》是用满文书写的满族社会历史文献，它不仅是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而且是研究清代满语文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满文老档》的语言分析可以发现，早期满语中irɡen一词的基本语义为“民人”“百姓”或“属民”。如：


辽东liyoodunɡ

 把be

 得baha

 后manɡɡi

 女真jušen

 的i

 官员们hafasa

 把be

 放sindafi

 使管理kadalabuki

 说sefi，

 你们的suweni

 新ice

 
民
 
irɡen


 把be

 话ɡisun

 不通晓ulhirakū

 恐劳苦suilarakū

 因seme

 汉nikan

 的i

 官员们hafasa

 把be

 使管理了kadalabuha bihe.



得辽东后，本欲置诸申官员管理，但恐尔等人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满文老档》）


初ice

 七nadan

 的i

 夜dobori，

 汗han

 的i

 城hecen

 的i

 内dorɡi

 
民
 
irɡen


 的i

 二juwe

 屋boo

 火tuwa

 得daha

 后manɡɡi……



初七日夜，汗城内两座民房失火……（《满文老档》）


丁fulahūn

 卯ɡūlmahūn

 聪睿sure

 汗han

 的i

 元sucunɡɡa

 年aniya，

 朝鲜solho

 国ɡurun

 把be

 征讨了dailaha……

 城hecen

 的i

 内dorɡi

 兵cooha

 把be

 皆ɡemu

 杀wafi，

 
民
 
irɡen


 把be

 俘虏olji

 做了obuha.



天聪元年，岁在丁卯，征朝鲜国，……尽杀其城内兵卒，俘获其民。（《满文老档》）

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来看，早期满语中irɡen一词泛指“民人”“百姓”或“属民”，上述例句中irɡen分别指汉民人、女真民人和朝鲜民人。但是满族入关以后，随着满族社会制度的变化，irɡen的语义也发生演变，除了泛指“民人”“百姓”“属民”之外，还专指“汉人”。这种语义演变，在清代编修的满文辞书词语解释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清代辞书中的irɡen

康熙朝编纂的满文辞书《御制清文鉴》是单语、百科性的满语文辞书，在编纂、分类、选词、释义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14]

 该辞书niyalma i šošohon uju“人部一”的niyalma i hancin“人类一”中收录manju“满洲”、jušen“女真”、monɡɡo“蒙古”、solho“朝鲜”、nikan“汉”、irɡen“百姓”等词条并分别对其进行释义（表1-3）。

表1-3　《御制清文鉴》词条释义



	词条
	满文释义
	汉文翻译



	manju
	taizu derɡi hūwanɡdi, hala aisin ɡioro, nenehe jalan ɡolmin šanɡɡiyan alin ci hūturi be deribuhebi .…… facuhūn i toktobufi ɡurun i ɡebu be manju sehe .…… usuri, hinɡkan, huncun, kūyala i jerɡi ɡurun aiman be ɡemu dailame dahabuha. ese be ɡemu manju obuha
	太祖皇帝姓爱新觉罗，先世起源于长白山，……平定混乱将国号定为满洲……征讨乌苏里、兴堪、珲春、库雅喇等部落，使其全变为满洲



	jušen
	manju i aha be jušen sembi. ɡeli jušen halanɡɡa niyalma seme ɡisurembi
	满洲人的奴隶，称之为女真（诸申），亦称姓诸申之人



	monɡɡo
	jasai tule muke onɡɡo be dahame nukteme yabure niyalma be monɡɡo sembi
	在边外随水草游牧的人，称之为蒙古



	solho
	coohiyan i niyalma be solho sembi
	朝鲜人，称之为朝鲜（solho）



	nikan
	irɡen be nikan sembi
	民人，称之为汉



	irɡen
	abkai fejerɡi i niyalma be irɡen sembi
	天下之人，称之为民




通过上面词条释义，我们可得知以下几点：

第一，《御制清文鉴》选词的主要原则是全面性和系统性，manju“满洲”、jušen“女真”、monɡɡo“蒙古”、solho“朝鲜”、nikan“汉”等词条入选该辞书说明，这些群体对清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较大。

第二，除了manju“满洲”以外，《御制清文鉴》对其他词条的释义都比较简单，这种释义方式与清代满族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对比分析irɡen和nikan的释义就可发现，清代满语中irɡen为多义词，除了泛指“天下人”之外，还专指“汉人”。

清代另一部满文辞书《五体清文鉴》中与满文nikan对应的汉文为“汉人”，但与满文nikan henɡɡe对应的汉文为“民甜瓜”。由此可知，在清代满语中nikan一词除了“汉人”以外也有“民人”之义。
[15]

 此外，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陆アジア研究所日文翻译的《五体清文鉴》中，与满文nikan对应的日文为“汉人”和“民”。
[16]



清史学家刘小萌先生认为，民人和旗人是清代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其中民人是隶属省府州县之人，以人数众多的汉人为主体，旗人则是被编入八旗组织的人。清代八旗虽然依满、蒙古、汉等不同民族成分编组，但起核心作用的始终是满洲人。因此，旗、民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满、汉差别相对应的。
[17]

 语言演变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影响，受清代八旗制度的影响，满语irɡen一词语义发生演变，产生新的语义“汉人”。据俄国学者史禄国研究，通古斯人对汉族的称呼是多种多样的，毕拉尔千和库玛尔千称汉族旗人为尼堪，称汉族其他人为伊勒根。
[18]



三　满语irɡen被蒙语的借用

在蒙古书面语中与满语irɡen“民人”“百姓”“属民”同源的词是irɡen，语义亦为“民人”“百姓”“属民”。但是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喀喇沁等方言土语中irɡen一词发生语义演变，专指“汉人”。如蒙古语科尔沁土语：


我们的manɛ:

 村里ɛ:ld

 
汉人
 
jirɡɤn


 没有uɡɛ:.



我们村没有汉人。



汉人
 
jirɡɤn


 羊jama:n

 皮ars

 收abxuɛ:

 来了irdʒɛ:.



汉人收羊皮来了。


我bi:

 
汉
 
jirɡɤn


 语uɡ

 不会ʃɛdxuɛ:.



我不会汉语。


儿xu:

 让ɡə:n

 
汉
 
jirɡɤn


 用ə:r

 读udʒu:lnə:.



让儿子读汉文。

通过例句我们可以发现，科尔沁土语的jirɡɤn“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蒙古书面语的irɡen在科尔沁土语中词首增加辅音j，从而演变为jirɡɤn。在科尔沁土语中蒙古书面语以元音i开头的词首增加辅音j的现象比较常见。如，蒙古书面语iraku“掀开”——科尔沁土语jɛrɤx“掀开”；蒙古书面语irekü“来”——科尔沁土语jirɤx“来”；蒙古书面语imaγa“山羊”——科尔沁土语jama:“山羊”；蒙古书面语ilaγa“苍蝇”——科尔沁土语jɛ:la:“苍蝇”。
[19]



第二，科尔沁土语jirɡɤn“汉人”的语义及用法与蒙古书面语kitad“汉人”完全相同，在科尔沁土语中把蒙古书面语的kitad kümün“汉人”、kitad öɡe“汉语”、kitad ösöɡ“汉文”叫作jirɡɤn kü:n“汉人”、jirɡɤn uɡ“汉语”、jirɡɤn usɤɡ“汉文”。

第三，jirɡɤn“汉人”一词除了科尔沁土语以外，还使用于喀喇沁等蒙古语方言土语中。如《蒙汉词典》将其解释为“国民”“公民”“百姓”，在口语中指“汉人”。
[20]



除了科尔沁、喀喇沁等方言土语以外，其他蒙古语方言土语及历代蒙古文文献资料中尚未发现irɡen一词表达“汉人”的情况，因此可以断定科尔沁等方言土语的jirɡɤn“汉人”一词借自满语。

蒙古语借用满语irɡen“汉人”，与满族和蒙古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有着密切关系。有清一代，满族与科尔沁、察哈尔等蒙古部落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止限于政治上的互相利用和贵族阶层的联姻，还涉及深层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尤其在清朝，满语成为“国语”，满洲贵族统治阶级极力提倡“国语骑射”，满语文教育在蒙古族地区的语文教育中成为重要的环节，出现了满语—蒙古语—藏语、满语—蒙古语—汉语等语言教育模式。
[21]

 其结果是当时的蒙古族贵族阶层与文人都学会了满语，而且有些蒙古族文人为了区别蒙文读音，尝试着依照满文添加圈、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蒙古族地区以满文“十二字头”来学习蒙古文的现象非常普遍。
[22]



满族和蒙古族在历史上不仅有政治、文化上的接触交流，民族地域上也出现过大量杂居的现象。“女真、蒙古杂居，明初已有成局，在蒙古部落中常有金人杂在其中，明代蒙古与女真各部杂居共处，亦相当普遍。”
[23]

 万历十七年（1589）后金灭叶赫部，有一部分叶赫人携带牧群投奔科尔沁的明安部。因此，直到康熙年间，科尔沁左右翼属下仍有大量的女真人。
[24]



以上所说的民族交往及民族杂居，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民族语言的接触及互相影响。在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过程中，科尔沁等蒙古语的方言土语借用了较多的满语词语，jirɡɤn“汉人”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节　满语ɡurun词源考证

清代满语辞书将ɡurun解释为“国家”，但笔者在查阅满文文献时发现，满语ɡurun为多义词，语义为“国家”“部落”“百姓”和“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满语ɡurun的语义形成与满族社会制度演变具有密切关系，体现着满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血缘组织、地域组织、部落联盟、国家等制度文化的演变过程。

一　满语ɡurun

在清代满语中ɡurun一词的基本语义为“国家”，如《御制清文鉴》释为abkai fejerɡi duin mederi dorɡi be dulimbai ɡurun sembi“天之下四海之内皆中国”，
[25]

 《清文总汇》释为“国家之国”。
[26]

 在《御制五体清文鉴》等清代满汉合璧的书籍中满语ɡurun对应汉语“国家”。
[27]

 如：


我musei

 国ɡurun

 古julɡei

 时fonde，

 北amarɡi

 在de

 匈奴hionɡ nu

 的i

 患jobolon

 因ofi，

 燕yan

 赵joo

 诸ɡeren

 
国
 
ɡurun


 城hoton

 建sahame

 防备jebkelebi ……



我国
 古时，北有匈奴之患，燕、赵诸国筑城防之……（《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小buya

 人niyalmai

 
国
 
ɡurun


 于be

 误sartabuhanɡɡe

 世jalan

 均tome

 有bi.



小人误国代代有之。（《御制人臣儆心录》）


奸jalinɡɡa

 臣amban

 
国
 
ɡurun


 把be

 误sartabuha，

 坏ehe

 政dasan

 的i

 
国
 
ɡurun


 把be

 乱facuhūrabuhanɡɡe

 把be

 戒tarɡacun

 成obuci

 可以ombi.



奸臣吴国，当政乱国，可以戒。（《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奏折》）


乱balai

 戒tarɡacun

 无akū

 行yabuha

 事babe

 
国
 
ɡurun


 的i

 全ɡubci

 都ɡemu

 晓sambi.



肆无戒惮，举国共知。（《上谕八旗》）

从满族入关到清朝灭亡，清政府和民间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从而形成了大量的满汉合璧书籍。在清代满译汉籍中，与汉语“国家”和“国”对应的满语为ɡurun，因此，以往的满学研究者翻译《满文老档》等满文文献时将满语ɡurun译成“国家”。然而，在清代满文文献中ɡurun一词除了“国家”以外，还有“百姓”“人”“部落”之义。如：


从此tereci

 
百姓
 
ɡurun


 从de

 粮jekui

 赋alban

 不拿ɡaijarakū

 因ofi，

 
百姓
 
ɡurun


 也inu

 无忧joborakū

 成oho.



自是免征百姓粮赋，百姓遂无忧苦。（《满文老档》）


你的sini

 前neneme

 长mutuha

 一emu

 母eme

 里de

 生的banjiha

 兄ahūn

 弟deo

 二juwe

 子jui

 里de，

 各五sunjata

 千minɡɡan

 户boo

 
人
 
ɡurun
 ，

 各八jakūta

 百tanɡɡū

 牲畜adun，

 各一emte

 万tumen

 两yan

 银menɡɡun，

 各八十jakūnjuta

 敕ejehe

 给buhe.



故赐尔同母所生之长兄弟二子各五千户人
 、牧群八百、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满文老档》）


满洲manju

 
人
 
ɡurun


 的i

 原da，

 长ɡolmin

 白šanɡɡiyan

 山alin

 的i

 日šun

 升dekdere

 方erɡi

 布库里bukūri

 称作ɡebunɡɡe

 山alin

 布勒胡里bulkūri

 称作ɡebunɡɡe

 湖omo

 由ci

 出tucike.



长白山日出处有座叫布库里的山，山上有个布勒胡里的湖。（《满文老档》）

依据句义及语境可以确定，前一句中ɡurun的语义为“百姓”，后两句中则为“人”。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时将此类的ɡurun译作“国人”。
[28]



下面的句子选自《太祖高皇帝实录》，记录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之事。


叶赫yehei ɡurun


 的i

 布寨bujai

 贝勒beile，

 纳林布禄narimbulu

 贝勒beile，

 哈达hadai ɡurun

 的i

 孟格布禄menɡɡebulu

 贝勒beile，

 乌喇ulai ɡurun


 的i

 满太mantai

 贝勒beile

 的i

 弟deo

 布占泰bujantai

 贝勒beile，

 辉发hūifa ɡurun


 的i

 拜音达里baindari

 贝勒beile，

 北amarɡi

 嫩江non

 的i

 科尔沁korcin

 的i

 蒙古monɡɡoi ɡurun


 的i

 翁阿代unnɡɡadai

 贝勒beile，

 莽古思manɡɡūs

 贝勒beile，

 明安minɡɡan

 贝勒beile，

 席北sibei

 部aiman，

 卦尔察ɡūwalca

 的i

 部aiman，

 满洲manju ɡurun


 的i

 白šanɡɡiyan

 山alin

 的i

 朱舍里jušuri

 路ɡoloi

 长ejen

 纡愣格yulenɡɡe，

 讷殷neyen i

 路ɡoloi

 长ejen

 搜稳seowen，

 塞克什seksi

 全uheri

 九姓的uyun halai ɡurun


 合acafi，

 三ilan

 路juɡūn

 的i

 军cooha

 来jimbi.



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北嫩江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席北部，卦尔察部，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长纡愣格，讷殷路长搜稳、塞克什，九姓之国合兵，分三路来侵。（《太祖高皇帝实录》）

《满洲实录》在此段中共出现7处ɡurun，除最后一处的ɡurun对应“国”以外，其余6个ɡurun的语义在《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中都没体现。从该段的内容看，yehe等5个ɡurun、sibei等两个aiman和jušuri等两个ɡolo是联合攻打努尔哈赤的uyun halai ɡurun“九部”，满语中aiman和ɡolo的语义为“部落”“路”。从上下文的语义来看，在此段中ɡurun一词的语义是“部”或“部落”，而不是“国”。

《新满汉大词典》也指出清代满汉合璧的文献将ɡurun翻译成“国、国家”的错误。如：


科尔沁korcin ɡurun


 对de

 使臣elcin

 派obufi，

 后amasi

 前julesi

 行yebure

 时de，

 围kaha

 把be

 冲bireme，

 可怕olhocuka

 与de

 顶funtume，

 苦jobome

 效faššahanɡɡe

 明iletulehe.



被委任为使者来往科尔沁国，冲围犯难，著者劳绩。（《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辞书认为，将korcin ɡurun翻译成“科尔沁国”为误，应译为“科尔沁部落”。
[29]



纵观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清代满语中ɡurun一词具有“国家”“部落”“百姓”“人”等多种语义。而满语方言锡伯语中ɡurun一词的语义亦为“国家”“部落”和“人”。
[30]



二　与蒙古语ulus比较

蒙古语中与满语ɡurun对应的词为ulus，和满语ɡurun相同，在古代蒙古语中ulus一词除了“国家”以外还有“部落”“百姓”“人”之义。

在现代蒙古语中ulus的基本语义为“国家”。《蒙汉词典》载：büɡüde nairamdaqu dumdadu arad ulus“中华人民共和国”、ulus arad un aǰu aqui“国民经济”、ulus un bayar“国庆”等。
[31]

 但在中世纪蒙古语中ulus的语义为“百姓”和“国家”，在《蒙古秘史》中ulus的旁译为“百姓”和“国家”。如：


好sain

 父ečike

 你的činü

 收的γuriyaγdaγsan

 
百姓
 
ulus


 把i

 我的manu

 全burin

 的u

 百姓ulus

 拿abču

 搬nekuɡderün

 劝idqaqu

 成bolun

 此ein

 被做了kiɡdebe.



你父亲收的并俺众人的百姓，被他将去，因劝他的时分，被他伤了。（《蒙古秘史》）


崩qaγačaγsan

 
百姓
 
ulus


 把i

 你的činü

 合qamtudqaču

 给你öɡsü.



你溃散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蒙古秘史》）


天teɡri

 地γaǰar

 和谐eyedüldüǰü

 铁木真temüǰin

 把i

 
国家
 
ulus


 的un

 主人ejen

 成吧boltuγai.



天地商量着让铁木真做国主。（《蒙古秘史》）

据学者统计，在《蒙古秘史》中ulus一词共出现104次，旁译多为“百姓”。
[32]



17世纪成书的《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文献记录了铁木真建立蒙古帝国的伟绩，其中记载了铁木真征服“五色四夷兀鲁思”的事情。


那tere

 成吉思汗činɡɡis qaγan

 五tabun

 色önɡɡe

 四törben

 夷qari

 
部
 
ulus


 始ekilen ……



那成吉思汗从五色四夷兀鲁思开始……（《黄金史》）


外γadaγadu

 五tabun

 色önɡɡe

 
部
 
ulus


 的i

 我的minü

 占领eǰelyü.



统帅我的外五色兀鲁思。（《蒙古源流》）

学者均认为“五色四夷兀鲁思”或“五色兀鲁思”是指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即在此“兀鲁思”（ulus）一词的语义为“部落”。

通过上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满语ɡurun和蒙古语ulus的语义及其演变过程完全相同。

三　讨论

《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家”的释义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功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33]

 与此相比，满语ɡurun的语义为“人”“百姓”“部落”“国家”，不仅体现了满族社会组织的独特性，而且体现了满族社会经历的“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等制度文化的演变过程。刘小萌先生在其著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认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氏族部落各自为政的分散活动、部落联盟、海西部落联盟的崛起、金国的建立、清朝的建立等先后过程。
[34]

 而满语ɡurun一词的语义演变就体现了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

第一，明代女真人的社会组织为血缘组织hala“哈拉”、mukūn“穆昆”、uksun“乌克孙”、boo“包”及地域组织ɡašan“噶栅”，此时女真是各自为政的“人”。如《满洲实录》始祖传说terei hūncihin manju ɡurun inu之类句中manju ɡurun的语义为“满洲人”。

第二，随着血缘关系的松懈，以hala“哈拉”、uksun“乌克孙”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ɡašan“噶栅”慢慢向地缘性ɡašan“噶栅”过渡。人们以地缘性ɡašan“噶栅”为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时，突破血缘关系的壁垒，人与人之间形成新的经济关系，于是在地缘性ɡašan“噶栅”的基础上建立起地域性部落。明代初期至金朝的建立是满洲部落联盟及其崛起时期，分为若干“部落”。《满文老档》后金之前的历史记载中manju ɡurun的语义多为“满洲部落”。

第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将一些制度加以改造，同时汲取蒙古制度的某些成分，建立起政治机构的雏形，进而发展为以八旗制度为基础、议政会议为中枢的国家机关。此时manju ɡurun的语义也演变为“满洲国”。

第四，在满族和蒙古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历史条件，还是其本身的社会组织，各方面都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满语ɡurun和蒙古语ulus的语义及其演变轨迹就基本上趋于一致。

第四节　满语doron词源考证

满语doron语义为“印章”。《御制清文鉴》释：menɡɡun teišun be hunɡkerefi herɡen foloho siden i baite de temɡetu obume ɡidaranɡɡe be doron sembi“浇铸银铜，其上刻字，画押于公文作证者谓之印章”。
[35]

 满语中另一词boobai专指帝王之印，为boobai doron“玉玺”简化形式，其中boobai借自汉语“宝贝”。满语doron“印章”为doro“政权”之后缀加辅音n而派生的，其派生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面。

一　满语doro

满语doro为多义词，据《新满汉词典》解释，该词具有“道、方法”“宗教教义”“事业”“礼节、礼仪、礼貌”“贯于封号的尊称”等义项，其中“道、方法”为基本语义，其他为引申语义。
[36]

 其实，在清代满语中doro一词除了“道、方法”等语义以外，还有“政、政权”之义。如：


好sain

 
道
 
doro


 把be

 许多ududu

 代jalan

 于de

 若寻求baici

 不得baharakū

 说sere seme ……



善道几代未求得……（《满文老档》）


大amba

 国的ɡurun i

 生存banjire

 
道
 
doro


 于de，

 一次emɡeri

 好sain

 话ɡisun

 把be

 说话ɡisureme

 未使安歇erɡembuhekū.



大国之道，不能安歇一次好话。（《满文老档》）


天的abkai

 恩kesi

 于de

 睿恭敬汗sure kundulen han

 大amba

 国ɡurun

 把be

 使齐集isabufi，

 金aisin

 
政
 
doro


 把be

 抓jafafi

 生活banjire

 时de ……



承蒙天赐，睿聪大汗聚集金国，执政金朝政权时……（《满文老档》）



政
 
doro


 于de

 帮助aisilaci

 可以ojoro

 人niyalma

 若有bici，

 原来dule

 那tere

 把be

 举用tukiyeki

 矣dere.



若有助政能人，就举其人也。（《满文老档》）

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来看，在清代满语中doro一词多指“道、方法”和“政、政权”。在上面的例句中，前二句中doro指“道、方法”，后二句中则指“政、政权”。当今编著的满文辞书多将doro de aisilaha amban“光禄大夫”、doro de hūsun buhe amban“通奉大夫”、doro de tusa araha amban“资政大夫”等词组中的doro释为“贯于封号尊称”，其实从词组的基本语义来看，这些词组中doro的语义为“道、方法”或“政、政权”。

二　与蒙古语törö比较

蒙古语中与满语doro同源的词为törö，据《蒙汉词典》的解释，törö有“政权、政体”“国家、国体”“朝代、朝廷”“婚宴”等多种语义。
[37]

 与清代满语相同，在古代蒙古语中törö一词亦有“道、方法”之义。如《蒙古秘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文献载：


本tos

 汗qaγan

 把iyen

 弃tebčin

 难于yadaγsan

 大yeke

 理yoso

 
道
 
törö


 把ji

 思sedɡikui ……



思难弃本汗大道义……（《蒙古秘史》）


汗qan

 人kümün

 的ü

 
道
 
törö


 暗qaranγγui

 对tur

 不ölö

 茫töɡöriɡdekü

 伴qani

 对da

 不ölö

 失策endeɡdekü.



汗人之道，暗中不迷，对友不失。（《黄金史》）


汗qan

 父ečike

 的jin

 对eserɡü

 说üɡülekü

 
理
 
törö


 无üɡei

 也bülüɡe.



盯父汗说无理也。（《蒙古源流》）

词义演变受语言内部机制和社会外部文化的影响。与上节分析的满语ɡurun和蒙古语ulus相同，doro和törö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具有相同的语义演变，这与满族和蒙古族社会制度演变的相同性及其语言文化相同性有关。满语和蒙古语为同属阿尔泰语系的黏着性语言，语言内部机制有很多相同特点。历史上，蒙古人与满—通古斯人毗邻居住，其语言相互影响的时间较长。鲍培认为，在古代阿尔泰语系共同体中，朝鲜语是最早分出去的。此后，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统一体还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现今的突厥语前身分出之后，蒙古和满—通古斯统一体仍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38]

 满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及类型特征，使满语和蒙古语的同源词doro和törö发生了同样的语义演变。

三　满语doron来源

比较研究满语doron“印章”和doro“政权”就可发现，其语音和语义之间有密切关系，doron“印章”是doro“政权”之后缀加词缀而构成的派生词。

从语音形式上看，静词之后缀加词缀n派生新词的现象在满语中比较常见。如，amba“大”——amban“大臣”；ajiɡe“小”——ajiɡen“小小的（人或事物）”；asha“翅膀”——ashan“旁边、副”；amsu“皇帝饮食”——amsun“献神酒食”；ejehe“记录”——ejehen“注释”。以此类推，doron是由doro之后缀加词缀n构成的派生词。

从语义关联上看，印信主要作为处理政务的凭信，表明官员地位，是权力的象征。印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殷商时期已经使用印章形式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信，到汉代，作为信物则成了大一统管制的必需品，成了各级官员的化身，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于是确立了一整套官印制度。
[39]

 《汉官旧仪》记载了皇帝、天子六方玺用法：“皇帝行玺”，凡封命用之；“皇帝之玺”，凡赐诸侯王书用之；“皇帝信玺”，凡发兵用之；“天子行玺”，用于征召大臣；策拜外国事物，则用“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则用“天子信玺”。
[40]



印章和政权的关系问题，专家学者曾作过充分的论证，满语doron“印章”与doro“政权”的构词关系，也证明了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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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位词词源考证

方位词是表示空间、时间、方位的词，是语言的基本词汇之一，可单用或与其他词组合构成方位结构，表示方向、处所和时间等概念。满语方位词在词源、构词和语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体现着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文化特征。对其词源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对阿尔泰语系语言进行比较，而且对北方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也有积极作用。

第一节　满语书面语derɡi和warɡi词源考证

满语方位词的结构和词源问题，至今尚无学者进行过专题研究。前人研究以方位词的分类和语法特点的共时描述为主，注重其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应用研究。
[1]

 本节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理论出发，对满语方位词derɡi“东、上”和warɡi“西、下”进行词源研究，以便揭示古代满—通古斯人方位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一　方位词的文化内涵

方位在人们的心目中从来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概念，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也息息相关。“许多原始社会时期的岩画有的绘于终年不见阳光的背面，有的则对着正南的烈日，有的迎着初照的旭日，有的则朝向西下的夕阳，这种不同内容绘于不同方位的做法表明在原始人心目中方位具有某些神秘的含义。在后世的文明人当中方位也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坐东坐西，葬南葬北，都有种种讲究。”
[2]



在人类社会之初，原始人就面临着选择方向和确定方位的问题。原始文化的研究不约而同地表明，许多原始民族在最初选择方向和确定方位时，常以太阳作为参照。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谈到原始民族的方位观念时说：“他们往往拿日头的出没做标准。因此对于东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出地’，福贡的栗粟叫做‘日出洞’；对于西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落地’，福贡的栗粟叫做‘日落洞’。汉字的‘东’字从‘日在木中’会意，‘西’象‘鸟栖巢上’之形，英语的orient的本义也是‘日出’，实际上全是从这共同的出发点来的。”
[3]

 我们可以给罗先生的观点补充一些证据：古希腊人认为，北方在夏天日落之处到夏天日出之处之间，南方在冬天日出之处到冬天日落之处之间，
[4]

 然而据天文学研究，夏天日出东北，日落西北，冬天则日出东南，日落西南。
[5]

 俄语vostok“东方”的词源语义是“太阳升起的地方”，zapad“西方”的词源语义是“太阳落下的地方”；老式德语的Morgenland“东方”由Morgen“早晨”和Land“地方”二词构成，显然是由“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得名的。
[6]



与上面论述相同，以太阳作为参照认定方向、方位的现象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中极为普遍。我们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文献中常见到相关记载。如：

1. 中世纪蒙古语


如今edö'e

 这ene

 生里törelkidür

 契合anda

 俺ba

 两个的qoyarun

 
出的
 
urγuqui


 
日行
 
narannača


 
落的
 
šinɡeküi


 
日里
 
narandü


 直到kürtele

 姓名nere

 我的minü

 到了也者kübeče.



我此生和安答二人相契，我们的名声，已从日出的地方，远扬到日落的地方了。（《蒙古秘史》）



日
 
naran


 
落
 
šinɡɡekü


 
从
 
eče


 
出处
 
urγuquda


 直到kürdele

 敌dayin

 百姓irɡeni

 有bui.



从日落的地方到日出的地方，还有敌人。（《蒙古秘史》）

2. 满语


长ɡolmin

 白šanɡɡiyan

 山alin

 的i

 
太阳
 
šun


 
升起
 
dekdere


 
地方
 
erɡi


 （山名bukūri

 ）叫的ɡebunɡɡe

 山alin

 里，de，

 一个emu

 （湖名bulhūri

 ）叫的ɡebunɡɡe

 湖omo

 有bi.



长白山日出处有座叫布库里的山，山上有个布勒胡里的湖。（《满文老档》）



日
 
šun


 
落
 
tuhere


 
方
 
erɡi


 从ci

 
日
 
šun


 
升
 
dekdere


 
方
 
erɡi


 向baru

 白šanɡɡiyan

 青lamun

 线siren

 现ɡocifi，



从日落方向日出方出现白青线（光），（《满洲实录》）

3. 古代突厥语



前面（东面）
 
ilɡärü


 
日
 
kün


 
出来
 
toγsïqqa
 ，

 
右面（南面）
 
birɡärü


 
日
 
kün


 
中间
 
ortusiŋaru
 ，

 
后面（西面）
 
quriγaru


 
日
 
kün


 
降落
 
batsïqïŋa
 ，

 左面（北面）yïrγaru

 夜ün

 中间ortusïŋaru，

 那里anta

 里面ičräki

 人民bodun

 全部qop

 对我maŋa

 属于körür，

 如此bunča

 人民bodun

 全部qop

 集合itdim.



前面到日出，右面到日中，后面到日落，左面到夜中，那里的人民全都臣属于我。我把这么多的人民全都组织了。（《阙特勤碑》）



前面
 
öŋrä


 （东方）
 
日
 
kün


 
出来
 
toγsuqdaqï


 人民bodun

 后面（西方）kisrä

 月亮ay

 出来toγsuqdaqï

 出来toγsuqdaqï

 人民bodun

 四tort

 角buluŋdaqï

 人民bodun

 力量küč

 给berür

 敌人yaγïm

 部分bölük

 没有yoq

 变成boltï



居住在前面（东方）日出方向的人民和居住在后面（西方）日落方向的人民以及所有四方的人们都为我出力，我的敌人则失去自己的福分。（《铁尔浑碑》）

古代阿尔泰语系语言民族以太阳升落的位置来确定方向、方位的习惯也见于其民间文学当中。据满族长篇历史说部《两世罕王传》的记载，明末建州女真首领王杲曾到东海窝稽部求援，发现当地土人刻在树上的许多象形符号表意，图中以太阳的各种图画来表示“东”“南”“西”“北”方向。
[7]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当中，常以太阳升落的位置来确定方向、方位。
[8]

 如，naran γarqu ǰöɡ“日出处——东”，naran saγuqu ǰöɡ“日落处——西”，naran γarqu yin ǰeɡün ǰöɡ“日出的左边——北”，naran γarqu yin baraγun ǰöɡ“日出的右边——南”。此外，鄂温克人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方位的综合概念及表示东西南北的专用名词，只是以太阳所在的位置来表示东、南、西、北方向，如，把东方称作太阳出来的方向，西方则是太阳落下的方向。
[9]

 下面我们从满—通古斯语族材料入手，通过满语方位词derɡi“东、上”、warɡi“西、下”的词源考证，阐释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方位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二　derɡi、warɡi的构词分析

从构词结构上看，满语方位词derɡi“上、东”和warɡi“下、西”是由de-+-rɡi→derɡi、wa-+-rɡi→warɡi构成的。词根de-、wa-是非独立词根，在满语中有较强的派生新词能力，词缀-rɡi为构词词缀，缀加于方位词词干后构成方位词。下面先分析词缀-rɡi的来源。

1. 词缀-rɡi

满语方位词词缀-rɡi一般缀加于de-、wa-等非独立方位词词干后构成方位词。如：

de-+-rɡi→derɡi“上、东”

wa-+-rɡi→warɡi“下、西”

jule-+-rɡi→julerɡi“前、南”

ama-+-rɡi→amarɡi“北、后边”

do-+-rɡi→dorɡi“里边、内”

tule-+-rɡi→tulerɡi“外”

ebe-+-rɡi→eberɡi“这边”

ca-+-rɡi→carɡi“那边”

oilo-+-rɡi→oilorɡi“表面”

通过以上例词可以看出，词缀-rɡi为满语常用的构词词缀，是由满语erɡi“方、边”演变而来的。
[10]

 依据如下：

第一，在满语中erɡi“方、边”一词附加于部分方位词之后，构成表示方位的合成词。如，hashū“左”+erɡi“方、边”→hashū erɡi“左边”；ici“右”+erɡi“方、边”→ici erɡi“右边”。而这些合成词的语法功能与以-rɡi结尾的方位词完全相同。如：



左
 
hashū


 
右
 
ici


 
方
 
erɡi


 里de

 斧suhe

 拿jafaha

 人niyalma

 把be

 使立ilibuhabi.



左右立刀斧手。（《三国演义》）


又ɡeli

 清bolɡo

 流eyen

 急harɡi

 湍hūrɡikū

 有bifi，

 
左
 
hashū


 
右
 
ici


 
方
 
erɡi


 把be

 环hayame

 绕šurdehebi.



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兰亭集序》）



西
 
warɡi


 
东
 
derɡi


 把be

 并umai

 不知takarakū.



不知东西。（《阿房宫赋》）


定dinɡ

 军ɡiyun

 山šan

 山alin

 的i

 
西
 
warɡi


 里de

 一emu

 高den

 山alin

 有bi.



定军山西，有一座高山。（《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比较研究例句中的方位词与方位词组，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表达事物存在的场所；其次，其后面可以缀加格词缀；再次，在句中作状语或宾语。句中hashū ici erɡi“左右方”等由方位词后加erɡi“方、边”构成词组和warɡi derɡi“东西”、alin i warɡi“山西”等缀有词缀-rɡi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完全相同。

第二，据初步调查，在满语中erɡi“方、边”一词，主要附加于hashū“左”、ici“右”等未缀加词缀-rɡi的方位词之后，构成方位词组。除了derɡi“东”、warɡi“西”两个词以外，erɡi“方、边”不能附加于tulerɡi“外”、eberɡi“这边”、carɡi“那边”、oilorɡi“表面”、julerɡi“南、前”、amarɡi“北、后”等后面缀有-rɡi的方位词之后构成方位词组。

第三，女真语中有厄儿·革（ər-ɡə）“方、左方之方”一词，能与方位词诸勒·厄（jul-ə）“南、前”结合构成合成词诸勒·厄·厄儿·革（jul-ə ər-ɡə）“南、东”。
[11]

 满语julerɡi“南、前”很可能是从女真语julə ərɡə“南、东”演变过来的。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满语方位词词缀-rɡi来自满语erɡi“方、边”。其演变过程如下：满语独立词erɡi“方、边”在附加于jule“前、南”、tule“外”、oilo“里”等以元音结尾的方位词后面时，其第一音节元音e脱落，使jule erɡi“前边、南边”、tule erɡi“外边”、oilo erɡi“里边”之类合成词在结构上更加严密，从而缩合成juleri“前边、南边”、tulerɡi“外边”、oilorɡi“里边”之类词语，最终独立词erɡi“方、边”演变为词缀-rɡi。

2. 词根de-、wa-

满语de-、wa-为非独立词根，有较强的派生词能力。满语中以de-、wa-为词干的词族非常丰富。

（1）由de-派生的词族

den“高、高大”，由de-之后缀加辅音n构成，满语中以辅音n结尾的名词之后缀加词缀派生词语时，辅音n往往脱落。

derɡi“上、东”，据上文的分析derɡi是由de-+-rɡi构成的。

dele“上面、皇帝”，由de-+-le构成。词缀-le/-la/-lo缀加于非独立方位词词根后面派生出具有位置格语义的方位词。如，amala“在后”、cala“在那边”、ebele“在这边”、dolo“在里边”、fejile“在下边”。

deji“上等品”，由de-+-ji构成。词缀-ji是派生名词的词缀，如boihon“土”——boihoji“土地神”，boiɡon“户”——boiɡoji“主人”，缀加词缀时，词尾辅音n脱落。

deken“稍微高的”，为词根de-（den）的比较级形式，-ken为形容词比较级词缀。满语性质形容词词干后缀加词缀-kan/-ken/-kon，使其程度减弱，表达“略微”“稍微”之义。如，amba“大”——ambakan“略大”；ujen“重”——ujeken“略重”；ɡoro“远”——ɡorokon“略远”；hanci“近”——hancikan“略近”。

denɡɡe“高贵的”，由de-（den）派生的关系形容词。在满语中有些名词词干后缀加词缀-nɡɡa/-nɡɡe/-nɡɡo，派生出关系形容词。如，morin“马”——morinɡɡa“骑马的”；erdemu“德”——erdemunɡɡe“有德的”；orho“草”——orhonɡɡo“有草的”；boco“颜色”——boconɡɡo“有颜色的”。

此外，满语中由de-（den）派生的词族还有dekjin“兴、起”，dekden“兴起、飞扬”，dekdembi“飞起、升起”，dekjimbi“兴旺、成长”，dekdehun“略高些、稍高些”，debembi“溢、扬”，deyembi“飞”等。但这些词的派生过程比较复杂，在此不作分析。

（2）由wa-派生的词族

wala“下、末”，由we-+-la构成，上文已分析过词缀-le/-la/-lo。

warɡi“下、西”，据上文的分析warɡi是由wa-+-rɡi构成的。

wasihūn“往下、以下”，由wa-+-si-+-hūn构成。其中词缀-si缀加于非独立方位词词根后面，派生出具有方向格语义的方位词。如，julesi“向南、向前”，amasi“向后”，casi“向那边”，ebsi“向这边”，tulesi“向外”，dosi“向里”。词缀-hūn/-hun缀加于动词词干后，派生出形容词。如，wasimbi“降落、降下”——wasihūn“往下、以下”；yadambi“穷困”——yadahūn“贫穷”；ekiyembi“减之”——ekiyehun“不足的、缺少”。

wasimbi“降落、降下”，由wa-+-si-+-mbi构成。-mbi为满语中最常见的派生动词词缀。

wasimbumbi“使降、使降下”，是wasimbi“降落、降下”的使动、被动态形式。

wasinambi“下去”，是wasimbi“降落、降下”的方向体形式。

wasinjimbi“降临、降下”，亦为wasimbi“降落、降下”的方向体形式。

此外，满语中还有由we-派生的词语，语义与由wa-派生的词相反。如，wesihun“升”——wasihūn“降”；wesimbi“上、升”——wasimbi“下、降”；wesimbumbi“使上升”——wasimbumbi“使下降”；wesinembi“上去”——wasinambi“下去”。显而易见，这些词是由词干wa-的元音交替构成的词族，满语中有用元音a和e交替构词的现象。如，haha“男人”——hehe“女人”；ama“父亲”——eme“母亲”；naɡcu“舅舅”——neɡcu“舅母”；anɡɡa“嘴”——enɡɡe“鸟嘴”。

三　derɡi、warɡi的语义分析

满语方位词derɡi、warɡi的语义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满语derɡi、warɡi是多义词。derɡi表达“上”“东”之义，warɡi则表达“下”“西”之义。第二，虽然derɡi和warɡi的同族词均具有“上”“下”之义，但是大部分词没有“东”“西”之义。从同族词的语义情况来看，“上”“下”为derɡi、warɡi的基本语义，“东”“西”为引申语义。笔者认为，满语方位词derɡi、warɡi的语义形成与古代满—通古斯人方位概念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密切关系。

1. 关于“东”“西”观念的形成

人类经历了从无空间观念到有空间观念的漫长岁月，在空间观念的确立过程中目前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先有东西而后有南北。
[12]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先有东西两个方向呢？毫无疑问，这与确定方位时原始人如同现在的儿童一样，把太阳的出没作为标志，从太阳的东升西降总结出来的风俗习惯有关。
[13]

 其实古代满—通古斯人“东”“西”概念的形成也不例外，满语方位词derɡi“东、上”、warɡi“西、下”的语义关系正反映了此种现象。

首先，东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西是太阳落下的方向，以太阳的位置来确定方向的时候“东”和“上”、“西”和“下”之间产生了语义关系。

其次，清代满文辞书《御制清文鉴》载：šun dekdere erɡi be derɡi sembi“太阳升出的地方称之为东”；šun tuhere erɡi be warɡi sembi“太阳落下的地方称之为西”。即在原始满—通古斯人的心目中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东方，太阳落下的地方是西方。

此外，上文已提到过，从derɡi、warɡi同族词的语义情况来看，“上、下”为其基本语义，“东、西”为其引申语义。

2. 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比较

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表达“东”“西”的方法，与满语有着较多的相同特点，揭示了原始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文化的相同性。

（1）鄂伦春语：dɪlatʃa juurkkəəki“东”、dɪlatʃa tiktərəkkəəki“西”
[14]



鄂伦春语中表达“上”“下”概念的词有uji-、ərɡi-，而没有表达“东”“西”概念的专门词语，由词组dɪlatʃa juurkkəəki“日出”、dɪlatʃa tiktərəkkəəki“日落”来表达“东”“西”概念。

（2）哈萨克语：kynʃəʁəs“东”、ʃəʁəs“东”，kynbatəs“西”、batəs“西”
[15]



哈萨克语kynʃəʁəs“东”由名词kyn“太阳”与动词ʃəq-“升、出”的派生形式ʃəʁəs组合而成，基本义为“日出”，ʃəʁəs是其简略形式。kynbatəs“西”由名词kyn“太阳”与动词bat-“降、落”的派生形式batəs组合而成，基本义为“日落”，batəs是其简略形式。据王远新先生的研究，突厥语族语言中“东、西”概念的表达方法与哈萨克语基本相同。

（3）土族语：tэφэ“东”、furэ“西”
[16]



土族语方位词tэφэ、furэ的语义和满语方位词derɡi、warɡi的语义完全相同。即tэφэ语义为“东、上”，furэ语义为“西、下”。

（4）达斡尔语：nar ɡarkui“东”、nar wanəxui“西”
[17]



与鄂伦春语相同，达斡尔语中没有表达“东”“西”概念的词，由词组nar ɡarkui“日出”、nar wanəxui“日落”来表达“东”“西”概念。

通过以上比较，可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古代满族把太阳升起的一方作为东、太阳落下去的一方作为西，“东”“西”概念的产生是以“太阳升”（上）、“太阳落”（下）作为实体引申出来的。因此，满语书面语方位词derɡi、warɡi具有了“东、上”“西、下”的语义。

第二，除古代满族外，古代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也有以太阳的升落作为标志确定方向和方位的习俗。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表达“东、西”的方法具有较多的相同点，满语方位词derɡi“东、上”、warɡi“西、下”的语义是这一文化现象在满语中的沉淀。

第二节　满语口语dərɡi和vɛrɡi词源考证

满语书面语的derɡi“东”、warɡi“西”，在现代满语口语中演变为dərɡi“西”、vɛrɡi“东”。
[18]

 满语书面语derɡi“东”、warɡi“西”在现代满语口语中的语义演变，与满族的尊西卑东习俗有关。本节在满族语言文化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满语口语方位词dərɡi“西”、vɛrɡi“东”的语义来源。

一　dərɡi“西”、vɛrɡi“东”的音义分析

从语音形式上看，满语书面语derɡi的口语形式与其书面语形式完全相同，但warɡi在口语中发生了以下两种演变。

第一，词首半元音w在口语中演变为v。满语书面语词首半元音w浊化演变成辅音v的现象在现代满语口语中比较常见。
[19]

 如表2-1所示：

表2-1　满语书面语第一音节w在满语口语中的演变



	满语书面语
	现代满语口语
	语义



	wan
	van
	梯



	wehe
	vəγə
	牙齿



	weihu
	vəixu
	船



	we
	və
	谁



	wasimbi
	vaʐəme
	降




第二，第一音节的a在口语中演变为ɛ。前一音节的后元音在其后面音节前元音的影响下演变成前元音亦是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音变规律。如表2-2所示。

表2-2　满语书面语第一音节a在满语口语中的演变



	满语书面语
	现代满语口语
	语义



	alin
	ɛlin
	山



	amila
	ɛmil
	雄



	ajiɡe
	ɛʥixə
	小



	tarimbi
	tɛlime
	种地



	lakiyambi
	lɛkime
	挂




满语书面语warɡi的词首半元音浊化，第一音节元音前化演变的结果是，warɡi在现代满语口语中变成vɛrɡi。

从语义上看，满语书面语derɡi的语义为“东”，warɡi的语义为“西”。但是现代满语口语则相反，dərɡi语义为“西”，vɛrɡi语义为“东”。如：


我bi

 
东
 
verxe


 从dəre

 走jume，

 你ɕi

 
西
 
dərxe


 从dəxe

 来ʥixə.



我从东面走，你从西面来。（《满语简志》）


村tokso

 
东
 
vɛrxe


 河bira

 有be.



村东有河。（《满语简志》）


三ilan

 间ɡiyan

 有bi，

 
西
 
dərɡi


 屋bɔ，

 
东
 
vɛrɡi


 屋bɔ，

 外tulki

 屋bɔ，

 还xai

 一əm

 仓xasi

 屋bɔ

 有bi.



有三间，西屋、东屋、外屋，还有一间仓房。（《现代满语八百句》）

除了满语以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锡伯语口语中vɛrxi的语义为“东”，dirxi的语义为“西”。
[20]

 如：



从西
 
dirxidəri


 一əm

 人nan

 来ʥim.



从西面正来着一个人。（《锡伯语简志》）


他tər

 
西
 
diɕi


 
东
 
vɛɕi


 大夫daifu

 找biam

 跑fəxɕim.



他东跑西颠地找大夫。（《锡伯语简志》）

满语和锡伯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同源成分较多，语言使用者之间可通话程度较高，有些学者认为锡伯语是满语的方言。因此，锡伯语口语中的vɛrxi“东”、dirxi“西”可视为满语书面语derɡi“东”、warɡi“西”在满语方言中的演变形式。

二　满族的尚西习俗

据上节分析，方位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而满族有尊西卑东的习俗，其主要表现在满族传统民居的格局上。
[21]



首先，满族传统民居的西墙上有一块板，叫作祖宗板儿，上面供有家谱。家谱通常放在祖宗板儿的祖宗匣里。除了家谱，祖宗匣内有时也放有祖先的画像、雕像及神刀、神箭等祭器。有些民居的西墙上还供奉着“子孙娘娘”，通常在神板旁边吊一个黄布口袋，内装三四丈长的绳子，叫“子孙绳”。

其次，满族传统民族的西屋一般都有北、西、南三铺炕。三铺炕两两相连为“万字炕”。其中西炕与门相对，是供奉祖先神灵祭祖的地方。西炕是神位，其上不能摆放其他东西，尤其是一般人的照片和画像。西炕上也不许人在上面坐卧，包括男性客人和长辈。

再次，满族三间房以西为贵，住长辈；东为卑，住晚辈。正房之外，若有厢房，则以西厢房为贵，住地位高的人；东厢房为卑，住地位低的人。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因素积累起来的综合体系，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通过不同时期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构拟词义形成和演变的理据。满语方位词dərɡi、vɛrɡi的语义与满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dərɡi、vɛrɡi的语义来源

满语书面语中有derɡi nahan一词，《新满汉大词典》未将其直接译成汉语，而是释为“满族居室中西山墙边的炕，又名火炕”，
[22]

 《满和辞典》亦释为“西山墙边的炕，又名大炕”。
[23]



从满语书面语的字面语义上直接翻译derɡi nahan一词，是“东炕”。但据上面两部辞书的解释，derɡi nahan是“满族居室中西山墙边的炕”。并且满族传统民居的西屋一般都有北、西、南三铺炕，却没有东炕。从满族民居的内部格局来看derɡi nahan是“西炕”。

其实，满语书面语derɡi nahan的语义为“上炕”，即《满和辞典》所解释的“大炕”。依据有以下两点：

其一，满语书面语derɡi的语义为“上、东”。

其二，满族有以西为贵（大），以东为卑（小）的习俗。据此，满族将靠西上墙的炕叫作“上炕”或“大炕”。

这样看来，derɡi nahan是满族传统民居中的“西炕”，而其基本语义为“上炕”。词组derɡi nahan中derɡi一词的语义为“上”“西”。语言的演变从语言词汇中的某一词开始，逐渐扩散至整个词汇。
[24]

 受derɡi nahan“西炕”的语义影响，满语口语dərɡi一词的语义演变为“上”“西”。后来现代满语口语中nuŋɡu“上”一词代替了dərɡi“上”，因此，在口语中dərɡi的语义演变为“西”。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及其方言土语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原始语的同源词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会发生不同的音义演变。满语方位词derɡi的基本语义为“上”，在不同的风俗文化的影响之下，在满语书面语和口语中产生了不同的引申语义。古代满族有尊西卑东的习俗，“西”是他们尊重、崇尚的“上”方。此文化现象影响到满语口语，其结果是满语口语中dərɡi的语义演变为“上”“西”。由于在口语中dərɡi的语义为“上”“西”，因此，其反义词vɛrɡi的语义为“下”“东”。

第三节　方位词缀-si来源考证

-si是满语常用的派生方位词词缀，满语中缀有-si的方位词较多，如jule-si“往前、向”，ama-si“往后、向后”，ca-si“往那儿、向那儿”，eb-si“往这儿、向这儿”，tule-si“往外、向外”，do-si“往里、向里”等。虽然词缀-si在满语中极为常用，但是以往学者对其来源未作过专门研究。本节通过比较研究满语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ci的语法功能，试图解释方位词词缀-si的来源。

一　-si的接用特点及语法功能

在满语中，词缀-si缀加于非独立的方位词词干后，派生出具有方向格语义的方位词。如：


月biya

 明ɡenɡɡiyan

 星usiha

 稀seri，

 乌鸦ɡaha

 喜鹊saksaha

 
往南
 
julesi


 飞deyembi.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前赤壁赋》）


其terei

 骑马morinɡɡa

 步yafahan

 兵cooha

 把be

 大amba

 半dulin

 杀wafi

 
往后
 
amasi


 回bederehe.



追杀其马步兵过半而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金ɡinɡ

 生senɡ

 户boiɡon

 人口anɡɡala

 拿ɡaifi

 
往前
 
julesi


 躲jailanaha.



金生领家眷，去南方避难。（《择翻聊斋志异》）


兴hin

 汉han

 的i

 全uheri

 管kadalara

 官da

 的i

 下属fejerɡi

 三ilan

 千minɡɡan

 兵cooha，

 此ere

 月biya

 的i

 二十orin

 从ci

 
向外
 
tulesi


 到达isinjihaci

 可以ombi.



兴汉镇标兵三千名，本月二十后可到。（《评定金川方略》）

通过例句可以得知，满语方位词词缀-si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满语方位词词缀-si为构词词缀，缀加于方位词非独立词干之后派生新的方位词。

第二，缀有-si的方位词或方位词组在句子中作补语或状语，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向。

第三，以-si结尾的方位词或方位词组之后不能再缀加方向格词缀-de、-ci，即满语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de、-ci有着相同的语法功能。

二　方向格词缀-ci的语法功能

满语方向格，又称与格或位置格，用格词缀-de、-ci来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向、目的和位置。
[25]

 如：


旨hesei

 书bithe

 把be

 谨ɡinɡɡuleme

 抄doolame

 写arafi，

 皇hūwanɡ

 太后taiheo

 
向
 
de


 奏wesimbuhe，

 奶皮oromu

 把be

 也inu

 一并suwaliyame

 送benehe.



我把圣旨谨抄后奏上了皇太后，也把奶皮子一起送去了。（《明清档案及蒙古史研究》）


俄罗斯oros

 使者elcin

 来ishun

 年的aniyai

 二juwe

 月biya

 
于
 
de


 才teni

 库伦kuren

 至de

 到达isinambi.



俄罗斯使者于来年二月抵达库伦。（《嘉庆朝·满文月折档》）


十juwan

 三ilan

 时de

 没打猎abalahakū，

 呼和浩特huhu hoton

 
至
 
de


 去isinjiha.



十三日没有打猎，来到了呼和浩特。（《明清档案及蒙古史研究》）


萨哈连sahaliyan

 乌拉ula

 黑龙helunɡ

 江ɡiyanɡ

 是inu，

 它tere

 的i

 原da

 白šanɡɡiyan

 山alin

 
由
 
ci


 出tucikebi.



萨哈连乌拉就是黑龙江，发源于长白山。（《满洲实录》）


我bi

 此uba

 
从
 
ci


 也inu

 使者elcin

 派tucibufi

 约boljokon

 的i

 方ba

 
于
 
de


 喇嘛lama

 的i

 使者elcin

 和i

 同emɡi

 见acafi

 去呀ɡenekini.



朕于此亦派遣使臣赴约之地，与尔（喇嘛）使同往。（《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通过研究发现，满语方向格词缀-de、-ci有以下特点：

第一，满语方向格词缀缀加于表达地点、位置语义的名词后面，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缀有方向格词缀的方位词或方位词组在句子中作补语或状语。

第二，格词缀-de除了表达方向格以外，还能表达位置格。格词缀-de表达方向格和位置格时，其后面搭配的谓语动词语义不同，方向格词缀-de后面搭配的谓语动词表示动作或行为的“移动”和“去向”，位置格词缀-de后面搭配的谓语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存在”。

第三，格词缀-ci除了能表达方向格以外，还能表达从—比格。虽然方向格词缀-ci和从—比格词缀-ci后面搭配的谓语动词均表达动作、行为的“移动”，但是其“移动”的方向不同，方向格词缀-ci后面的谓语动词表达动作行为的“去向”，从—比格词缀-ci后面的谓语动词表达动作、行为的“由来”。

第四，在满语书面语中，方向格词缀-de的使用频率高于方向格词缀-ci。

三　构词词缀-si与格词缀-ci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满语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ci的语法功能相同，且语音对应，具有同源关系。

第一，满语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ci的语法功能完全相同。首先，满语方位词词缀-si缀加于方位词非独立词干后，派生表示方向语义的方位词，在句子中可译为“向……”“往……”。满语方向格词缀-ci缀于表示地点、位置的名词后面，表达“往什么地方”“向谁”的语义。其次，在句子中缀有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ci的方位词均作补语或状语。再次，缀有词缀-si的方位词后面不能再接缀方向格词缀-ci。

第二，构词词缀-si和格词缀-ci的辅音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据朝克先生研究，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辅音s对应于鄂伦春语、赫哲语辅音tʃ。如，满语susiha“鞭子”对应于锡伯语susxa“鞭子”、鄂温克语ʃisɡa“鞭子”、鄂伦春语tʃitʃaw“鞭子”和赫哲语tʃutʃa“鞭子”，满语saci-“砍”对应于锡伯语satsə-“砍”、鄂温克语satʃtʃi-“砍”、鄂伦春语tʃabtʃi-“砍”和赫哲语tʃabtʃi-“砍”。
[26]

 其实，辅音s和c的对应是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对应规律，除了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以外，辅音s和c的对应也见于满语和蒙古语的同源词中。如，满语si“你”——蒙古语či“你”；满语ɡūsin“三十”——蒙古语γučin“三十”；满语hūsun“力量”——蒙古语küčün“力量”；满语oshon“小的”——蒙古语öčüken“小的”；满语seci-“刺”——蒙古语čiči-“刺”；满语sideri“三脚绊”——蒙古语čidür“三脚绊”。

上面的音义对应现象可以证明，满语方位词词缀-si和方向格词缀-ci是同源的，由原始满—通古斯语中表达位置、方向的词缀*-tu演变而来。

四　构词词缀-si的来源

哈斯巴特尔先生认为，原始满—通古斯语中格词缀*-tu表达位置、方向和从—比的语义，在女真语中，词缀*-tu元音u演变为元音i，以-ti形式表达方向格语义。
[27]

 根据哈氏的研究可发现，原始满—通古斯语词缀*-tu在满语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演变成-si、-de、-ci等三个词缀。

语义方面，词缀*-tu表达的位置、方向和从—比语义在满语中发生了分工，即-si表达方位语义，-de表达方向语义，-ci表达方向、从—比语义，而其形态功能也发生了变化，-si为构词词缀，-de、-ci为格词缀。

在语音方面词缀*-tu除了元音发生交替演变以外，辅音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对辅音*t的不同演变解释如下。

第一，辅音*t在满语中发音部位发生变化，其结果是词缀*-tu演变成-si。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辅音t和s的对应现象可以证明此语音演变，赫哲语辅音t对应于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辅音s。如，赫哲语ɡotkon“苦的”对应于满语ɡosihon“苦的”、鄂温克语ɡosxuŋ“苦的”和鄂伦春语ɡoskun“苦的”，赫哲语ʤitkun“酸的”对应于满语jašuhun“酸的”、鄂温克语ʤasuxuŋ“酸的”和鄂伦春语ʤisukun“酸的”。
[28]



第二，辅音*t在满语中发生腭化演变，其结果是词缀*-tu演变成-ci。阿尔泰语言学家兰司铁认为，现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部分词语的辅音c是由原始阿尔泰共同语辅音*t演变而来的。
[29]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辅音t和c的对应现象极为常见，满语和女真语的同源词中普遍存在辅音t和c的相互对应关系。如，满语cirku“枕头”——女真语tireku“枕头”；满语cifahan“泥”——女真语tifa“泥”；满语coko“鸡”——女真语tixo“鸡”；满语tucimbi“出”——女真语tutimie“出”；满语tacibure-“学习”——女真语tatibure-“学习”。

第三，辅音*t在满语中失去送气特征，弱化演变的结果是使词缀*-tu演变成-de。虽然此类演变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比较少见，很难找到辅音t和d对应的词，但是在满语书面语和满语口语中辅音t和d的相互交替现象比较普遍。据清格尔泰先生的调查资料，在满语书面语和三家子满语口语中就存在为数不少的辅音t和d相互对应的词语。如，满语书面语untu“竖的”——三家子满语口语undo“竖的”；满语书面语butūn“罐”——三家子满语口语budun“罐”；满语书面语adaki“邻居”——三家子满语口语aitɤke“邻居”；满语书面语adanɡɡi“几时”——三家子满语口语atiŋŋe“几时”；满语书面语foyodombi“放屁”——三家子满语口语faitɤme“放屁”；满语书面语tantanmbi“打”——三家子满语口语tandɤme“打”。
[30]



纵观本节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知，满语方位词词缀-si与满语方向格词缀-ci语义相通，语音对应，具有同源关系，是由原始满—通古斯语中表达位置、方向的词缀*-tu演变而来的。

第四节　方位词缀-la/-le/-lo来源考证

与词缀-si相同，-la/-le/-lo亦是满语中常用的派生方位词词缀。满语中缀有-la/-le/-lo的方位词也较多，如，ama-la“在后”、tu-le“在外”、ca-la“在那儿”、ebe-le“在这儿”、do-lo“在里”、feji-le“在下”等。对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的接用条件、表达语义及使用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可以确定，它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位置格词缀-la/-le/-lo/-lɵ有同源关系，由原始阿尔泰共同语方向格词缀*-ru/*-rü演变而来。

一　-la/-le/-lo的接用特点及语法功能

满语词缀-la/-le/-lo缀加于表示方位语义的词干后面，派生具有位置格语义的方位词。如：


山alin

 的i

 
后
 
amala


 绕到mudalinafi

 打猎butašaki

 叫sembi

 也kai.



要绕到山后去打猎啊。（《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体beye

 裸niohušuleme

 其tere

 的i

 
里
 
dolo


 卧dedufi

 有bi.



仍裸卧其中。（《聊斋·贾儿》）


河bira

 的i

 
那边
 
cala


 立ilifi

 发愣enerefi

 做什么ainambi.



站在河那边发愣做什么？（《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后
 
amala


 兄aɡe

 的i

 言ɡisun

 有bi

 叫sere

 时jakade，

 才teni

 急ebuhu

 忙sabuhū

 去了ɡenehe.



后来因为有兄的话，才急急忙忙去了。（《一百条》）

通过例句我们可以发现，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满语中词缀-la、-le、-lo互为变体，根据元音和谐律缀加于由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构成的词干后面，即-la、-lo缀加于由阳性元音构成的词干后面（其中-la缀加于由展唇元音构成的词干后面，-lo缀加于由圆唇元音构成的词干后面），-le缀加于由阴性元音构成的词干后面。

第二，满语中缀有-la/-le/-lo词缀的方位词可单独使用或在静词之后与其一起构成方位词组，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或人和事物所处的场所。

第三，与其他方位词相比，以-la/-le/-lo结尾的方位词或方位词组后面不能缀加位置格词缀-de。

第四，这些方位词或方位词组在句子中常作状语。

二　与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比较

从语法功能上讲，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为构词词缀，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在其他满—通古斯语言中词缀-la/-le/-lo不仅有构词功能，还有构形功能。

1. 构词词缀-la/-le/-lo

除了满语以外，在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等其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存在构词词缀-laa/-lǝǝ/-loo、-la/-le/-lo。在这些语言中词缀-laa/-lǝǝ/-loo、-la/-le/-lo附加于表示方位语义的词干后面派生出方位词。如：

鄂伦春语：

uj-lǝǝ 上面

ǝrɡi-lǝǝ 下面

diidǝ-lǝǝ 上面、里面

amaj-la 后面

鄂温克语：

dii-lǝ 上面

ǝɡɡi-lǝ 下面

ami-la 后面

ǝǝɡi-lǝ 这里、这面

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的方位词词缀-laa/-lǝǝ/-loo、-la/-le/-lo和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尽管相互之间存在一些语音差别，但其表达的语义和语法功能基本一样。如，鄂伦春语中以-laa/-lǝǝ/-loo结尾的方位词表达人或事物所处的场所，在句子中常作状语且其后不能缀加格词缀。
[31]

 同样，鄂伦春语中由-la/-le/-lo结尾的方位词一般表示离主体较远的方位，在句子中作状语时其后面很少缀加格词缀。
[32]

 此外，女真语中也有派生方位词的词缀-lu、-lǝ，如ama-lu“后”、furi-lǝ“西”等。
[33]

 显而易见，词缀-la/-le/-lo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派生方位词的词缀。

2. 格词缀-la/-le/-lo

进一步考察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后就会发现，这些语言除了词缀-du/-dʉ以外，还用-la/-le/-lo/-dula/-dʉlǝ等词缀表达位置格语义。
[34]

 如：

鄂伦春语：


我的mini

 小niʧʉkʉn

 弟nǝkʉnbi

 
祖母里
 
tajtai-la


 玩ǝwiʤirǝn.



我的小弟弟在祖母家里玩呢。



山里
 
ʉrǝ-dʉlǝ


 虎taska

 有biʧin

 据说aaʃiŋ.



据说山里有老虎。

鄂温克语：



河里
 
mʉʉ-lɵ


 一ǝmʉŋ

 群baraŋ

 马moriŋ

 有biʃiŋ.



河里有一大群马。


我的mini

 车tǝɡɡǝǝŋ

 
哥里
 
axiŋ-dula


 没有aaʃiŋ.



我的车不在哥哥家。

赫哲语：


渔民imahxaʧi

 直tontokon

 
由门
 
duka-lǝ


 走niŋǝm

 进来ǝmxǝni.



渔民从大门照直走了进来。


孩子xitǝwi

 
河里
 
bira-dulǝ


 在birǝn.



我的孩子在河里。

据朝克先生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位置格词缀-la/-le/-lo/-lɵ和-dula/-dʉlǝ有以下特点。

第一，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的位置格词缀-la/-le/-lo/-lɵ、-dula/-dʉlǝ等按元音和谐律缀加于不同词的后面，赫哲语位置格词缀则不讲究元音和谐律。

第二，这些词缀虽然都表达位置格语义，但也有细微差别。如，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词缀-dula/-dʉlǝ属于强调语气的位置格形式，所表达的往往是“什么东西就在什么位置或地方，而不在其他位置或地方”，而词缀-la/-le/-lo/-lɵ则属于一般性的位置格形式。同样，赫哲语位置格词缀-dulǝ和-lǝ也有这种微小的语义区别。

第三，-dula/-dʉlǝ为复合词缀，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位置格词缀-du/-dʉ和-la/-lǝ的复合形式，即-dula/-dʉlǝ∠-du/-dʉ+-la/-lǝ。

3. 构词词缀和格词缀

在满—通古斯语言中词缀-la/-le/-lo/-lɵ既能派生方位词，又能表示位置格。这是偶然的同音现象，还是相互同源的结果？我们通过对其语法特点的比较来确定其语源关系。

首先，这两组词缀语音相似，并有对应关系，-dula/-dʉlǝ是-du/-dʉ和-la/-lǝ的复合形式。

其次，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位置格表示行为、动作及人和事物存在的地点、场所、时间等，回答“在什么上”“在什么里”“在什么时间”等语义。
[35]

 与此相比，满语中以-la/-le/-lo结尾的方位词在句子中一般表示人或事物所处的场所、地点和事情发生的时间，可翻译成“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位置格词缀和满语方位词-la/-le/-lo所表达的语法语义完全相同。

再次，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带有位置格词缀的词常作状语，位置格词缀-da/-de/-du/-dʉ、-la/-le/-lo是状语的主要标记。满语中以-la/-le/-lo结尾的方位词在句子中也作状语，但后面不能缀加位置格词缀。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满—通古斯方位词词缀-la/-le/-lo和位置格词缀-la/-le/-lo/-lɵ具有同源关系。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曾有过共同的位置格词缀，其原始形式可构拟为：*-la/*-le/*-lo或*-laa/*-lee/*-loo。该词缀在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语言中已演变为位置格词缀-la/-le/-lo/-lɵ与方位词词缀-la/-le/-lo两种形式。但在满语中位置格词缀*-la/*-le/*-lo（或*-laa/*-lee/*-loo）已消失，只以方位词词缀-la/-le/-lo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是由满—通古斯位置格词缀*-la/*-le/*-lo（或*-laa/*-lee/*-loo）演变而来的。

三　-la/-le/-lo的来源

上面论述已证明，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是古代满—通古斯共同语格词缀*-la/*-le/*-lo（或*-laa/*-lee/*-loo）在满语中的演变形式。而进一步比较研究就可发现，古代满—通古斯共同语格词缀*-la/*-le/*-lo（或*-laa/*-lee/*-loo）是由原始阿尔泰语方向格词缀*-ru/*-rü演变而来的。

1. 方向格词缀*-ru/*-rü

原始阿尔泰语中曾有过方向格词缀*-ru/*-rü，表示方向或位置。不过该词缀在较多的情况下表示方向或方位，表示“向……”“朝……”等指方向的场合明显地多于表示“在……”等指位置的场合。
[36]

 词缀*-ru/*-rü在古代突厥语中广泛应用，除很少单独出现以外，多数情况下与与格词缀-ɡa/-ɡä/-ka/-kä一起构成复合词缀。如，鄂尔浑—叶尼塞碑铭：bä-rü“朝我这儿”、tabγac-γaru“往唐朝”、qïtan-γaru“往契丹”、yoq-qaru“往上面”。
[37]

 这种用法在现代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方位词中已经固定化：ičkiri“往里面”∠ič“里面”+-kä-rü，tašqiri“往外面”∠taš“外面”+-qi-ri，
[38]

 joγari“上面”∠jo“上”+-γari，ilɡeri“前面”∠il“前”+ɡärü，tisqari“外面”∠tis“外”+-qaru。
[39]

 此外，现代楚瓦什语中该词缀以方向格词缀-ru/-rï的形式存在。
[40]



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原始阿尔泰语方向格词缀*-ru/*-rü在土族语和东乡语中以位置格词缀-rɜ和-rï的形式存在。如：

土族语
[41]

 ：



山里
 
ula-rɜ


 走jau.



在山里走。


炕上pai-rɜ

 坐sau.



炕上坐。

东乡语
[42]

 ：


山ɢoŋni

 的hǝ

 
沟一带
 
mian-rǝ


 羊ɢoni

 放adulaidzi wo.



在山沟那边一带放羊。


我bi

 
工厂一带
 
ɡuŋtşaŋ-rǝ


 游览toriwo.



我往工厂那一带游览了。

现代蒙古语的喀尔喀方言及新巴尔虎、阿巴嘎、苏尼特、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土语中有方向格词缀-rɷ:/-ru:或-lɷ:/-lu:，
[43]

 在蒙古语书面语中原始阿尔泰语方向格词缀*-ru/*-rü已经消失，只见于naγa-ra“这边”、čaγa-ra“那边”、deɡe-re“上边”、doo-ra“下边”、jaγu-ra“之间”、ina-ru“往这边”、čina-ru“往那边”等方位词中。

显而易见，土族语、东乡语位置格词缀-rɜ、-rǝ和蒙古语方言土语中的方向格词缀-rɷ:/-ru:（或-lɷ:/-lu:）及蒙古书面语方位词词缀-ra/-re/-ru有同源关系。兰司铁认为，在朝鲜语中方向格的使用历来就广泛多样，在南部朝鲜语中其词尾是-ro，在北部朝鲜语当中则是-ru/-ri，而该词缀来源于古代阿尔泰语固有的*-ru/*-rü，与突厥语的-ru和蒙古语的-ru完全一样。
[44]



2. -la/-le/-lo与*-ru/*-rü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原始阿尔泰语词缀*-ru/*-rü具有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类似的演变，即*-ru/*-rü演变为位置格词缀-la/-le/-lo/-lɵ和方位词词缀-laa/-lǝǝ/-lo和-la/-le/-lo。据兰司铁的研究，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有原始阿尔泰语的词缀*-ru/*-rü，以-lla/-llä或-la/-lä的形式存在，并表示近处格的方向格的语义。如，满语：dele“上面”，dolo“下面”，alɡala“在手上”；果尔特语：palɡala“在手上”。
[45]

 兰司铁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就是由原始阿尔泰语方向格词缀*-ru/*-rü演变而来的，因为辅音r和l的对应是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常见的语音对应规律。满语、蒙古语方位词词缀-la/-le/-lo和-ra/-re/-ru之间的对应可以证明这一语音演变规律。如表2-3所示：

表2-3　满语辅音r与蒙古语辅音l之间的对应



	满语
	语义
	蒙古语
	语义



	de-le
	上
	deɡe-re
	上



	do-lo
	里
	do-to-ra
	里



	ama-la
	北
	uma-ra
	北



	ca-la
	那边
	čaγa-ra
	那边




纵观本节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阿尔泰语方位词词缀*-ru/*-rü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有不同的演变形式，满语方位词词缀-la/-le/-lo是*-ru/*-rü在满语中的演变形式。

第五节　方位词的语法化

满语方位词不仅在构词和来源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在词性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满语中部分方位词在句子中除了以单独形式出现外，还附加于其他词后面与其一起充当句子成分。因此，以往的满语研究论著认为，满语方位词既有实词的特点，又有虚词特点，将其视为特殊的词类。

一　满语方位词的实词特点

第一，满语方位词与实词一样，可以单独充当句子成分。如：



后
 
amala


 哥的aɡei

 话ɡisun

 有bi

 叫sere

 时jakade，

 才teni

 急ebuhu

 忙sabuhū

 去ɡenehe.



后来因为有兄的话，才急急忙忙去了。（《一百条》）



北
 
amarɡi


 山alin

 的i

 愚mentuhun

 公ɡunɡ

 山alin

 的i

 对ishun

 住tehe.



北山的愚公，对山而住。（《愚公移山》）


不久ɡoidahakū，

 日šun

 落dosifi，

 水muke

 的i

 纹on

 弯mudalikan

 远处ɡoro

 里de，

 滔deserepi

 滔deserepi

 
前
 
julerɡi


 
后
 
amarɡi


 不清ilɡaburakū.



莫几，日落，水程迢递，漫漫不辨南北。（《择翻聊斋志异》）



上
 
derɡi


 
下
 
fejerɡi


 互ishunde

 遮dalibuhabi.



上下相蒙。（《介子推不言录》）

在以上的例句中方位词amala“后来”、amarɡi“北”、julerɡi amarɡi“前后”和derɡi fejerɡi“上下”以独立的形式分别充当状语、定语、宾语和主语。

第二，满语方位词和方位词组在句子中除了以词干形式以外，还以属格、位置格、从—比格、宾格等不同的变格形式与其他词相组合。

属格形式：asha i duka“翼门”，bakcin i boo“对面的屋”，dalba i boo“耳房”；

位置格形式：asha de ilimbi“站在旁边”，alin i ninɡɡu de omo bi“山上有湖”，abka na i siden de niyalma umesi wesihun“天地之间人为贵”；

从—比格形式：dorɡi deri oktombi“内应”，dorɡi deri sirentumbi“暗通”，fa i tulerɡi ci tuwambi“从窗外看”；

宾格形式：dulimba be lashalambi“折中”，hashū erɡi i isanjire duka“厥左门”，amarɡi be toktobuha“平定北疆”。

总体上看，满语方位词和方位词组的变格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满语方位词虽有属格、位置格、从—比格和宾格的演变形式，但从—比格的演变形式不太常见。

其二，以-la/-le/-lo和-si结尾的方位词作状语时，其后面不能缀加格词缀，因为词缀-la/-le/-lo和-si具有位置格和方向格的功能。

二　满语方位词的虚词特点

在有些结构格式中，方位词语义根据句子的语义而虚化，逐渐演变为后置词。满语方位词虚化为后置词以后，表达空间语义、时间语义和抽象的关系语义。

1. 表示空间语义


山alin

 谷holo

 的i

 
之间
 
sidende
 ，

 水muke

 涌jolhome

 出的tucirenɡɡe

 有bi，

 泉šeri

 叫sembi.



山谷之间，有水涌出者，谓之泉。（《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此tere

 从ci

 
东
 
derɡi


 城hecen

 的i

 开kai

 封funɡ

 府fu

 汴biyan

 梁liyanɡ

 城hecen

 的i

 里dorɡi

 宣siowan

 武u

 军jiyūn

 里de ……



从此以东开封府汴梁宣武军里……（《满文水浒传》）

2. 表示时间语义


又jai

 七nadan

 星usiha

 把be

 夜dobori

 中dulin

 的i

 前onɡɡolo

 虽udu

 高den

 处bade

 登tafafi

 看tuwaha

 叫seme

 亦imu

 看不见saburakū，

 夜dobori

 中dulin

 的i

 
后
 
amala


 才teni

 出来tucinjimbi.



又半夜前虽登高看北斗，亦看不见，半夜后方限。（《使交纪事》）


诸ɡeren

 兵cooha

 把be

 启程jurambuha

 
后
 
amala
 ，

 我的mini

 一emu

 心ɡūnin

 时erin

 刻ke

 （叫的seme

 ）皆yooni

 兵coohai

 阵faidan

 的i

 方bade

 有bi.



诸军启程后，朕心时刻阵前。（《雍正朝·上谕八旗》）

3. 表示抽象的关系语义


应劭inɡ joo

 的i

 
下属
 
fejerɡi


 军cooha

 的i

 人niyalma

 逃burulame

 出tucibufi

 曹操coocoo

 对de

 告之alanaha.



应劭部下，军士逃出，报曹操。（《三国演义》）


副将fujiyanɡ

 以ci

 
下
 
fosihūn
 ，

 备御beiɡuwan

 以ci

 
上
 
wesihun


 你的sini

 制ɡamara

 把be

 看tuwambi.



副将以下，备御以上，听尔节制。（《满文老档》）

上面的例句中，方位词附加于其他词之后构成方位词组，与其一起充当句子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方位词已发生语法化，演变为后置词。方位词前面的静词有以下三种形式：词干形式jurambuha amala“启程之后”；属格形式ɡala i dalba“手边”；从—比格形式ere ci amasi“从此以后”等。

三　讨论

通过上面的描写分析我们得知以下两点。

第一，满语方位词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中有语义虚化的趋势，即有语法化现象。因为词语的语法化是渐变的过程，所以语法化的结果导致了词义的多样化和语法功能的分化。由于词义的多样化和语法功能的分化，人们对这些词进行词类划分时，往往对语法化造成的不同语义和语法功能产生不同的认识。满语方位词单独使用有格语法范畴的变化，并且能独立作句子成分，此时具有实词特点。在“名词（代词）+格词缀+方位词+表达空间语义的词缀”结构中满语方位词已有语法化演变，形成固定的语法结构模式，且不再独立作句子成分，此时具有虚词特点。

第二，在满语中时间语义的发展与空间语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满语中表达方向和位置的方位词可以引申出时间的抽象关系语义。这说明，在满族的时空观念及关系观念形成过程中，是以时间观念在空间观念之后，关系观念在时空观念之后的顺序进行的。即抽象的时间概念的形成，是通过具体的空间概念引申的，更抽象的关系概念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通过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引申的。
[46]

 这一点也符合人类思维的发展顺序：先有具体概念，后有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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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语法化与动词词缀来源考证

“语法化是指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的过程或现象。语法化过程中语言意义实在的词汇项或结构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达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在现代语言学中，研究这种语法化现象的理论被称为‘语法化学说’或者‘语法化理论’。”
[1]

 满语中，动词语法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动词虚化为助词、词缀，甚至演变为零形式。本章从动词语法化的角度，探析满语动词词缀的来源。

第一节　动词bi的语法化及现在—将来时词缀

满语动词bi“有”“在”的语法化程度较高，除了以独立形式在句子中作谓语之外，还以助动词及词缀形式表达动词的“时”等语法语义。满语现在—将来时词缀-mbi是副动词词缀-me和助动词bi的缩合形式。

一　动词bi的语法化

满语动词bi表示空间中某个物体的存在，语义上相当于汉语动词“在”“有”。如：


祖先mafari

 坟eifu

 仍然kemuni

 清化cinɡ hūwa

 在de

 
有
 
bi
 .



祖坟仍在清化。（《使交纪事》）


疫ɡeri

 于de

 生病nimehe

 人niyalma

 在de

 都ɡemu

 极ten

 的i

 微小ser sere

 生物banjire jaka

 
有
 
bi
 .



病疫之人，皆有至微之生物。（《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早erde

 牛ihan

 的i

 肉yali

 有bihe，

 都ɡemu

 卖uncame

 完wajiha，

 仅damu

 狗indahūn

 的i

 肉yali

 
有
 
bi
 .



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只有狗肉。（《满文水浒传》）


老sakda

 孙sun

 的i

 身beye

 虽udu

 水šui

 帘liyan

 洞dunɡ

 于de

 回bedereme

 来jicibe，

 心mujilen

 仍kemuni

 经ɡinɡ

 取ɡamara

 和尚hūwašan

 与i

 同emɡi

 
在
 
bi
 （kai）.



老孙身回水帘洞，心随取经僧。（《满文西游记》）

上面句子中动词bi以独立形式作谓语，表示物体的存在。除此之外，动词bi放在词缀为-me的动词后面，表达动词的“时”语法范畴。如：


我bi

 以前neneme

 汉nikan

 书bithe

 把be

 读hūlaha

 了bihe，

 现在te

 又ɡeli

 满洲manju

 书bithe

 把be

 
（正在）读着
 
hūlame
 bi
 .



我先读汉书来着，现在又读满洲书呢。（《清语易言》）


徐sioi

 彪biyaoo

 看tuwaci，

 一emu

 年轻asihan

 人niyalma

 海mederi

 边dalin

 在de

 瞭望harɡašame

 
（正在）看着
 
karame
 bi
 .



徐彪见一少年人，临流瞻望。（《满文聊斋》）


三ilan

 头ujunɡɡa

 鬼hutu

 园yafan

 的i

 里dolo

 水果tubihe

 
（正在）吃着
 
jeme
 bi
 .



三头鬼正在园子里吃水果。（《满文尸语故事》）


潘pan

 金jin

 莲liyan

 镜buleku

 里de

 对bakcilafi

 头发funiyehe

 
（正在）梳着
 
šošome
 bi
 .



金莲正在妆台前整掠香云。（《满文金瓶梅》）

以上例句中动词bi发生语法化，不是表达物体的存在，而是表达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在hūlame bi“正在读着”、karame bi“正在看着”、jeme bi“正在吃着”和šošome bi“正在梳着”的组合中，bi是帮助谓语核心动词hūlame“读”、karame“看”、jeme“吃”和šošome“梳”的语法化成分，与其搭配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着”，即表达动词的“现在进行时”（现在时）的语法语义，使其成为助动词。

季永海先生认为，助动词bi除了与词缀为-me的动词搭配以外，还与词缀为-fi、-hai/-hei/-hoi的动词搭配，表达动词的“现在时”。
[2]

 如：


李子foyoro

 的i

 园yafan

 的i

 旁边dalbade，

 小ajiɡe

 孩jui

 
（已经）坐着
 
tefi
 bi
 .



李园之旁，有童子居焉。（《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此ere

 二人juwenofi

 一emu

 天inenɡɡi

 旷šehun

 野biɡan

 里de

 走yabure

 时de

 看tuwaci

 路juɡūn

 的i

 边dalbade

 一emu

 金aisin

 元宝šoɡe

 
（已经）扔着
 
maktafi
 bi
 .



这二人有一天走在旷野上，看见路旁扔着一个金元宝。（《一百条》）


早已aifini

 （
 
一直
 
tulbime


 ）
 
筹谋着
 
bodohoi bi.




久有筹画。（《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现ne

 人niyalma

 把be

 用baitalara

 政dasan

 以be

 使行的yabuburenɡɡe，

 仍kemuni

 先nenehe

 同adali

 敬ɡiinɡɡulere

 谨olhošoro

 心mujilen

 
（一直）存
 
tebuhei
 bi
 .



今日用人行政，仍是从前敬慎之心。（《上谕八旗》）

以上例句中动词bi亦发生语法化，在tefi bi“已经坐着”、maktafi bi“已经扔着”、bodohoi bi“一直筹划着”和tebuhei bi“一直心存着”中助动词bi分别与谓语核心动词tefi“坐了”、maktafi“扔了”、bodohoi“谋划着”和tebuhei“心存着”搭配，表达动作行为的持续进行，也表达动词的“现在时”的语法语义。

上述例句表明，动词bi发生语法化之后，从实义动词演变为助动词，表达“空间”存在的语义转化为“时间”延续的语义，在句子中与词缀为-me、-fi、-hai/-hei/-hoi的动词搭配，表达动词的“时”语法语义。

二　词缀-mbi的来源

在以上三种“时”形式中，-me bi发生进一步变化，演变为现在—将来时词缀-mbi。如：


我bi

 赵joo

 老师sefu

 的i

 学校tacikū

 里de

 书bithe

 
读
 
hūlambi
 .



我在赵师傅的学校里读书。（《清文启蒙》）


诚unenɡɡi

 职tušan

 把be

 能（的话）mutebuci，

 我bi

 必urunakū

 重ujen

 赏kesi

 
慈
 
isibumbi
 .



诚能称职，朕必重赏。（《高宗实录》）


此ere

 奇ferɡuwecuke

 神enduri

 似ɡese

 女孩sarɡan jui

 把be

 娶ɡaifi

 此地ubade

 生活banjiki

 这么seme

 
想
 
ɡūnimbi
 .



就娶此貌似天仙的姑娘在此地过日子吧。（《满文尸语故事》）


把这erei

 我的musei

 国ɡurun

 于de

 售uncame，

 五sunja

 分ubui

 利aisi

 把be

 
得到
 
bahambi
 .



以售于我国，获利倍蓰。（《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me bi缩合为-mbi之后，使动词bi进一步语法化，从而使“空间范畴”的语义完全转化为“时间范畴”。满语中bi与其他词缀组合构成复合词缀的现象比较常见，如，肯定过去时词缀-kabi/-kebi/-kobi/-habi/-hebi/-hobi，曾经过去时词缀-bihe、-bihebi，过去进行时词缀-mbihe、-mbihebi等。-me bi词缀缩合成-mbi过程中，元音e脱落。

据《现代满语八百句》，在现代满语口语中词缀-mbi有-m∠-mie∠-mbi的演变
[3]

 。如：


把你ɕimpə

 看见savəmə

 
喜悦
 
urkunɕimie
 .



见到您很高兴。（《现代满语八百句》）


下午janɕisʁɷm

 我们mətsɿ

 家pɔtə

 人niamʌ

 
来
 
ʨimie
 .



下午我们家来客人。（《现代满语八百句》）


我pi

 晚上jamʨi

 十tʂuan

 点erin

 时tə

 
睡觉
 
amʁam
 .



我晚上十点睡觉。（《现代满语八百句》）

此外，现代锡伯语口语中词缀-mbi亦演变为-m。如《锡伯语简志》
[4]

 ：


我minj

 弟du

 墙kətʂənb

 抹tɕivam.



我弟弟在抹墙。（《锡伯语简志》）


银花inχual

 鞋savəj

 底fatən

 
纳
 
uɕim
 .



银花纳鞋底。（《锡伯语简志》）


这ər

 人nan

 非常ɡəltʂwkw

 胆小œljχo，

 成om

 行odʐoqu

 事baitədəri

 
怕
 
ɡələm
 .



这个人非常胆小，无论什么事情都害怕。（《锡伯语简志》）

满语和锡伯语口语中词缀-mbi的-m∠-mbi演变，与辅音同化和元音弱化演变有关，即b被在其前面的辅音同化演变为m之后，辅音丛mm进一步演变为辅音m的同时，元音i弱化而脱落，其演变过程构拟为：-m∠-mie∠*-mmi（或-mmie）∠-mbi。

三　动词bi的语法化特点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满语动词bi“在、有”的语法化过程及特点。

从动词bi的语法功能上看，其语法化模式可概括为：

脱落∠词缀∠助动词∠实义动词

语法化往往引起语言结构层次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取消分解”，而且该变化在语法化过程中最为常见。动词bi在语法化过程中不仅其语音发生变化，而且满语的有些结构层次也发生了变化。通过bi“有、在”的语法化过程-m∠-mbi∠-me bi∠bi可以看出，实义动词bi演变成助动词以后，与前面的动词开始缩合，最后脱落。

从动词bi的语义特点上看，其语法化模式可概括为：

脱落∠动词时∠空间存在语义

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因此，语言中表达空间的词是最基本的，是派生其他词的基础。派生是通过隐喻或引申从空间认知领域转移到其他认知领域的，如时间域、目的域等等。
[5]

 满语动词bi“有、在”的语法化过程证明，满语中表达空间语义和时间语义的成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时间语义是由空间语义演变而来的。

西方语言学家曾提出过语法化单向循环性原则，认为一个成分虚化到极限后就跟实词融合在一起，自身变成零形式。
[6]

 满语动词bi的语法化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原则，实义动词bi放在副动词后发生语法化，而在词缀为-me的动词后面时其语法化程度达到极限，进而演变为现在—将来时词缀之后在口语中脱落。

第二节　动词akū的语法化及动词否定词缀

满语动词akū“无”“没有”的词性及其语义特点，在相关论著中表述不尽一致，或谓之动词，或谓之名词，或谓之副词。虽然akū“无”“没有”的语义及来源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7]

 但是相关问题的解释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本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满语动词akū“无”“没有”的语法化问题进行探讨，以便解释满语动词否定词缀的来源。

一　动词akū的语法化

满语动词akū的基本语义为“无”“没有”，在句子中以独立形式作谓语。如：


使者elcin

 来jime

 时jakade

 海mederi

 向de

 去ɡenehe

 了bihe，

 因此tuttu

 久ɡoidame

 住tebuhe，

 别ɡūwa

 并umai

 
无
 
akū
 .



使者刚来之际，曾出海，因此使长久居住了，并没有别的。（《满文老档》）


以前seibeni

 盗hūlha.

 贼holo

 
无
 
akū
 .



曩无盗贼。（《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动词akū“无”作实义动词，以独立形式作谓语时，其主语一般是指人或事物的普通名词。此外，动词akū“无”作助动词时，与前面的抽象名词、形容词或形容动词一起作谓语。如：


兵cooha

 的i

 人urse

 的i

 生存banjire

 于de

 
利
 
tusa


 
无
 
akū
 .



颇有碍于兵丁生计。（《雍正元年五月八日旨》）


利aisi

 益tusa

 成的ojoronɡɡe

 
穷
 
mohon


 
无
 
akū
 .



利赖无穷。（《圣谕广训》）


此ere

 弓beri

 把be

 何ainu

 桦皮alan

 
罩
 
buriha


 
无
 
akū
 .



这弓为什么不罩桦皮了？（《清语老乞大》）

在词组tusa akū“无利”、mohon akū“无穷”和buriha akū“无罩”中akū是谓语核心词tusa“利”、mohon“穷”和buriha“罩”的补助成分，与其一起充当谓语。其中-ra/-re/ro akū、-ha/-he/-ho akū形式进一步语法化而演变成词缀-rakū/-rekū、-hakū/-hekū。如：


酒arki

 肴anju

 不吃jeterakū，

 金aisin

 银menɡɡun

 
不拿
 
ɡaijarakū
 .



不吃酒肴，不贪金银。（《满洲实录》）


章京janɡɡin

 兵cooha

 把be

 派遣tucibure

 时de

 副都统meiren i janɡɡin

 马西泰masitai

 马匹morin

 跟役kutule

 甚少hibcan

 这么seme

 
不让出
 
tucibuhekū
 .



当派遣章京、士兵时，副都统马西泰以马匹、跟役少，未派我去。（《随军纪行》）

正如上节所述，满语中助动词与动词词缀组合构成复合词缀的现象比较常见。-ra/-re/ro akū、-ha/-he/-ho akū缩合演变成词缀-rakū/-rekū/rokū、-hakū/-hekū/hokū的过程中，动词akū词首元音a脱落。

二　助动词akū的修饰功能

满语动词akū“无”语法化之后，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除了作谓语以外，还修饰名词和动词，作其他句子成分。

第一，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能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如：


若aikabade

 
知
 
ulhicun


 
无
 
akū


 兵coohai

 人urse

 吃jetere

 于de

 足tesure

 把be

 不计bodorakū ……



倘有无知兵丁不计足食……（《谕行旗务奏议》）



肖
 
dursuki


 
无
 
akū


 人urse

 利aisi

 为jalin

 于de

 乱balai

 土boihon

 把be

 掘feteme ……



不肖之徒唯利是图，掘土……（《雍正三年十月十七日旨》）

上面例句中ulhicun akū“无知”、dursuki akū“不肖”修饰cooha“兵”、urse“人”，表达其性质特点，akū功能等同于派生形容词的词缀。此外，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在句子中通过格词缀与其后面的词语发生语法关系。如：



当
 
acanara


 
否
 
akū


 把be

 主ejen

 明ɡenɡɡiyan

 用i

 裁决lashalarao.



当否之处，圣上洞鉴裁决。（《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奏折》）

第二，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能修饰动词，作状语。如：


现ne

 
日
 
inenɡɡi


 
夜
 
dobori


 
无
 
akū


 四duin

 方dere

 围kame

 战afambi.



现在不论昼夜都在四面围攻。（《满洲实录》）


衣宛萨委其iwan sa wi ci

 甚是alimbaharakū

 钦敬kunduleme，

 
数
 
ton


 
无
 
akū


 宴sarileme ……



衣宛萨委其甚是钦敬，不时备宴……（《异域录》）



久
 
ɡoidaha


 
无
 
akū


 大ambakan

 成oho

 后manɡɡi，

 母eme

 说hendume ……



不久，长大之后其母说……（《满洲实录》）

从词汇语义和语法功能上看，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不充当谓语句子成分时，动词akū的语法化程度比充当谓语句子成分时要高，其功能相当于派生形容词的词缀。

三　akū与akūmbi

学界对动词akū“无”的形态变化及akūmbi“变没有”的来源问题观点不一。
[8]

 其实akūmbi“变没有”是akū“无”之后缀加词缀-mbi的形式，这与动词akū“无”的词性特点有关。因为动词akū“无”除了动词以外，还有形容词的特点。

首先，动词akū具有akū+-nɡɡe→akūnɡɡe“没有的”的演变。词干之后附加词缀-nɡɡe，派生“……的”结构是满语形容词主要特点之一，而在满语中此类词语较多。如，eberi“弱”——eberinɡɡe“弱的”；amuran“喜欢”——amuranɡɡe“喜欢的”；niyere“虚弱”——niyerenɡɡe“虚弱的”；erdemu“德”——erdemunɡɡe“有德的”。

其次，满语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而动词akū“无”也能直接修饰名词。如：


大amba

 极ten

 叫seci，

 即uthai

 
无
 
akū


 
极
 
ten


 也kai.



太极，无极也。（《易经》）


谗acuhiyan

 诈koimali

 把be

 使回bederebume，

 
无
 
akū


 
穷
 
yadahūn


 对de

 给bume

 养ujime ……



歼灭奸诈，供养穷人……（《满洲实录》）

再次，满语形容词词干后可直接附加词缀-mbi构成动词。如，jalu“满”——jalumbi“满”；bolɡo“干净”——bolɡombi“弄干净”；neheliyen“薄”——neheliyembi“弄薄”；ice“新”——icelembi“染”。
[9]

 以此类推，akūmbi“变没有”是akū“无”之后缀加词缀-mbi构成的。

在复句中，动词akū“无”以akūci“若不”“若无”的形式连接前后分句。akūci是动词akūmbi“变没有”的条件副动词形式，在复句中经常连接分句。如：


想必ainci

 假solo

 未得bahakū

 是aise，

 
不然
 
akūci


 何ainu

 没来jihekū.



想是没得空儿，不然怎么没有来。（《清文接字》）


要走yoki seci，

 就uthai

 走yokini，

 
不然
 
akūci


 稍baji

 迟oho

 之后manɡɡi

 就uthai

 迟sitaha.



要走，就走罢，不然稍迟会儿就晚了。（《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纵观上面的分析可得知以下三点：

第一，满语中动词akū“无”有语法化现象，其语法化轨迹为词缀∠助动词∠实义动词。

第二，动词akū“无”语法化之后，词组/形容词/形容动词+akū形式不充当谓语句子成分时，akū的语法化程度比充当谓语句子成分时要高。

第三，动词akū“无”具有形容词特点，其后面可附加词缀-mbi而派生出新词akūmbi“变没有”。连词akūci“若不”“若无”是akūmbi“变没有”的条件副动词形式。

第三节　动词jimbi和ɡenembi的语法化及动词体词缀

满语动词jimbi“来”和ɡenembi“去”与其他副动词相结合构成趋补结构时发生语法化演变。从语法功能上看，其语法化模式为动词体∠趋向语义；从语义特点上看，其语法化模式为词缀∠助动词∠实义动词。满语方向体词缀-nji和-na/-ne/-no为动词jimbi“来”和ɡenembi“去”语法化演变的结果。

一　动词jimbi和ɡenembi的语法化

满语动词jimbi和ɡenembi，表示人或事物的移动趋近说话人和远离说话人，语义相当于汉语的“来”和“去”。如：


此ere

 信bithe

 到isiname，

 雄baturu

 兵cooha

 就uthai

 
来
 
jimbi
 .



此书一封，雄兵即来。（《满汉西厢记》）


通州tonɡjeo

 从deri

 天津tiyan jin

 的i

 地ba

 往de

 
去
 
ɡenembi
 .



从通州往天津。（《清文接字》）

以上句子中动词jimbi“来”和ɡenembi“去”以单独形式作谓语，表达人或事物的移动。此外，jimbi“来”和ɡenembi“去”与其他副动词形式相结合构成趋补结构，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如：


我等be

 八十jakūnju

 余funcere

 马morin

 带ɡaime

 齐齐哈尔ciciɡar

 城hoton

 于de

 
买
 
hūdašame


 
去
 
jihe
 .



我等携带八十余匹马来至齐齐哈尔城行商。（《康熙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叶赫yehe

 部ɡurun

 把be

 
征伐
 
dailame


 
去
 
ɡenere


 时de ……



征伐叶赫部时……（《满洲实录》）

在上面的句子中jihe“来了”和ɡenere“去”配合谓语核心词hūdašame“买”和dailame“征伐”，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向，即在此句中趋向补语jihe和ɡenere表达趋向语义。有些情况下，趋向动词的语义进一步引申，失去趋向语义，表达动词“体”的语义。如：



思
 
ɡosihai


 
来
 
jihe


 把be

 据dahame

 恕ɡiljaci

 可以ojoroo.



既然平素疼爱，就宽恕了行不行？（《清语问答四十条》）

此例句中的ji-“来”已失去表达人或事物在空间中实际移位的语义，而是表达动作行为时间上的持续，即与副动词词缀-hai一起表达动词持续体的语义。

以上形式中，-me jimbi和-me ɡenembi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而演变成词缀-nji和-na/-ne/-no，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向。如：


又jai

 七nadan

 星usiha

 把be

 夜dobori

 间dulin

 的i

 前onɡɡolo

 几udu

 高den

 处ba

 于de

 登tafafi

 看tuwaha

 叫做seme

 看不见saburakū，

 夜dobori

 间dulin

 的i

 后amala

 才teni

 
出来
 
tucinjimbi
 .



又半夜前虽登高峰望北斗，亦看不见。半夜后方现。（《使交纪事》）


俄罗斯oros

 的i

 使者elcin

 来ishun

 年aniya

 的i

 二juwe

 月biya

 里de

 才teni

 库伦kuren

 于de

 
到
 
isinambi
 .



俄罗斯使者于来年二月抵达库伦。（《嘉庆朝·满文月折档》）

-nji-∠-me ji-的演变，与元音脱落和辅音异化演变有关，即-nji-∠*-mji-∠-me ji-；而-na/-ne/-no∠-me ɡene-的演变则与音节的连续脱落有关，即-ne-∠*-me ne∠-me ɡene-，之后依元音和谐律产生其变体-na/-no。

满语词缀-nji和-na/-ne/-no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向。如，tacimbi“学习”——tacinambi“去学习”；simnembi“考试”——simnenembi“去考试”；oktombi“迎接”——oktonombi“去迎接”；tuwambi“看”——tuwanjimbi“来看”。
[10]

 在以上例句和例词中，词缀-nji和-na/-ne/-no不仅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向，而且还表达动作行为的出现或延续，即-nji和-na/-ne/-no是表达动词体语法范畴的词缀。

二　jimbi和ɡenembi语法化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满语动词ji-“来”和ɡene-“去”语法化过程有以下特点：从语法功能看，其语法化模式为：动词体∠趋向语义；从语义特点上看，其语法化模式为：词缀∠助动词∠实义动词。

首先，语法化是连续渐变的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连续渐变的，并且语音线性结构中的每一个变化都与语义区别相对应。随着ji-“来”、ɡene-“去”的“动词体∠趋向语义”演变，其语音形式也发生了“词缀∠词”的简化。在语法化过程中，词语语音演变不是在语音层面孤立发生的，而是与语义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满语动词ji-“来”和ɡene-“去”从“动词体∠趋向语义”的转化既是渐进连续过程，又是分离性演变。动词ji-“来”和ɡene-“去”的语法化过程中，动词体和趋向语义之间的共同点，即其表达的方向语义是“动词体∠趋向语义”的基础。

再次，满语动词ji-“来”和ɡene-“去”的语法化与其句法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趋补结构中，ji-“来”和ɡene-“去”是谓语核心词的附加部分。在这种情况下ji-“来”和ɡene-“去”的语义容易虚化，其语音也容易发生变化。因为在副动词+ji-/ɡene-结构中-me+ji-/ɡene-出现的频率较高，所以ji-“来”和ɡene-“去”附加于-me形式后面时，其语法化程度也较高，通过与-me形式的缩合而演变为方向体词缀-nji和-na/-ne/-no。

“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索绪尔开始严格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实际上许多共时现象离开历时因素就解释不清。在语法化研究中，我们把研究的重心从历时转向共时，就可以解释共时平面上过去很难解释的现象。”
[11]

 因此，满语语法化研究无论是对满语的历时研究，还是共时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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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研究

满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相同成分。这些相同、相关的成分，有些是来自亲缘关系的，有些是来自类型学关系的，有些是来自语言接触的，因为阿尔泰语系语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分化的同时，还与邻近的语言相互接触，借用所需的语言成分，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由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
[1]

 因此，探讨满语和蒙古语的历史接触与互相借用，有必要与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接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第一节　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接触

对满族及其语言的历史渊源，学者常与古代肃慎族系联系研究。肃慎族系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肃慎、战国以后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五代时期的女真，居住地域大致相同。史学家一贯认为这些部族之间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2]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满语是女真语的发展和延续。不过这些部族遗留下来的语言材料极少，现在只可根据其在不同时期的居住及活动区域、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致性和传承性来推测，这些部族的语言应该具有密切的历史传承性。

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族在历史上属于东胡族系，东胡族系包括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和蒙古等部族。从历史研究及文献记载来看，从东胡、鲜卑到室韦、蒙古，其语言有一脉相传的历史传承性。当然，东胡族系早期诸部族的语言与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古今之别，其历史演变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分合过程。同时，也不能忽略毗邻部族语言对其语言的影响。

古代东胡族系和肃慎族系的语言情况，由于文献史料缺乏，难以弄清其真实面目。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语言肯定有密切关系并且互有影响，尤其是后来的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接触与语言影响，可通过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研究看出一些轮廓。

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接触源远流长。“早在金代蒙古部落首领包括成吉思汗及其父祖就从金朝获得官号，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了女真人的影响。元代，蒙古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女真人在政治文化上屈从于蒙古。”
[3]

 明朝时，蒙古人和女真人保持着文化交流关系，当时很多女真人懂蒙古文，“到十六世纪末年，建州女真人的文书往来必用蒙古文字”。
[4]

 在现存的明四夷馆《高昌馆课》中，就保留了许多当时女真人用蒙古文写的奏文。
[5]

 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古女真语的材料——《女真馆杂字》中与蒙古语相似或相对应的词占全部词汇的30%左右。通过研究发现一些共有词是由语言相互借贷而造成的。
[6]

 后来“努尔哈赤起兵，辅佐他的文人——巴克什都是海西人或蒙古人”。
[7]

 “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仿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有了自己的文字，此后设牛录，建八旗，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设五大臣、十扎尔固齐，开始自成体系。但是仍未摆脱蒙古文化的影响，五大臣及扎尔固齐官名都保留着旧称。”
[8]

 “天命四年（1619），虽然创制满文已有二十年之久，后金国内仍是‘只知蒙书，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如果向朝鲜致书，亦‘先以蒙字起草’，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时至崇德二年（1637），大清国已经诞生了，仍是‘大小文字皆以蒙古书翻译，进览于皇帝前’。”
[9]

 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清统治者创制满文，但是蒙古文仍为其统治地区内通行的文字，而新创制的满文尚处于试用、改进和推广阶段。

后金兴起之时，蒙古各部正处于分裂状态。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战死，其子额哲降服，于是漠南蒙古诸部纷纷归附了后金。其中，科尔沁等部落与满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政治上的互相利用和贵族阶层的联姻关系，还涉及深层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以上所说的民族交往及民族杂居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语言的接触及互相影响。满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为其互相接触、借用提供了天然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影响除了民族接触以外，还受到语言自身特点的制约，其幅度、方式因语言特点而不同。“一般来讲，特点相似的语言或相互之间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互相吸取对方的成分有其天然的方便。”
[10]

 当然，满语和蒙古语的类型特点，也给后来的借词、同源词鉴别带来了很多不便。

对于满族和蒙古族的历史接触及其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历来的阿尔泰学家也作过研究。如，本书“绪论”所述，著名阿尔泰学家鲍培在其专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谈到过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之间相互借用的情况。他指出满语中有大量的蒙古语借词，“全部满语词汇中，出自蒙古语的词不下20%~30%。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最初接触之时，蒙古人比满洲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后者还借用了蒙古文以记载他们的语言。而满语对蒙古语的影响很小，所给予蒙古语的是少数有关行政用语，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进入蒙古语的一些头衔。”
[11]

 鲍培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满语词汇中20%~30%来自蒙古语的说法似乎估计过高。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满语和蒙古语共有词中很多部分还是有同源关系的。因此，在满蒙书面语的比较研究中运用一些科学的方法鉴别其相互借用成分，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节　鉴别蒙古语借词的方法

借词与同源词的鉴别，是语言历史比较的首要环节。历史语言学认为，“收集、鉴别材料，剔除那些于历史比较无用的偶然的同音现象和借用现象”是亲属语言历史比较的第一步骤。
[12]

 这也是当今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

迄今为止，学者对阿尔泰语系语言起源问题，意见仍然很不统一。不论是“亲缘论”者，还是“类型论”者，都不反对“阿尔泰共同体”的存在，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早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就已相当发达，彼此之间有过历史接触。但是，对阿尔泰语系语言共同成分的解释却很不相同，其焦点是这些共同成分中，除了互相借用的成分以外，是否有原始同源成分。一些学者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一些共同成分，不一定都起源于原始阿尔泰语，有可能是由于不同方式接触的结果。因此，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成分中，就不能排除相互借用的可能。态度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不排除所有共同成分都包含借用或互相影响而造成一致的可能性。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阿尔泰语拥有一大批共同词。其中有很多是从一种阿尔泰语言借入另一种阿尔泰语言的，但很多词是出自一个共同的起源。一种阿尔泰语言中的取自另一种阿尔泰语言借词的存在，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但是，阿尔泰语所有的共同词并不全是借词。在大部分情况下，借词和同源词是彼此有区别的，标准是语音对应”。
[13]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源词与借词的区分，直接关系到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问题；而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问题上，首先需要解释关系词语语音对应的性质。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学者开始认识到，在阿尔泰语言史中，成套的借词同样能形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因此，单凭语音对应关系还很难说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是否存在更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关于鉴别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匈牙利学者罗纳-塔斯
[14]

 和中国学者高·照日格图
[15]

 等人作过有意义的尝试。但以往的满语和蒙古语词汇比较研究以研究关系词的语音对应为主，未说明关系词语音对应的实质，也就是说学者所发现的语音对应词的一部分，很可能不是同源词。在这种情况下，满语和蒙古语词汇比较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已有的口语和书面语材料，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准确区分同源词和借词，或证明比最古老的借用现象更早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对应是否残留在现代语言当中，即想方设法排除借用造成的语音对应。在本课题研究中，笔者主要依托以下几种方法对满语和蒙古语的同源词与借词进行探讨，以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1. 结构分析

对满语和蒙古语这样的粘着性语言来讲，辨别其借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词成分的来源分析，即首先把词分解为词干和词缀，然后通过相关语言的构词成分来确定该词是否为借词。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分析比较某个词的词根和词缀的来源。如果一个词在满语和蒙古语里有着系统的对应形式，但在满语里没有该词的构词成分，而其词根或词缀却在蒙古语里存在，这种词就是满语从蒙古语中借入的。

2. 语音分析

众所周知，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是以形态比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讲，无论是形态比较还是词汇比较都离不开语音比较。亲属语言的形态比较归根到底是形态成分的语音比较，因此，语音比较是满语和蒙古语比较研究的基础。

满语和蒙古语的词汇比较研究中，除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对应关系分析以外，还通过词语的语音特点来分辨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如，通过满语和蒙古语音节的语音特点可以确定，满语中以n、nɡ以外的辅音结尾的词语大部分是借用蒙古语的。

3. 语义分析

词语的借用是语言产生同义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同义的语义特点分析亦能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如果一个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都存在，且其语音形式非常相似，在满语里表达一种具体的或专门化的语义，而在蒙古语中表达的语义更广泛，那么这个词很可能是从蒙古语借入满语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满语中有两个词同时表达同一个事物，其中之一存在于蒙古语中，那么满语中的词是借自蒙古语的。

此外，词语在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中的使用情况与文献记载分析亦对鉴别满语中蒙古语借词作用很大。本章尽可能选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语料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因为与语言中固有词相比较，借词在语言中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都比较弱，所以我们在满语中的借词研究中也着重考察词语在满语中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

上面提出的几种方法，是笔者在本课题的比较研究中将要运用的主要方法。运用上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满语和蒙古语词汇，从而鉴别其同源成分和借用成分。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从而更准确客观地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第三节　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满语中有很多蒙古语借词，这是当今阿尔泰学界公认的事实。但以往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研究以罗列两种语言的对应词为主，缺乏具体分析。如，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16]

 一文共收入392词，然而全文仅仅举例对照满语和蒙古语的对应词，对其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没作任何分析和解释。对阿尔泰语系语言内部的借用研究来说，从语言事实出发，对每一个对应成分进行深入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　构词分析与蒙古语借词

运用构词分析法，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有以下两种情况。

1. 词根来源分析

通过满语和蒙古语对应词构词成分的分析及其在语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可以识别满语中蒙古语借词。如果满语和蒙古语共有词的词根在满语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不存在或不被使用，而它却存在于蒙古语或蒙古语族语言中，那么满语中的词就借自蒙古语。

满语中有ɡajarci一词，语义为“向导、打前站的人”，由此派生的词还有ɡajarcilambi“打前站、打头、引路”等。通过满语和蒙古语中对应词的构词比较可得知，满语ɡajarci“向导、打前站的人”一词借自蒙古语γaǰarči“向导、引路人、带路人”。

首先，蒙古语γaǰarči“向导、引路人、带路人”一词是由γaǰar“地、地方”之后缀加派生名词的词缀-či构成的。词根γaǰar“地、地方”为蒙古语固有词，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有：蒙古语标准语ɡaʤir“地、地方”，蒙古语卫拉特方言ɢazar“地、地方”，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ɡazar“地、地方”，达斡尔语ɡaʤir“地、地方”，东部裕固语ɢaʤar“地、地方”，土族语ɡaʥir“地、地方”，保安语ɢaʨir“地、地方”，东乡语ɢadza“地、地方”。
[17]

 与此相比，满语中“地、地方”为na，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赫哲语na“地、地方”，锡伯语na“地、地方”，鄂温克语na“地、地方”，鄂伦春语na“地、地方”。
[18]



其次，蒙古语派生名词的词缀-či对应于满语派生名词的词缀-si/-ci，并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如，蒙古语：aduγu“马，马群”——aduγuči“牧马人”，mal“牲畜”——malči“放牧人”，anγ“野兽”——anγči“猎人”，em“药”——emči“医生”；满语：namun“库”——namusi“库丁”，asu“网”——asuci“网户”，adun“牧群”——aduci“牧马人”，usin“田地”——usisi“农夫”。

以上两点说明，虽然满语中存在构词词缀-ci，但是却不存在ɡajar形式，即ɡajarci“向导、打前站的人”一词在满语中不能作构词成分的分析。

此外，在蒙古语中名词γaǰar“地、地方”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如，γaǰarlaqu“（牲畜因依恋旧地而）逃回原处”、γaǰarsiqu“（牲畜）习惯于环境”、γaǰardaqu“搁浅”、γaǰarčilaqu“向导”，γaǰar tariya“土地”、γaǰar nutuγ“故乡”、γaǰar oso“水土”、γaǰar qaγalburilaqu“犁地”。满语中ɡajarci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较弱，只派生出ɡajarcilambi“打前站、打头、引路”一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蒙古语γaǰarči“向导、引路人、带路人”由γaǰar“地、地方”接派生名词的词缀-či构成。其中词根γaǰar“地、地方”是蒙古语族语言共有词，并在蒙古语中有较强的构词能力，词缀-či是蒙古语由名词派生名词的词缀。与此相比，虽然满语中存在由名词派生名词的词缀-ci，但是满语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没有ɡajar一词，因此可以确定，满语ɡajarci“向导、打前站的人”借自蒙古语的γaγarči“向导、引路人、带路人”。

2. 词缀来源分析

据上文的论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是以形态成分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是此项研究的典范。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形态是一种语言最稳固的成分，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亲属语言比较研究一贯重视形态成分的语音对应。历史语言学家梅耶认为：“一种形态繁杂的语言里，包含着很多特殊的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
[19]

 但从满语和蒙古语的形态比较来讲，其相互影响较深，不能排除借用形态成分的可能性。如，满语的eɡuletu“有像彩云花斑的骏马”一词和由名词派生名词的词缀-tu分别借自蒙古语的eɡületü“有云的、有菜花斑斓的”和-tu/-tü。

蒙古语eɡületü“有云的、有菜花斑斓的”一词是由eɡüle“云”加派生形容词词缀-tu/-tü构成的。在蒙古语方言土语和蒙古语族语言中与eɡüle“云”同源的词有：蒙古书面语eɡüle“云”，蒙古语标准语u:l“云”，中世纪蒙古语e'üle“云”，达斡尔语əulən“云”，东部裕固语əulən“云”，东乡语olian“云”，保安语ulaŋ“云”，土族语uloŋ“云”。
[20]

 且eɡüle“云”一词在蒙古语中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如，eɡüles“云”（复数）、eɡülesikü“起云”、eɡületei“有云”、eɡületükü“被云遮蔽”、eɡülerkeü“有云的”、eɡülerkeɡ“多云”、eɡüle salki“风云”、eɡüle boroγan“风雨”、qara eɡüle“乌云”、eɡüle neɡükü“云移动”。与此相比，在满语中虽然有派生名词词缀-tu，却不存在eɡule一词，满语中把“云”叫作tuɡi，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满语tuɡi“云”，女真语秃·吉（tu-ŋɡi）“云”，锡伯语tuxsw“云”，鄂温克语toʃʃo“云”，鄂伦春语tokʃo“云”，赫哲语tuxsu“云”。
[21]

 而且在满语中eɡuletu一词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较弱，仅以eɡuletu alha的形式表达“有像彩云花瓣的骏马”。

满语派生名词的词缀-tu，有着与蒙古语词缀-tu/-tü相同的语法功能。

蒙古语词缀-tu/-tü缀加于名词之后，构成具有该性质的形容词。如，čuu“名声、传闻”——čuutu“有名声的”；ači“恩惠、恩情”——ačitu“有恩的、有恩情的”；buyan“福、福气、福分”——buyantu“有福的、有福分的”；küčü“力气、力量”——küčütü“有力气的、有力量的”。该词缀在中世纪蒙古语中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如《蒙古秘史》语：sain“好”——saintu“好的”；yeke“大”——yeketü“大的”；olan“多”——olantu“多的”。此外，在现代蒙古语中缀有词缀-tu/-tü的形容词被当作名词，尤其是人名、地名。如，albatu“纳贡者”，qariyatu“附属、隶属”，qutuγtu“呼图克图，活佛的一种称号”，erdemtü“有德的”（人名），moγaitu“有蛇的”（地名），čilaγutu“有石头的”（地名）。

在满语中，词缀-tu为派生名词的词缀，缀加于名词或形容词后面构成名词。如，alɡin“名望、名声、声誉”——alɡintu“有名望的人”；yali“肉”——yalitu“胖人”；beki“坚固、牢固”——bekitu“壮士人”；turha“瘦、瘦弱”——turhatu“瘦人、瘦子”；jurɡan“行、条、义、部”——jurɡantu“邹虞，传说中的异兽。不食活物，不践生草，像白虎，黑斑，尾长与身齐”；uran“韵声、余声、余韵”——urantu“蒲劳，性暴、其鸣如钟的一种动物”；sabi“祥、吉祥、吉兆”——sabitu“麟，雌性麒麟”；ehe“坏、劣、恶劣”——ehetu“獍，异兽名，形似虎豹而小，甫生即食其母”；ɡolmin“长、长久”——ɡolmitu“獌，形似夜猫，长八尺”；holo“获落，异兽名。大如狼，毛黑润，贪食，饱后如林，腹部夹在两树间帮助消化，稍后复出而食”——holotu“讹兽，传说中的异兽。像兔，人面，能言，好诱人”。

虽然满语和蒙古语词缀-tu/tü的构词功能非常相似，但是满语-tu词缀借自蒙古语的-tu/-tü。

首先，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除了满语书面语以外，现代满语口语、锡伯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和赫哲语等语言中均没有派生形容词词缀-tu。
[22]



其次，在满语中与蒙古语派生形容词词缀-tu/tü对应的词缀为-nɡɡa/-nɡɡe/-nɡɡo。如，满语：morin“马”——morinɡɡa“有马的”，erdemu“德”——erdemunɡɡe“有德的”，alɡin“名望”——alɡinɡɡa“有名望的”，jurɡan“义、礼节”——jurɡanɡɡa“有义的，有礼节的”；蒙古语：morin“马”——moritu“有马的”，erdem“知识”——erdemtü“有知识的”，aldar“名望”——aldartu“有名望的”，jirüm“义、礼节”——jirümtü“有义的、有礼节的”。

此外，满语中派生名词词缀-tu不太常见，主要出现于蒙古语借词或传说中的动植物名称当中，且在辞书中出现的频率高，很少出现于日常文书当中。因此，该词缀在清代文人编写满蒙合璧辞书的过程中借用蒙古语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满语固有形态成分中存在与蒙古语-tu/-tü功能相同的对应词缀-nɡɡa/-nɡɡe/-nɡɡo，所以-tu/-tü被借入之后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派生名词的词缀。

满语和蒙古语的关系密切，相互影响较深，在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蒙古语无论是词汇，还是形态均对满语产生过很深的影响，满语构词词缀-tu就借自蒙古语。

3. 构词分析与蒙古语借词

上面我们主要运用构词分析法，鉴别满语ɡajarci“向导、打前站的人”，eɡuletu“有彩云花斑的骏马”二词分别借自蒙古语的γaγarči“向导、引路人、带路人”和eɡületü“有云的、有菜花斑斓的”。使用该办法，可以识别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下面进行简要分析（表4-1）。


表4-1　构词分析与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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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构词分析法，只能识别满语中的派生词形式的蒙古语借词，而单纯词形式的蒙古语借词不能识别，因为在两种语言中无法作构词成分的分析。

二　语音分析与蒙古语借词

在识别满语中蒙古语借词时，语音特点分析也至关重要。下面先以满语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一词的词源分析为例，探讨语音分析在识别满语中蒙古语借词的作用。

1. 语音对应规律分析

满语中有jasak一词，语义为“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该词借自蒙古语的ǰ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一词。

历史比较法是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以探索语言演变规律的一种方法。对该方法而言，同源成分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因为能够用来进行历史比较的必须是同源成分。而确定同源成分的原则是，语义上相同或相近，语音上存在完整的有系统的对应关系。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认为，语音对应规律是识别同源词和借词的唯一标准。在满语和蒙古语词汇比较研究中，语音相似，但没有对应关系的词语，均视为相互的借词。

满语的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与蒙古语的ǰ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虽然语音相似，但是没有语音对应关系，前者借自后者；满语中与蒙古语ǰ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同源的词为dasan“政、政事、政治”。满语辅音t、d与蒙古语辅音č、ǰ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表4-2所示：

表4-2　满语辅音t、d与蒙古语辅音č、ǰ之间的对应



	满语
	语义
	蒙古语
	语义



	ɡakta
	单独、一个
	γaγča
	单独、一个



	bithe
	书
	bičiɡ
	书



	tanɡɡū
	百
	ǰaγu
	百



	tonɡɡa
	水库
	čököröm
	水库



	dere
	脸
	čirai
	脸



	hadala
	马嚼子
	qaǰaγar
	马嚼子




同样的语音对应现象也见于女真语和满语的同源词之间（见表4-3）。

表4-3　满语辅音c、j与女真辅音t、d之间的对应



	女真语
	语义
	满语
	语义



	的·昧（di-mei）
	来
	jimbi
	来



	的勒（dilɡan）
	声音
	jilɡan
	声音



	替·弹（tik-tan）
	伦理
	ciktan
	伦理



	替和（tixo）
	鸡
	coko
	鸡



	半的（bandi-）
	生
	banji-
	生



	的儿·哈·剌（dir-ɡa-ra）
	快活
	jirɡambi
	快活



	塔·替·卜鲁（ta-ti-buru）
	学习
	tacibure
	学习




在蒙古语中，*ti、*di在中世纪蒙古语时期已演变成či、ǰi，并且中世纪蒙古语中也存在ti、di与či、ǰi交替现象。
[23]

 如，中世纪蒙古语：eɡeɡeɡte“永久”——eɡeɡeɡče“永久”；sudasun“血管”——suǰiyasu“血管”；ǰadardai“人名”——ǰaǰirdai“人名”；bilduγur“小鸟”——bilǰiγur“小鸟”；edil“额济勒河”——eǰil“额济勒河”。此外，现代蒙古语方言土语中也有辅音t、d与tʃ、ʤ相互交替的现象。如，蒙古书面语qaǰaγar“马嚼子”——蒙古语科尔沁土语xada:r“马嚼子”；蒙古语书面语anǰisu“犁”——蒙古语科尔沁土语ɛndɤs“犁”。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有辅音t、d演变成tʃ、ʤ的现象。满语辅音t、d与蒙古语辅音č、ǰ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说明，满语dasan“政、政事、政治”和蒙古语ǰasaɡ“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的语音对应，语义相通，是同源词。

在语言词汇的历史比较中，语音对应和语音相似是不同的。借词的语音很相似，但不存在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而有语音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词却可能有语音对应关系，从而可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虽然满语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与蒙语ǰ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语音相似，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语音对应关系，前者借自后者。

2. 音节语音特点分析

在满语和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中，语音比较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语音对应，还在于对应词的语音特点分析。满语和蒙古语虽然同属一个语系，但是在语音、语法、形态等方面有较多的不同点。在满语和蒙古语词汇比较研究中，通过对应词的语音特点分析，亦能鉴别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

众所周知，满语固有词一般以元音或辅音n、nɡ结尾（部分拟声词或拟态词以其他辅音结尾），而蒙古语词以元音或辅音b、γ/ɡ、r、s、d、n、m、l、nγ/nɡ结尾。因此，满语中以n、nɡ之外的辅音结尾的词为借词，大多数是借自蒙古语。满语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一词以辅音k结尾的语音特点亦能说明该词借自蒙古语。

此外，满语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和蒙古语的ǰ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在各自语言中的构词能力及组合能力亦能证明满语jasak借自蒙古语。满语中jasak一词没有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与此相比，蒙古语ǰasaγ为蒙古语族语言所共有，且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如，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蒙古语ǰasaγ同源的有：布里亚特语zah-“治理”，保安语ʥasə-“治理”，土族语sdzas-“治理”，东部裕固语nsa-“治理”。
[24]

 在蒙古语中由ǰasak派生的词和词组有：ǰasaγlaqu“执政”，ǰasaγtu“有政权”，ǰasaγči“摄政”，ǰasaγ ǰaqiraγa“行政”，ǰasaγ törö“政权、朝代”，ǰasaγ un erke“政权”，ǰasaγ un ordon“政府”等。

以上三点分析证明，满语jasak“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一词借自蒙古语jasaγ“政、政体、政府、政权、扎萨克（清代官名）”。

3. 语音特点分析与蒙古语借词

运用语音特点的分析方法，可以鉴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见表4-4）。

表4-4　语音特点分析与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满语
	语义
	蒙古语
	语义



	anɡɡir
	黄鸭
	anγγir
	黄的、黄鸭



	otok
	鄂托克
	otoγ
	旧时蒙古地区由万户分解为互相联系的大阿寅勒，即鄂托克



	noor
	湖
	naγur
	湖



	sarluk
	牦牛
	sarloγ
	牦牛



	kuluk
	骏马
	kölöɡ
	骏马、良马



	jak
	灼木、查克木
	ǰaγ
	梭梭



	cahar
	察哈尔
	čaqar
	察哈尔



	hulun buir
	呼伦贝尔
	külün boir
	呼伦贝尔



	urat
	卫拉特
	oirad
	卫拉特，清代蒙古部落之一



	durbet
	杜尔伯特
	dörbed
	杜尔伯特，清代蒙古部落之一



	ūlet
	厄鲁特
	öɡeled
	厄鲁特，清代蒙古部落之一



	tanɡɡūt
	唐古特
	tanγγud
	唐古特，清代官方文书中称西藏地区及该地区的藏族



	turɡūt
	土尔扈特
	torγud
	土尔扈特，清代蒙古部落之一



	belek
	礼物
	beleɡ
	礼物



	tanɡɡis
	湖、海
	tanγγis
	湖



	cinɡnūr
	侦探
	činγnaγur
	侦探



	ɡibar（heire）
	华骝（枣红马）
	γibar kekere
	枣红马



	cik
	语句末尾的符号
	ciɡ
	语句末尾的符号



	suruk
	牧群、畜群
	sürüɡ
	牧群、畜群



	cab
	经膳
	čab
	经膳



	tot
	托忒（清楚的）
	todu
	清楚的（todu一词口语形式为tɔd）



	yanɡɡir niman
	石羊
	yanγγir imaγa
	石羊




根据满语语音特点，只可鉴别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因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满语借用蒙古语以辅音n、nγ/nɡ以外结尾的词语时，根据其自身语音特点在词尾添加元音或删除原有辅音。如，满语asari“楼、阁”——蒙古语asar“楼、阁”；满语tohoma“鞍屉”——蒙古语toqom“鞍屉”；满语kūru“奶豆腐”——蒙古语qurud“奶豆腐”；满语konɡɡoro“指淡黄的马的毛色”——蒙古语qonγγor“指淡黄的马的毛色”；满语cebdera“银鬃（马）”——蒙古语čibidar“银鬃（马）”；满语saiburu“小走”——蒙古语saibur“小走”；满语sarla“白色（马）”——蒙古语saral“白色（马）”；满语arɡūma“骏马”——蒙古语arγumaγ“骏马”。

三　语义分析与蒙古语借词

历史比较法是在同源词语音对应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而语音对应要求相互对应的词在语义上有某种关系。以往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只注重语音对应这一点，把语义分析视为一种附带条件。但是对于阿尔泰语系语言这样缺少历史文献材料的语言历史比较来讲，语音对应和语义相近的原则都很重要。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语义相近的原则，使它与语音对应相互作用，可成为区分借词方法的基础。

一般来讲，借词大多数是本语言词汇系统中缺少的词语，如表达新概念、新思想的新词或新术语。但有些民族之间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频繁的接触，某些概念在本语言里虽有词语表达，却又吸收相关成分，出现固有词语和借词并用的现象。而这两种词语在语义及语族语言分布上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为我们鉴别借词工作提供线索。如，从满语的toli“巫人用的神镜”的语义特点及语族语言的分布情况来看，该词借自蒙古语的toli“镜子”。

首先，满语中表达“镜子”的固有词为buleku，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锡伯语buluŋkw“镜子”，鄂温克语biləxu“镜子”，鄂伦春语biliku“镜子”，赫哲语bulku“镜子”。
[25]

 在蒙古语中表达“镜子”的固有词为toli，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东部裕固语to:lə“镜子”。
[26]



其次，toli一词在满语中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较弱，而在蒙古语中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如，蒙古语：tolitai“有镜子的”、tolidaqu“照镜”、toliγar“平的”、tolidaγulqu“使照”，tolin u qairčaγ“镜匣”、tolin u ɡer“镜袋”、toli bičiɡ“字典”。

再次，蒙古语toli表达所有的“镜子”，满语中toli为“巫人用的镜子”，与buleku“镜子”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在满语和蒙古语中toli一词的语音形式相同，但是满语中该词表达一种具体化和专门化的语义，而在蒙古语中表达更为广泛的语义。由此可以确定，满语toli“巫人用的镜子”一词借自蒙古语，在被借用过程中受到满语固有词bukeku“镜子”的影响，演变为专指“巫人用的镜子”。

运用语义分析法我们可以确定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见表4-5）。


表4-5　语义分析与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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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语义识别借词方法以同义词语义分析为基础，使用该方法识别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语言中同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较多，词语借用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使用该方法识别蒙古语借词时也要注意考察词语在语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组合能力及聚合能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语词语借入满语之后，派生出一些新词。如，蒙古语借词saksu“竹篓”和kukuk“骏马”二词在满语中按语音交替方法派生出新词seksu“油篓、酒篓”和kiluk“骐”。

在满语和蒙古语的词源问题上，阿尔泰语言学家均认为，满语中有较多的蒙古语借词，但是识别满语中蒙古语借词的论著仍不多见。客观准确地区分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将是今后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节　满语中蒙古语借词的特点

借词语音与语义都借自其他语言，借贷双方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尤其满语和蒙古语的系属关系和共同的结构类型，使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在语音、语义及结构方面均呈现出趋同蒙古语的现象。

一　语音特点

满语和蒙古语语音系统中相同或相近音值的语音较多，在多数情况下，满语用相同或相近音值的语音输出蒙古语。

1. 元音

蒙古语书面语有a[a
 ]、e[ǝ
 ]、i[i
 ]~[ɪ
 ]、o[ɔ
 ]、u[ɷ
 ]、ö[o
 ]、ü[u
 ]等单元音和ai[ai
 ]、ei[əi
 ]、oi[ɔi
 ]、ui[ɷi
 ]、üi[ui
 ]、au[aɷ
 ]、eü[əu
 ]、iu[iɷ
 ]、iü[iu
 ]、uwa[ɷa
 ]、uwai[ɷai
 ]等复合元音，
[27]

 满语书面语则有a[a
 ]、e[ǝ
 ]、i[i
 ]、o[ɔ
 ]、u[u
 ]、ū[ɷ
 ]等单元音和ai[ai
 ]、ei[əi
 ]、oi[ɔi
 ]、ui[ui
 ]、ao[aɔ
 ]、eo[əɔ
 ]、io[iɔ
 ]、oo[ɔɔ
 ]等复合元音。
[28]

 在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中，满语用以下元音输出蒙古语元音（见表4-6）。


表4-6　满语输出蒙古语元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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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满语输出蒙古语元音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元音a、e、i、o、ai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且其字母形式在满文和蒙古文中基本相同，满语用a[a
 ]、e[ǝ
 ]、i[i
 ]、o[ɔ
 ]、ai[ai
 ]输出蒙古语a[a
 ]、e[ǝ
 ]、i[i
 ]~[ɪ
 ]、o[ɔ
 ]、ai[ai
 ]。如，满语anda“宾客、友人”——蒙古语anda“朋友”；满语medeɡe“消息、信儿”——蒙古语medeɡe“消息、信儿”；满语injahan“黄羊羔”——蒙古语inǰaγan“黄羊羔”；满语oktola-“劓”——蒙古语oγtol“割”；满语ɡaihamsitu“神”——蒙古语γaiqamsiγtu“神奇的”。

第二，满语u[u
 ]的音值与蒙古语ü[u
 ]相同，字母形式与蒙古文u[ɷ
 ]相似，因此，满语用u[u
 ]输出蒙古语元音u[ɷ
 ]、ü[u
 ]；同样，满语ū[ɷ
 ]的音值与蒙古语u[ɷ
 ]相同，字母形式与蒙古文ö[o
 ]（词头形式）相似，因此，满语用ū[ɷ
 ]输出蒙古语元音ö[o
 ]、u[ɷ
 ]。如，满语ulaci“驰驿骑手”——蒙古语ulaγači“驰驿骑手”；满语urhulji“一味、只是”——蒙古语ürɡülǰi“一味、经常”；满语ūlji“寿”——蒙古语ölǰei“福寿”；满语kūlan“黑鬃黄色马”——蒙古语qulan“黑鬃黄色马”。满文和蒙古文的字母形式影响了满语输出蒙古语元音的选择。

第三，满语借入蒙古语时，根据词语本身的语音特点，词尾添加元音。如，满语asari“楼阁”——蒙古语asar“楼阁”；满语tohoma“鞍屉”——蒙古语toqum“鞍屉”；满语konɡɡoro“淡黄（专指马的毛色）”——蒙古语qonγγor“淡黄（专指马的毛色）”；满语oloso“全国”——蒙古语ulus“国家”。

第四，满语借用了蒙古语的口语形式。蒙古书面语的部分音丛“元音—辅音—元音”在蒙古语口语中演变为长元音，而满语没有长元音，用短元音输出蒙古语口语长元音。如，满语haratu“属下、所属的人、部下”——蒙古书面语qaryatu“属下、所属的人、部下”——蒙古语口语xara:t“属下、所属的人、部下”；满语corci“绰尔齐”——蒙古书面语čoγurči“绰尔齐”——蒙古语口语tʃɔ:rtʃ“绰尔齐”；满语sa-“挤奶”——蒙古书面语saγa-“挤奶”——蒙古语口语sa:-“挤奶”；满语taracin“农民”——蒙古书面语tariyačin“农民”——蒙古语口语tara:tʃin“农民”；满语ulan“红”——蒙古书面语ulaγan“红”——蒙古语口语ɷla:n“红”。

2. 辅音

蒙古语书面语有n[n
 ]、b[b
 ]、p[p
 ]、q[χ
 ]~k[x
 ]、γ[ɢ
 ]~ɡ[ɡ
 ]、m[m
 ]、l[l
 ]、s[s
 ]、š[ʃ
 ]、t[t
 ]、d[d
 ]、č[tʃ
 ]、ǰ[dʒ
 ]、y[j
 ]、r[r
 ]、nγ/nɡ[ŋ
 ]、w[w
 ]等基本辅音，其中q[χ
 ]和k[x
 ]、γ[ɢ
 ]和ɡ[ɡ
 ]互为变体，q[χ
 ]、γ[ɢ
 ]与阳性元音相拼，k[x
 ]、ɡ[ɡ
 ]与阴性元音相拼。
[29]

 满语有n[n
 ]、k[q
 ]~[k
 ]、ɡ[ɢ
 ]~[ɡ
 ]、h[χ
 ]~[x
 ]、b[b
 ]、p[p
 ]、s[s
 ]、š[ʂ
 ]、t[t
 ]、d[d
 ]、l[l
 ]、m[m
 ]、c[tʂ
 ]、j[dʐ
 ]、y[j
 ]、r[r
 ]、f[f
 ]、w[w
 ]、nɡ[ŋ
 ]等基本辅音，其中[q
 ]、[ɢ
 ]、[χ
 ]等辅音与阳性元音相拼，[k
 ]、[ɡ
 ]、[x
 ]等辅音与阴性相拼，因此，k、ɡ、h分别代表两个音位。
[30]

 表4-7描写分析了满语输出蒙古语辅音的情况。


表4-7　满语输出蒙古语辅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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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格不难看出，满语输出蒙古语辅音的特点如下。

第一，与元音输出相同，满语用相同或相似音值的辅音输出蒙古语辅音，即满语用n[n
 ]、b[b
 ]、s[s
 ]、š[ʂ
 ]、t[t
 ]、d[d
 ]、m[m
 ]、l[l
 ]、c[tʂ
 ]、j[dʐ
 ]、y[j
 ]、r[r
 ]、w[w
 ]、nɡ[ŋ
 ]输出蒙古语辅音n[n
 ]、b[b
 ]、s[s
 ]、š[ʃ
 ]、t[t
 ]、d[d
 ]、m[m
 ]、l[l
 ]、č[tʃ
 ]、ǰ[dʒ
 ]、y[j
 ]、r[r
 ]、w[w
 ]、nγ/nɡ[ŋ
 ]。如，满语noor“湖”——蒙古语naγur“湖”；满语batu“坚定的”——蒙古语batu“坚固、牢固”；满语sahaltai“黑脸人、黑脸”——蒙古语saqaltai“有胡须的”；满语alašan“阿拉善”——蒙古语alaša（n）“阿拉善”；满语toli“萨满用的神镜”——蒙古语toli“镜子”；满语daruɡa“长、首长、官员”——蒙古语daruγa“长、首长”；满语simten“味、滋味”——蒙古语simten“有滋养的”；满语oloso“全国”——蒙古语ulus“国家”；满语tobcila-“打结子”——蒙古语tobčila“打结子”；满语jasak“札萨克”——蒙古语ǰasaγ“札萨克、政”；满语uriyanɡhai“乌梁海”——蒙古语uriyanγqai“乌梁海”；满语turɡen“湍急”——蒙古语türɡen“快”；满语cinɡnur“侦探”——蒙古语činγnaγur“侦探”。

第二，满语用k[q
 ]~[k
 ]、h[χ
 ]~[x
 ]输出蒙古语辅音q[χ
 ]~k[x
 ]。如，满语kara“黑、黑色”——蒙古语qara“黑、黑色”；满语kuku“灰色”——蒙古语köke“青色”；满语haratu“属下、部下”——蒙古语qariyatu“属下、部下”；满语huhu“青色”——蒙古语köke“青色”。

在满语辅音系统中，辅音k和h虽然是独立音位，但是有些情况下不区分语义，演变为相互变体。如，满语过去时词缀-ha/-he/-ho有其变体-ka/-ke/-ko。满语输出蒙古语辅音q[χ
 ]~k[x
 ]，除了用与其相同音值的h[χ
 ]~[x
 ]之外，还用其变体k[q
 ]~[k
 ]。

第三，据上文的介绍，蒙古语音节末尾辅音n[n
 ]、m[m
 ]、l[l
 ]、nγ/nɡ[ŋ
 ]、b[b
 ]、γ[ɢ
 ]~ɡ[ɡ
 ]、r[r
 ]、s[s
 ]、d[d
 ]均能出现于词尾，而满语音节末尾辅音n[n
 ]、m[m
 ]、l[l
 ]、nɡ[ŋ
 ]、b[b
 ]、k[k
 ]、s[s
 ]、r[r
 ]、t[t
 ]中仅n[n
 ]、nɡ[ŋ
 ]（除拟声词、拟态词之外）二音能出现于固有词的词尾。满语中蒙古语借词除了辅音n[n
 ]、nɡ[ŋ
 ]之外，还以m[m
 ]、l[l
 ]、b[b
 ]、k[k
 ]、r[r
 ]、s[s
 ]、t[t
 ]辅音结尾，从而保留了蒙古语的特点。如，满语noor“湖”——蒙古语naγur“湖”；满语urat“卫拉特”——蒙古语oirad“卫拉特”；满语tanɡɡis“湖、海”——蒙古语tanγγis“湖、海”；满语sarluk“牦牛”——蒙古语sarloγ“牦牛”；满语kuluk“骏马”——蒙古语kölöɡ“骏马、良马”；满语belek“礼物”——蒙古语beleɡ“礼物”；满语cab“经膳”——蒙古语čab“经膳”。

第四，满语和蒙古语语音系统中相同之处较多，与下一章要分析的汉语借词相比，在蒙古语借词中，满语和蒙古语之间基本实现了一对一的语音输出和输入关系。

二　语义特点

在语言借用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地域风俗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语言词汇的语义演变。满族和蒙古族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使满语中的部分蒙古语借词发生了语义变化。满语中蒙古语借词有以下四个语义特点。

第一，满语借用蒙古语的基本语义。如，满语jalbira-“祷告”——蒙古语ǰalbira-“祷告”；满语suruk“牧群”——蒙古语sürüɡ“牧群”；满语belek“礼物”——蒙古语beleɡ“礼物”；满语terɡeci“车夫”——蒙古语terɡeči“车夫”；满语urɡan“套马杆”——蒙古语urγan“套马杆”；满语ɡobi“戈壁”——蒙古语γobi“戈壁”。此类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不仅语音相近、语义相同，而且使用范围和特点相差不大。

第二，满语借用蒙古语多义词的某一义项，从而使蒙古语多义词被借入满语之后演变为单义词。如，满语anɡɡir“黄鸭”——蒙古语anγγir“黄色的、黄鸭”；满语kuren“营盘”——蒙古语küriyen“院子、庭院、围墙、范围、边框、营盘、军营、（生物）门类”；满语dotori“内秀”——蒙古语dotora“内、里、内部、内心、内秀”；满语hūbilɡan“化身”——蒙古语“转世佛、化身、神明的”；满语ūlji“福寿”——蒙古语ölǰei“吉祥、吉利、幸福、福寿”。

第三，蒙古语的基本语义在满语借词中消失，产生新的引申语义。如，满语sahaltu“黑脸、黑脸人”——蒙古语saqaltu“有胡须的”；满语sultei“长尾黄羊”——蒙古语seɡültei“有尾巴的”；满语cindahan“天马”——蒙古语čindaγan“雪兔”；满语mandu-“长大、长成”——蒙古语mandu-“上升、升起，兴旺，兴盛”。

第四，蒙古语词语被借入满语之后其所指范围发生变化。如，满语urulda-“赛马”——蒙古语urulda-“比赛”；满语alkūn“牲畜的步子”——蒙古语alkum“步伐”；满语toli“萨满用的神镜”——蒙古语toli“镜子”；满语saksu“竹篓”——蒙古语saγsu“筐、篮”；满语kubuhen“衣物边上镶的边条”——蒙古语kübüɡen“边、沿”。

“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对其相互影响作用较大。一般说来，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越容易产生深刻影响。”
[31]

 满语和蒙古语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关系较近的语言，在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满语借用了较多的蒙古语词语。但是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多数为一般词汇词语。如，在斯瓦迪士100个核心词语中，满语只借用蒙古语ulaγan“红”、qara“黑”之类的颜色词，且其使用范围很窄，仅出现于ulan hada“赤峰”、kara cai“黑茶，没放牛奶的茶”等专用名词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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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满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满语在其演变过程中，曾受到周边不同民族语言的影响，其中汉语对满语的影响最为深刻，最为突出。无论是影响地区之广还是影响人群之多，汉语对清代满语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任何历史时期，也超过了任何民族语言。因此，在满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清代满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汉语借词对清代满语的语音及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满族和汉族的历史接触

满族是16世纪末17世纪前半叶，以女真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明朝初年，原来散居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许多女真人开始南迁，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四年（1619）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其辖区包括了抚顺以东至鸭绿江边，开原以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东北至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区域，天命十年（1625）定都沈阳，辽沈地区归属女真人统治。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战场上众多俘虏及归属民众编入自己队伍里。
[1]

 明代女真人的南徙及关内流民的大批北移，造成民族之间的杂居，为其语言文字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尤其是女真的统一及八旗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汉人与女真人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促使女真语（满语）借用了更多的汉语词语。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曾一度借用明朝的官爵名，一些地名也借用汉语。“天命五年（1620）庚申，三月，己卯朔，上（指努尔哈赤）论诸臣功，序列武爵，分总宾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额真俱称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其爵名几乎全部照搬明朝。此外，这一时期的满语还出现了新的行政区划单位、生产技术与军事方面的汉语借词。
[2]

 如，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的汉语借词，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有miyoocan“鸟枪”、poo“炮”、ɡiyoo can“校场”、canɡ poo“长炮”、pu“堡”；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有ɡunɡju“公主”、lanɡ junɡ“郎中”、yamun“衙门”、binɡ bu“兵部”、hu bu“户部”；有关日常生活方面的有lomi“老米”、maise“麦子”、cai“菜”、mentu“馒头”、ɡiyanɡ“姜”等。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大清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语言文字。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了满文。“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尔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尔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3]



额尔德尼创制的满文，今人称之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以“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以致“人名、地名必致错误”等不完善之处，令达海“酌加圈点以分析之”。达海改进的满文，今人称之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满文的创制和改进，对加强清廷的统治和满汉民族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从东北进入北京之后，满族开始多层次、全范围地接触汉语和汉族文化。为了巩固清统治者对汉族的统治，满族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清王朝并没有强制推行满语文，而是提倡满族学习汉语文，开办国子监、八旗官学、宗室、觉罗学，对八旗子弟推行汉语文教育。与此同时，清统治者为加强驻防、执行任务，向全国各地派遣了大量的满族，使满族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满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汉语对满语的影响，使满语中的汉语借词越来越多。我们翻开《崇德年间档》等官方满文文献，处处可以看到汉语借词。
[4]



皇太极总结了历代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教训，制定措施，竭力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避免融合。他告诫群臣说：“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逐衰，……诸王贝勒务转相互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5]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下谕：“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未有长久者也。蒙古诸贝子，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到国运衰弱。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夫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朕虽未成大业，亦不听命他国，凡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易以满语……，嗣后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不遵我国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绝不轻恕。”
[6]



其实，清朝统治者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始终存在矛盾心理，有时提倡学习汉语文，有时限制学习汉语文，专习满语文。“入关后清廷虽然剃发、易服、圈地等方面实施了严厉的措施，但在语言文字方面并没有强行推广满语文，而是提倡满汉相互学习，还分别以满汉文开科取士。”
[7]

 这种宽松的语言文字政策，为满族和汉族的相互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加快了满语文的衰落。

从清乾隆朝开始满语文呈衰落趋势，为了维持“国语骑射”政策的实行，清政府采取排斥满语中汉语借词的措施。如，增订《御制清文鉴》刊行《御制增订清文鉴》时，也增加了“新定国语五千余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排斥汉语借词。不仅如此，早在皇太极时就已将满语中的一些蒙古语借词排除在外。如“凡效人所为，原称刀喇尼，此乃蒙古的话，今照本国或称呼、或书写、或言语称阿尔忽达尼”。可见，皇太极为排除满语中的借词，尤其是汉语借词，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仍在增加。
[8]



清统治者保护满语文的措施未能达到目的，嘉庆、道光以后，满语文的衰落趋势更加严重，汉语借词的数量更多。清朝末年，除了边远地区尚有少数人使用满语文以外，中国绝大数的满族已经习惯于使用汉语文。

第二节　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分布

在清代满语词汇研究中，“清文鉴”系列辞书是重要的基本资料之一。“清文鉴”系清代官方编修的大型语义分类满文辞书的统称。继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纂《御制清文鉴》之后，清政府以其为蓝本，陆续编修系列“清文鉴”辞书，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御制满洲、蒙古字合刻清文鉴》、乾隆八年（1743）的《御制满蒙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间（1791~1794）的《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等。
[9]

 这些辞书从满文单体到满蒙合璧、满汉合璧、满蒙汉合璧、满蒙汉藏合璧、满蒙藏维汉合璧，文字类型逐渐增多，收录词条也不断发生变化。

“清文鉴”系列辞书是百科性满文辞书，在编纂、分类、选词、释义等方面均带有浓厚的历史痕迹，尤其是收录词条及其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满语词汇的全貌及其演变情况，为我们今天满语中汉语借词的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下面我们对《御制清文鉴》
[10]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11]

 和《御制五体清文鉴》
[12]

 中的汉语借词按其语义进行分类统计分析，揭示清代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分布及演变情况（见表5-1）。
[13]




表5-1　清代满文辞书中的汉语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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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外，《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收录的28星宿名称ɡimda“角”、k'amduri“亢”、dilbihe“氐”、falmahūn“房”、sindubi“心”、weisha“尾”、ɡirha“箕”、demtu“斗”、nioha“牛”、nirehe“女”、hinɡɡeri“虚”、weibin“危”、silɡiyan“室”、bikida“壁”、kuinihe“奎”、ludahūn“娄”、welhume“胃”、moko“昴”、binɡha“毕”、semnio“觜”、šebnio“参”、jinɡsitun“井”、ɡuini“鬼”、lirha“柳”、simori“星”、jabkū“张”、imhe“翼”、jeten“轸”的语音与汉语存在相同点，但其借用方式比较复杂。

③ a为阳，e为阴。

④ sanbidun为麒，sabintu为麟。

通过上面的表格分析可以看出，清代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以名词为主，也有少量的动词、形容词和量词，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汉语借词的分布情况基本相同，其中大部分形容词和动词是在名词借词之后缀加满语构词词缀派生而成的。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数”语法范畴比较发达，虽然满语借用了一些汉语量词，但是除了辞书以外，满文档案、满译汉籍及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量词。“普遍的语言调查发现，‘数’范畴和量词是互补的，凡是有‘数’的语言一般不需要量词，凡是有量词的语言一般不需要‘数’。无论是‘数’还是量词，都是为了区分概念上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一种语法手段。”
[14]



随着满族和汉族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满语中的汉语借词逐渐增多，清代满文辞书中出现的汉语借词也日益增多。但是，在清政府推行“国语”政策的影响下，清代满文辞书在不断删除或翻译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同时，也在进一步规范汉语借词，使其语音形式更趋向于满语。表5-2能反映出清代满语中汉语借词的演变情况。


表5-2　清代满文辞书中的汉语借词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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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格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清统治者为了保护“国语”，规范和删除了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但是沿用已有借词和继续借用汉语词语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此外，在原有的借词之后缀加满语词缀或用另一种形式再借用汉语词语的现象也较为常见（详细情况见本章第三节借词结构特点分析部分）。

在《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翻译规范汉语借词时，有些词语翻译未遵循满语结构特点和满族语言思维，使当时满语水平较强而汉语水平较弱者难以理解。乾隆四十四年（1779）一件上谕载：“从前德通所翻清文，阿岱阅之，往往不能尽晓。夫阿岱素精国语，无不备知。其所以不晓通之译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语，乃由德通拘泥汉字文义，牵缀为文，于国语神理全未体会，是歧清语与清文而二之，无怪其相背也。”
[15]

 在此“拘泥汉字文义，牵缀为文”，即指文中大量使用了直译汉语的词语，与满语特点和满族语言思维不符，令母语为满语者费解。

第三节　满语中汉语借词的特点

清代是满语文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期不仅满文的书写规则日益完善，而且满语在与其他民族的语言，尤其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被借入满语的汉语词语在语音、结构及语义上均有自己的特点。

一　语音特点

满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不同类型的语言，其音系和构词差异较大。汉语词语借入满语的过程中发生了系列的语音调整，出现了比较复杂的语音对应现象。

1. 元音

据《汉语语音史》研究，明清汉语共有十五个韵部：中东、江阳、支思、衣期、居鱼、姑苏、坏来、灰堆、人辰、言前、遥迢、梭波、麻沙、乜邪、由求，
[16]

 如表5-3所示：


表5-3　清代汉语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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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汉语元音系统与现代汉语基本相同，单元音有a、ɔ、ə、i、u、y、e、ɿ、ʅ，其中ə和e互为变体，ə出现于韵部əu、əi、əŋ、ən当中，e则出现于其他韵母当中；i和ɿ、ʅ互为变体，ɿ出现于声母dz、ts、s之后，ʅ出现于声母dʐ、tʂ、ʂ之后，i出现于其他声母之后。复合元音有au、əu、ai、iə（iə
 ）、ie、uə（uə
 ）、ue、ia（ia）、ua、uɔ、yə
 、iai、ian、uai、uəi、iau、iəu。
[17]

 满语借用汉语词语时，输出汉语元音情况如表5-4所示。


表5-4　满语输出清代汉语元音情况

[image: 162-01]


[image: 163-01]


[image: 164-01]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清代满语汉语借词语音有以下特点。

第一，清代满语用音值相同或相近的语音，输出汉语借词元音。如，满语an hūi“安徽”——汉语“安徽”[an xuəi
 ]；满语ben“本事”——汉语“本”[bən
 ]；满语di“帝”——汉语“帝”[di
 ]；满语yuwei ho“越河”——汉语“越河”[jye xɔ
 ]；满语du bu“督捕”——汉语“督捕”[du pu
 ]。

此外，满语元音系统中没有与汉语y音值相近的元音，满文ioi拼写汉语借词元音y，在满语中读作[y
 ]。如，满语ɡioiši“居士”——汉语“居士”[ɡy ʂʅ
 ]；满语ɡioizy“桔子”——汉语“桔子”[ɡy dzɿ
 ]。《清文启蒙》中有17个“满洲外单字”，用来拼写满语中的借词。“满洲外单字”一部分为复合元音ioi和辅音与其相拼的9个音节词ioi、nioi、lioi、cioi、jioi、sioi、kioi、ɡioi、hioi，分别拼写汉语借词“玉、女、律、曲、居、虚、曲、居、虚”，依次读作yi、nyi、lyi、ʥyi、ʨyi、ɕyi、kyi、ɡyi、xyi。
[18]



第二，满语输出语音与汉语输入语音之间出现复杂的语音对应现象。满语a输出汉语元音a、ai、ia、ua和u。如，满语an hūi“安徽”——汉语“安徽”[an xuəi
 ]；满语ba hiyan“白鹇”——汉语“白鹇”[bai sian
 ]；满语mujan“木匠”——汉语“木匠”[mu kiaŋ
 ]；满语janɡturi“桩头”——汉语“桩头”[dʐuaŋ təu
 ]；满语daifan“大夫”——汉语“大夫”[dai fu
 ]。汉语ə音被借入满语之后输出为e、i、o、u音。如，满语ben“本事”——汉语“本”[bən
 ]；满语jinɡ“正在”——汉语“正”[dʐəŋ
 ]；满语fon“时候”——汉语“分”[fən
 ]；满语funɡ tiyan“奉天”——汉语“奉天”[fəŋ tian
 ]。

第三，满文用“元音—辅音（w或y）—元音”形式拼写汉语复合元音，在口语中辅音w、y脱落。如，满语ɡiyai“街”——汉语“街”[ɡiai
 ]；满语hiyoošun“孝顺”——汉语“孝顺”[xiau ʂuə
 n
 ]；满语siowan jonɡ“宣宗”——汉语“宣宗”[syan dzuə
 ŋ
 ]；满语funɡ hūwanɡ“凤凰”——汉语“凤凰”[fuə
 ŋ xuaŋ
 ]；满语hūwaise“槐子”——汉语“槐子”[xuai dzɿ
 ]；满语yuanšuwai“元帅”——汉语“元帅”[jyan ʂuai
 ]。

达海改进满文时，规定“两字连写切成”的音节，与《清文启蒙》中的“切韵清字”相似。“切韵清字”实际上是音节连读，可以理解为复合元音。《清文启蒙》共收录178个音节，解释为“清字俱可协切。第恐徒多无益，此独选清话中必用之字，并十二字头内无其音者，用满洲语音汉字，协而旁注，一遍学习。如做汉话单用，仍当各随汉音，四声等韵，转呼可也。凡单字做汉话者，俱同此例。”满文音节连读规则有以下三条：其一，以u、ū结尾的音节后接音节wa、we时，辅音w脱落，前后音节要连读；其二，以i结尾的音节后接音节ya、ye、yo、yu时，辅音y脱落，前后音节要连读；其三，以二合元音io结尾的音节后接音节wa、we时，辅音w脱落，前后音节要连读。

第四，满语和蒙古语的汉语借词中，满语和蒙古语输出汉语借词语音有雷同现象，汉语中ao音在满语中输出oo，蒙古语中输出uu。如，满语tai boo“太保”——蒙古语taibuu“太保”——汉语“太保”[tai bau
 ]；满语joo“诏”——蒙古语ǰuu“诏”——汉语“诏”[dʐau
 ]；满语poo“炮”——蒙古语puu“炮”——汉语“炮”[pau
 ]；满语boobai“宝贝”——蒙古语buubai“宝贝”——汉语“宝贝”[bau bəi
 ]。由于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和相同类型，满语和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语音也趋于一致。

2. 辅音

清代前期汉语共有20个声母，后期共有23个声母（增加ʥ、ʨ、ɕ三母），如表5-5所示。
[19]




表5-5　清代汉语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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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语中除了声母辅音b、p、d、t、ɡ、k、m、n、l、ɽ、dz、ts、s、dʐ、tʂ、ʂ、ʥ、ʨ、ɕ、x、f、v、w、j之外，还有韵母辅音ŋ，共有24个辅音。在借词中满语输出汉语辅音情况如表5-6所示。


表5-6　满语输出清代汉语辅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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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面的表格可发现，满语中汉语借词语音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清代满语用音值相同或相近的辅音输出汉语辅音。如，满语bandan“板凳”——汉语“板凳”[ban dəŋ
 ]；满语dudu“都督”——汉语“都督”[du du
 ]；满语ɡunɡ“公”——汉语“公”[ɡuə
 ŋ
 ]；满语haitanɡ“海棠”——汉语“海棠”[xai taŋ
 ]；满语poo“炮”——汉语“炮”[pau
 ]；满语wen wanɡ“文王”——汉语“文王”[wuə
 n waŋ
 ]；满语yamun“衙门”——汉语“衙门”[jia mən
 ]。

第二，满语同一辅音输出汉语多个辅音。如，满语用s输出汉语辅音s、ʂ、x和dz，用l输出汉语辅音l、n，用m输出汉语辅音m、n。如，满语sancaha“三叉河”——汉语“三叉河”[san tʂa xɔ
 ]；满语sansi“山西”——汉语“山西”[ʂan si
 ]；满语siyan“县”——汉语“县”[xian
 ]；满语sui“罪”——汉语“罪”[dzuəi
 ]；满语loo“牢”——汉语“牢”[lau
 ]；满语lanɡɡū“南瓜”——汉语“南瓜”[nan ɡua
 ]；满语meɡu“蘑菇”——汉语“蘑菇”[muɔ ɡu
 ]；满语miyoocan“鸟枪”——汉语“鸟枪”[niau kiaŋ
 ]。

第三，汉语借词语音特点反映了清代汉语的语音演变。在清代满文文献中以辅音字母ɡ、k、h分别音译“街、斤、饺、讲”“磬、琴、桥、球”“匣、孝、县、戏”等字的声母，而这些字的声母在现代汉语中演变为ʥ、ʨ、ɕ。如，满语ɡiyai“街”——汉语“街”[ɡai
 ]；满语ɡin“称”——汉语“斤”[ɡin
 ]；满语kinɡ“磬”——汉语“磬”[kiŋ
 ]；满语kiyoo“桥”——汉语“桥”[kǐau
 ]；满语hiyasa“匣子”——汉语“匣子”[xǐa dzɿ
 ]；满语hise“戏子”——汉语“戏子”[xi dzɿ
 ]。

现代汉语的ʥ、ʨ、ɕ是从古代汉语见组、精组演变而来的。首先是在细音节前面的见组声母变为ʥ组，然后在细音前面的精组声母演变为ʥ组。
[20]

 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说：“清乾隆年间《团音正考》说，试取三十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属尖。由此看来，似乎清初见系分化出ʥ、ʨ、ɕ。明隆庆间本《韵略易通》说，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跟，似乎明隆庆间见系已经分化出来ʥ、ʨ、ɕ。但是，《五方元音》以京坚根干同隶见母，显然见系在清代前期还没有分化为ɡ、k、x和ʥ、ʨ、ɕ。可以设想，见系的分化在方言里先走一步，在北京话里则是清代后期的事情。”
[21]

 “现代北京话的最大特点，在声母方面是，精系齐撮字转变为ʥ、ʨ、ɕ，与见系齐撮字合流。这种情况大约在清末就开始了。”
[22]



清代汉语中见组、精组演变为ʥ、ʨ、ɕ的现象仍未彻底完成，因此，在借词中清代满语把汉语“街、斤、饺、讲”“磬、琴、桥、球”“匣、孝、县、戏”等字的声母音输出为ɡ、k、h和ʥ、ʨ、ɕ两种形式。如，满语siyan（或hiyan）“县”——汉语“县”；满语siyoošun（或hiyoošun）“孝顺”——汉语“孝顺”。“在拟测原始形式的时候如果有这一时代的借词（该语言在外语中的借词或外语在该语言中的借词），就可以对勘借词的语音，找出这一时期语音的线索。”
[23]

 满语输出汉语“街、斤、饺、讲”“磬、琴、桥、球”“匣、孝、县、戏”等字的声母特点为汉语尖团音研究提供了旁证。

第四，汉语借词语音特点反映了词语的借用年代。汉语的“子”字，其声母读音为dz，清代满语借词将汉语“子”字之声母写作s和dz两种形式。如，满语pinɡse“瓶子”——汉语“瓶子”[piəŋ dzɿ
 ]；满语yanɡse“样子”——汉语“样子”[jaŋ dzɿ
 ]；满语ɡuwense“棍子”——汉语“棍子”[ɡuən dzɿ
 ]；满语hūwanɡ taidzi“皇太子”——汉语“皇太子”[xuaŋ thai dzɿ
 ]；满语janɡdzi“长子”——汉语“长子”[dʐaŋ dzɿ
 ]；满语fudzi“夫子”——汉语“夫子”[fu dzɿ
 ]。

入关以后，满族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与汉人的交往日益频繁，接触新鲜事物亦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借词以及地名、人名、官名等专用名词的拼写问题。此时，老满文字母不够，出现了用一个满文字母拼写不同汉语语音的情况，如，满文字母s就音译拼写汉语dz、s二音。于是，为了更准确音译拼写汉语借词读音，达海改进老满文，增加了专门拼写汉语借词的一些字母，其中创制了拼写“子”字声母的特定字母dz。

据新老满文创制时间顺序可知，将汉语的dz拼写为s字母的词语被借用的时间比拼写为dz字母的词要早，即上面列表中mase“麻子”、cise“池子”、yanɡse“样子”等词被借用满语的时间要比bin dzi“槟子”、hūwanɡ taidzi“皇太子”、šidzi“世子”等词要早。

二　结构特点

根据构词结构，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可分为词根词、派生词和合成词三种类型。

1. 词根词

满语中的大部分汉语借词，尤其是名词和量词，直接音译自汉语，在构词结构上多为词根形式。如，loo“牢”、bei“碑”、fi“笔”、tai“台”、poo“炮”、fun“分”、mu“亩”、ciyanliyanɡ“钱粮”、baise“白菜”、funɡto“封套”、ɡuwanɡɡun“光棍”、hihan“稀罕”等。虽然“钱粮”“白菜”“封套”“光棍”“稀罕”等词在汉语中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合成词，但是被借用之后，无法对其进行构词分析，从而演变为词根词。

2. 派生词

清代满语中的有些汉语借词，与满语固有词相同，具有构词功能，即其后面可以缀加构词词缀或构形词缀。“语言影响不是生硬地将另一种语言的成分贴到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去，而是通过自己语言系统的消化、改造，将影响成分与固有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4]

 尤其黏着性语言借用分析性语言词语时，其后面缀加词缀的现象比较常见。

第一，派生动词。在汉语名词或动词后面缀加动词词缀-mbi派生动词。如，汉语“包袱”——满语bofulambi“包”；汉语“抹布”——满语mabulambi“用抹布擦”；汉语“批”——满语pilembi“批改”；汉语“闯”——满语cuwanɡnambi“闯”。此类动词与满语固有词相同，具有动词的形态变化。如，bofun“包袱，名词”，bofulambi“包，式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式”，bofulabu-“使包，动词的使动态形式”，bofulara“要包的，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式”，bofulaha“已包的，形容动词及式动词过去式形式”，bofularakū“未包的，现在—将来时形容动词否定形式”，bofulahakū“已包的，过去时形容动词否定形式”；pi-“批，动词”，pilembi“批，式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式”，pilebu-“使批，动词使动态形式”，pilere“要批的，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式”，pilehe“已批，形容动词及式动词过去式形式”，pilerakū“未批的，现在时—将来形容动词否定形式”，pilehekū“已批的，过去时形容动词否定形式”。

第二，派生形容词。在名词性或形容词性汉语借词之后缀加满语形容词词缀派生关系形容词。如，fa“法”——fanɡɡa“有法术的”；lanɡtu“榔头”——lanɡtunɡɡa“榔头似的”；bensen“本事”——bensenɡɡe“有本事的”；yanɡse“样子”——yanɡsanɡɡa“漂亮的”；hiyoošun“孝顺”——hiyoošunɡɡa“孝顺的”。此外，有些派生形容词的构词比较复杂。如，关系形容词ɡunɡnecuke“恭敬的”是由ɡunɡ-“恭”→ɡunɡnembi“恭敬”→ɡunɡnecuke“恭敬的”派生的。

第三，派生名词。满语中的名词性汉语借词多数直接音译自汉语，少数名词性借词是由汉语词词干后缀加词缀派生的。如，fenɡse“盆子”→fenɡseku“小盆”；jiyanɡ-“讲”→jiyanɡnambi“讲”→jiyanɡnakū“不讲理（的人）”；mabu“抹布”→mabulambi“擦”→mabulakū“抹布”；fonɡ-“封”→fonɡnembi“封”→fonɡnehen“封书”；fa“法术”→fadambi“行法术”→fadaɡan“法术”。此外，有些名词性的汉语借词在音译成分之后缀加“词缀”，使其语音形式更类似于满语固有词。如，inɡturi“樱桃”、puseli“铺子”、pinɡɡuri“苹果”、junɡken“钟”、yenɡɡuhe“鹦鹉”等。

3. 合成词

清代编撰的满文书籍中有一部分借词为汉语和满语成分结合而成的合成词。此类借词有三种形式。

第一，在汉语词语的音译部分之后附加满语说明部分。如，ɡinɡ hecen“京城”（ɡinɡ借自汉语“京”，满语hecen语义为“城”）；hūwanɡ ho bira“黄河”（hūwanɡ ho借自汉语“黄河”，满语bira语义为“河”）；tai šan alin“泰山”（tai šan借自汉语“泰山”，满语alin语义为“山”）；he di han“和帝”（he di借自汉语“和帝”，满语han语义为“皇帝”）。此类借词为了清楚表达借词语义，在其后面附加表达借词对象的所属范畴类别或基本特征的满语词语。

第二，满语词语和汉语词语结合构成并列结构或修饰结构词组。如，nimanɡɡi ci“油漆”（满语nimanɡɡi语义为“油”，ci借自汉语“漆”）；mei ilha“梅花”（mei借自汉语“梅”，满语ilha语义为“花”）；banɡ bithe“榜文”（banɡ借自汉语“榜”，满语bithe语义为“书”）；aisin lanɡtu“金瓜”（满语aisin语义为“金”，lanɡtu借自汉语“榔头”）。此类借词的一部分为音译自汉语，另一部分则翻译自汉语，翻译自汉语的部分并非辅助表达借词语义，而是借词的组成部分。

第三，以上两种形式的合成词中，有些词语发生语音演变成为缩合词。如，lo morin“骡子”（lo借自汉语“骡”，满语morin语义为“马”）→lorin“骡子”；lu muke“卤水”（lu借自汉语“卤”，满语muke语义为“水”）→luke“卤水”；lunɡ sejen（lunɡ借自汉语“龙”，满语sejen语义为“车”）→lujen“龙车”；ɡin hondoho（ɡin借自汉语“斤”，满语hondoho语义为“半”）→ɡindoho“半斤”。满语中词组演变为缩合词的现象比较常见，汉语借词和满语固有词在组合的过程中发生了语音或音节脱落现象，演变成缩合词。

此外，汉语借词之后缀加音节或区分语义，或使其语音特点更趋像于满语固有词。清统治者规范的汉语借词中此类借词较多。如，《御制五体清文鉴》将《御制清文鉴》中的汉语借词ɡunɡ“公、功、宫”改为ɡunɡ“公”、ɡunɡɡe“功”、ɡurunɡ“宫”，将pinɡɡu“苹果”、hose“盒子”、junɡ“钟”、lo“锣”改为pinɡɡuri“苹果”、hoseri“盒子”、junɡken“钟”、lokon“锣”。

上面描述分析了满语中汉语借词的语音及结构特点。此外，汉语词语被满语借用之后语义亦发生变化。如，满语panse“棋盘”、yoose“锁头”、ɡiyaban“夹棍”、jise“稿”等词分别借自汉语的“盘子”“钥匙”“夹板”“底子”，在借用的过程中其语义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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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满语中的梵语借词研究

有清一代，清朝为了稳定蒙藏地区，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崇奉藏传佛教，修建喇嘛寺院，翻译佛教经籍。乾隆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1]

 随着清朝宗教政策的推行，藏传佛教经典文献被翻译进来，清代满语中亦出现了有关佛教的梵语借词。

一　清朝宗教政策与佛经翻译

众所周知，满族的传统民族信仰是萨满教。方拱乾的《绝域纪略》载：“满人初时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合掌以拱立矣。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喇嘛教同，与西土异。不祀神，惟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
[2]

 说明满族入关以前尚未接受佛教，而毗邻的蒙古族则较早就信仰了藏传佛教。

清廷为了巩固与蒙古众部的联盟，推崇佛教，修建寺庙，翻译佛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建庙，以示对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尊崇，并结盟蒙古力量争夺辽东。皇太极也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方针，战胜林丹汗之后，在盛京建立实胜寺，以藏传佛教保护者的姿态获得了蒙古各部的拥戴。

据章宏伟的研究，满族入关以前就接触汉传和藏传两系佛教，并开始用满文翻译佛经。
[3]

 《满文老档》载：“达海自九岁始读汉书，通晓满汉文。自太祖至天聪六年，撰拟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札，文词敏赡，居心醇厚，识解聪明。达海用满文译汉籍有《万全宝书》《刑部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4]

 清朝定鼎中原后究竟翻译了多少满文经文，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是清代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帝认为，“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
[5]

 翻译刊刻《清文翻译全藏经》。

为了翻译《大藏经》，乾隆帝特设清字经馆，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是继《四库全书》之后的伟大传世文化工程，共编译佛教经典699种，计2534卷。此工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编译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印完成于乾隆五十九年，历时23年之久，共印刷了12套，分藏各处。
[6]



与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有密切关系的工作还有清字经馆编纂《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此两种成书于乾隆末年，其编纂事宜与满文《大藏经》直接相连。先是借修满文《大藏经》之便，加藏文欲成四体，编修之中又敕命以阿礼嘎礼字并满文字母为藏文注音，并加维吾尔（回）文及其满文注音而成五体。”
[7]

 《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中所加的藏文及为藏文加注的阿礼嘎礼字，均与《清文翻译全藏经》有直接的关系，是《清文翻译全藏经》的附带产品。

二　梵语词语的借用

清廷对藏传佛教文献的编译和刊刻活动与其宗教政策和民族统治政策密切相关，是该政策的体现和产物。与此同时，产生了数量较多的多种民族文字合璧文献，推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如，清代藏传佛教经文的满文翻译，不仅促进了多种文字合璧的满文辞书及满文阿礼嘎礼字的产生，而且促进了满语中与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的增加。清代编写的满文辞书及满译佛教经文中与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比较常见。
[8]

 如表6-1所示：

表6-1　满语中梵语借词的分布情况



	满语
	语义
	梵语
	语义



	abida
	阿弥陀
	amitābha
	阿弥陀



	adislambi
	行摩顶礼、赐福、降福
	adhîṣṭa
	教、令、请



	ayusi（fucihi）
	阿育锡（佛）
	āyuṣa
	生命、寿命、长命



	arɡat
	罗汉
	arhat
	罗汉



	aršan
	圣水
	rasâyana
	延命药、不死灵药



	asuri
	阿修罗
	asura
	天帝



	erdeni
	珍宝
	ratna
	珍宝、宝贝



	udumbara
	无花果
	utpala
	莲花



	nirwan
	圆寂
	nir-vāṇa
	生命火焰的熄灭



	badiri
	钵盅
	pātra
	容器、钵、盘子



	bandi
	小喇嘛
	baṇḍita
	有学问的



	batman
	莲花饰
	padma
	昙花



	batmarɡa
	红宝石
	padma-raɡa
	红宝石



	biraman
	波罗门
	brahman
	祭官



	bidarana（fucihi）
	金刚
	preta
	亡灵、恶灵



	bodi
	菩提
	bodhi
	（完全）开悟



	bodisatu
	菩萨
	bodhi-sattva
	菩萨



	ɡarudai
	凤
	ɡaruḍa
	传说中的一种鸟



	ɡ'abula
	头盖骨
	kapāla
	头盖骨



	ɡ'alab
	劫、灾难
	kalpa
	宇宙论的时间



	ɡ'arsi
	袈裟
	kāṣāya
	袈裟



	mani
	数珠、念珠
	maṇī
	珍珠、宝石、小球



	mandal
	坛场、道场
	maṇḍala
	道场



	manjusiri
	文殊师利
	mañju-śiri
	佛名，文殊师利



	samadi
	禅、三味
	sam-ādhi
	结合、组合、连接



	subarha
	塔
	stūpa
	佛塔



	suduri
	史、历史
	sūtra
	经书



	šajin
	宗教法规
	śāsana
	训、法教



	šariltu
	舍利（异兽名称）
	śarīna
	骨、骨架



	tarni
	咒
	dhāranī
	咒文



	wacir
	金刚
	vajira
	金刚




与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相比，清代满语中梵语借词不仅数量甚少，而且使用范围也较狭窄，多限于清代编纂的满文辞书或满译佛经中。

三　梵语借词的特点

纵观满语中的梵语借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满语中的大部分梵语借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如，满语erdeni“珍宝”——蒙古语erdeni“珍宝”——梵语ratna“珍宝、宝贝”；满语bodi“菩提”——蒙古语bodi“菩提”——梵语bodhi“（完全）开悟”；满语batmarɡa“红宝石”——蒙古语badmarγa“红宝石”——梵语padma-raɡa“红宝石”；满语suduri“史、历史”——蒙古语sudur“史、历史”——梵语sūtra“经书”。

众所周知，佛教文化对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兰司铁指出，印度的释迦牟尼教、摩尼教等早在8世纪中期就开始传到回鹘、蒙古、卫拉特等部落。
[9]

 在13世纪蒙古以前的北方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柔然、契丹等部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而蒙古人较早开始翻译佛教经文，并借用了有关佛教的梵语词语。
[10]



有清一代，在用满文和蒙古文翻译佛经过程中相互借鉴的情况较多。如，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对比蒙藏《大藏经》翻译而成的，而不是直接翻译藏文而来的。翻译工作的主持者章嘉国师等人员兼通梵、藏、蒙古、汉字，熟悉经典，且有蒙古语词汇和经典可以借鉴。
[11]

 “将所有蒙古文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章嘉国师担任全部译文的校审工作，乾隆帝也不时过问，甚至还要进行再一次的审阅或更正。
[12]

 因此，满语中的大部分有关佛教的词语直接借用了蒙古语中的梵语借词。

第二，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的与佛教有关的梵语词语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借入的。如，梵语ratna“珍宝”、arhat“罗汉”和vajira“金刚”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erdeni“珍宝”、arhat“罗汉”和vacir“金刚”借入满语和蒙古语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词是通过梵语和其他语言引入的印欧语系语言的词。如，满语nomun“宗教典籍、经”∠
[13]

 蒙古语nom“书、经书、宗教书”∠古代维吾尔语nom“经书、宗教书”∠梵语nom“经书、宗教书”∠古希腊语nomos“法律”。
[14]



第三，虽然清代满文佛经多译自藏文，但满语很少借用藏语词语。只有满语lama“喇嘛”等极少数的词语借自藏语blama“喇嘛”。西藏和蒙古地区对清朝统治的稳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及其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对清代西藏和蒙古地区的民众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清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以便加强其统治和控制。广泛编译和刊刻佛教文献，是清代宗教政策和民族统治政策的体现。但是藏传佛教和藏语对清代满族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满语也很少借用藏语词语。

第四，与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相比，梵语借词在满语中的构词能力较弱。如，除了adis“祝福、仙丹、灵丹”、tarni“咒文”等词能派生adilambi“受仙丹”、tarnilambi“使咒”词以外，其他词几乎没有构词能力。

佛经翻译及其对清代满语文的影响也是清代满语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这一领域研究至今仍相对薄弱，需要研究者具有良好的梵、藏文素质并对佛教知识有所把握。我们坚信这方面研究会在广大满语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入和拓展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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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满语文对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

在清代，满语和满文有着特殊地位，满语被尊为“国语”，满文被尊为“国书”。顺治元年（1644）满族入关后，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推行八旗驻防制度和“国语骑射”教育。“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国语骑射教育遍地开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满文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对生活在东北的满、蒙古、锡伯、达斡尔、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这个文化圈逐渐消失，但是它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1]



第一节　清代满语文教育与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及达斡尔、蒙古等民族的故土，至清朝初期这些民族仍然过着渔猎或游牧生活。为了防止这些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清政府一方面在这里开办学校，对其子弟进行国语骑射教育；另一方面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清政府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编入八旗，迁入新增设的驻防城市，并在各驻防城市设立以满语文学习为主的“国语骑射”教育。如，黑龙江省境内设立以下学校，推行“国语”教育。

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官学，设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

齐齐哈尔（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官学，设立于乾隆九年（1744）；

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官学，设立于乾隆九年（1744）；

呼兰（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官学，设立于道光十四年（1834）。

此外，吉林八旗官学的一部分也设于现在的黑龙江境内。如：

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满官学，设立于康熙十五年（1676）；

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左右翼官学，设立于雍正六年（1728）；

阿拉楚喀（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官学，设立于雍正五年（1727）；

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乡）官学，设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三姓（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左右翼官学，设立于雍正五年（1727）。

除了八旗官学以外，清政府还在黑龙江地区兴办八旗义学，以满足教学需求。

清政府在东北各驻防城市设立的八旗官学，以学习满语文与满族文化为主，这不仅提高了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纳入到了满族文化系统之中，对该地区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末，八旗官学、义学、宗学等旧式塾学相继改为新式学堂，采用新式学制课程，但与普通学堂所不同的是，东北地区新式学堂在小学阶段设有满文课程。如，黑龙江省满蒙师范学堂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年，在俄文学校舍址创办满蒙师范学堂，调西北各城及西南各蒙旗子第入校肄业。校内附设小学一班，以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以资教授。学额百人，由布、墨、瑷、呼各城，扎、杜、郭三旗平均招集曾习满文、蒙文及汉文通顺者入堂肄业。先设简易两班，预科半年、本科一年，共三学期毕业，后改为完全科，四年毕业。校址在齐齐哈尔砖城外东北隅。宣统元年（1909）时，教职员五人，两个教学班，七十三名学生。宣统三年（1911）时，教职员增至十人，两个教学班，九十名学生”。
[2]

 清末民初，京师和东北的八旗教堂、满蒙学堂急需新式教材，于是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委托旗人学者荣德及其弟子们，将学部审定、由上海印书馆刊行的汉文初级教科书译成满文和蒙古文，定书名为《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这部教材深受各地欢迎，短短数年，多次再版，有宣统元年（1909）刻本和石印本、李纯如书店印本、民国元年（1912）铅印本等。

此外，私塾教育也对满语文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八旗官学和八旗义学相比，私塾教育在教学、组织、管理、考核及教学对象等方面都没有严格规定，其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更适合少数民族子弟的学习。因此，清末民初，满文私塾教育遍及黑龙江、吉林二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消失。
[3]



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及达斡尔、蒙古等民族的早期文化酷似满族文化，便于他们相互学习。而且清代满族处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其文化对周边民族的文化必然要产生强烈的影响。“在满族移居到瑷珲地区后，他们开始与北方通古斯人交易。十分自然地，满族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证明自己是占优势的。因为满族不会说北方通古斯方言，满语成为北方通古斯人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满族的书籍、满族的时尚、满族的思想成为北方通古斯人的标准。在1915年，20岁以上的比拉尔千几乎都会讲满语，其中很多人能读、会写满文，更有甚者，19世纪以来浸透着汉族观念的满族思想是如此强烈，以至满语在吉林、沈阳和部分黑龙江地区消失之后还在通古斯和达斡尔人中保留着。就在瑷珲地区满语口语已经有显著变化的时候，通古斯和达斡尔的旗人却在使用满语文言。”
[4]

 与留守于东北的满族相邻而居的大多数为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其他民族，而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相同点，为这些民族的满语文学习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在清代以来的“国语”教育的影响下东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了满族文化的强烈影响。

清代，由于满族文化的强势地位和长期处于满族文化圈的包围之中，加之与满族毗邻或杂居而形成的双语使用环境，达斡尔人受满族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强烈，除达斡尔语借用较多的满语词语外，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形成了达满双语现象。满文学堂、满文私塾在达斡尔族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些地方则晚至40年代中期。
[5]

 据笔者2009年的调查，黑河市爱辉区坤河村达斡尔族老人锁俊秀虽已转用汉语，但老人除了会说一两句达斡尔语日常用语以外，还会说简单的满语单词。

据民间传闻，在被编入牛录前，锡伯族使用吉甫西语和呼都木文，吉甫西语属科尔沁蒙古方言，呼都木文是现在内蒙古境内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与满族杂居，锡伯族在被编入牛录后逐渐转用了满语文。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从东北抽调一部分锡伯族赴新疆戍边，将满语文带到了新疆。1947年以前，他们使用的文字也是满文，是年，锡索学会（锡伯索伦学会）在伊犁开会，决定改革满文，更名为锡伯文，但改革满文的力度并不大。锡伯族西迁时，把大量满译汉籍带到新疆，这些文献对其了解汉文化，促进其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清政府设立学堂对鄂温克族教授满语文，加之鄂温克族与满族的频繁接触，不少鄂温克人都学会了满语文。与鄂伦春和赫哲族不同，鄂温克地区的各种公文除了用满文书写以外，还用蒙古文，这种情况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清政府发往赫哲族地区的公文多为满文，并曾在大屯、嘎尔当等地设立学校，教授赫哲人满语文，当时有相当多的赫哲人掌握了满文，并在很多场合均用满文。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极少数老人能背诵满文“十二字头”。
[7]



清代至民国年间，“鄂伦春人以学习满文为宗旨”，行文或记事、记账等均用满文，并以满文作为与外界交往的工具。直到民国年间，鄂伦春人仍然通用满语文。
[8]

 据现黑河市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至1943年，库马尔鄂伦春公署仍用满文撰写公文。鄂伦春族在定居前，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民族内部主要使用鄂伦春语，少数人则兼通汉语和满语。

清代以来形成的“满文文化圈”，不仅对东北的锡伯、达斡尔等人口较少、无文字的民族语言文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人口较多、文字较成熟的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下面我们从语言词汇和文字借用的角度探讨满语文对蒙古语文的影响。

第二节　蒙古语中的满语借词

满语对蒙古语的影响研究方面，以往学者多关注满语对蒙古语中东部的察哈尔、科尔沁、巴尔虎—布里雅特等方言土语的影响。其实，由于清代满语和蒙古语的密切接触，现代蒙古书面语也借用了满语词语，如，在蒙古书面语、科尔沁土语、巴尔虎—布里雅特等方言中，都有满语（包括女真语）借词存在。

一　蒙古语书面语中的满语借词


amban“大的、都统”
 ，该词借自满语的amban“大、大臣”。

第一，满语amban“大、大臣”由amba“大”加词缀-n构成，据本书第一章第四节的分析，满语中有名词性词干之后缀加辅音n派生新词的现象。如，asha“翅膀”——ashan“旁边、副”；amsu“皇帝饮食”——amsun“献神酒食”；ejehe“记录”——ejehen“注释”；doro“道理、政权”——doron“印章”。在蒙古语中amban“大的、都统”一词为词根形式，无法对其进行构词分析。

第二，在满—通古斯语言中与满语amban“大、大臣”的词根amba“大”同源的词有：女真语安巴·剌（amba-la）“大、多”
[9]

 ，锡伯语ambu“大”
[10]

 。在蒙古语中与满语amba“大”对应的固有词为yeke“大”，在蒙古语族语言和蒙语方言土语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蒙古语标准语jəx“大”、中世纪蒙古语yeke“大”、蒙古语卫拉特方言jex“大”、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jəx“大”、达斡尔语xiɡ“大”、东部裕固语ʃiɡe“大”、土族语ʂɡe“大”。
[11]



第三，满语中amban“大、大臣”一词有较强的组合能力。如amban ama“大伯”、amban nimanɡɡi“大雪”、doro de tusa araha amban“资政大夫”、horon ɡunɡɡe amban“武功大夫”，而由其词根amba“大”派生的词有ambaki“大样、高傲”，ambakilambi“自大、高傲”，ambalinɡɡū“大方、雄伟、魁伟”，ambarambi“张大”。与此相比，amban“大臣”一词在蒙古语中组合能力和聚合能力较弱，仅以词组amban noyan的形式专指清代官员。

以上分析证明，蒙古语的amban“大的、都统”借自满语amban“大臣”。


beile“贝勒”、beise“贝子”
 ，两词分别借自满语beile“贝勒”、beise“贝子”。在女真语中，与满语beile“贝勒”、beise“贝子”同源的词分别为背·勒（bəɡi-lə）“官、臣、勃极烈”和背·塞（bəɡi-sə）“诸孛堇、官们、臣等”。满语beile“贝勒”、beise“贝子”是女真语背·勒（bəɡi-lə）“官、臣、勃极烈”和背·塞（bəɡi-sə）“诸孛堇、官们、臣等”词中辅音ɡ脱落的形式。

女真语背·勒（bəɡi-lə）语义为“官称”。《金史·国语解》载：“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倅贰之职。”
[12]

 背·塞（bəɡi-sə）一词在《金史·国语解》中未得到解释。

从构词上看，女真语bəɡi-lə（满语beile）和bəɡi-sə（满语beise）分别是由bəɡi-+-lə（满语bei-le）、bəɡi-+-sə（满语bei-se）构成的。其中词缀-sə、-lə是满—通古斯语言名词复数词缀。

词缀-sa/-se/-so在满语中根据元音和谐规律缀加于指人的名词之后表达其复数。如，amban“大臣”——ambasa“大臣们”；ecike“叔叔”——ecikese“叔叔们”；irɡen“百姓”——irɡese“百姓们”；monɡɡo“蒙古”——monɡɡso“蒙古们”。

词缀-lə/-le与满语复数词缀-ri之间存在同源关系。兰司铁认为：“在通古斯语中，我们见到作为复数古标志的是-l，-il和-r。其中-l用于以元音结尾的词干，-il用于辅音结尾的词干，-r用于以-n结尾的词干。”
[13]

 在满语中，通古斯语的复数词缀-l/-il/-r以-ri的形式保留下来，但其使用范围极小。季永海先生指出，“在满语中，用复数附加成分-ri、-si的指人名词不多，尤其是用-ri的指人名词是极个别的”，
[14]

 其中词缀-ri只缀加于mafa“祖辈”等词语之后表达其复数——mafari“祖辈们”。满语beile和女真语bəɡi-lə中的词缀-le/-lə与满语复数词缀-ri同源，早期亦是名词复数词缀。

词干bǝɡi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共有，如古代突厥语bäɡ“匐、官员”，bäɡlik“匐的”，
[15]

 土耳其语bey“王子”，维吾尔语bäɡ“伯克、主人”，鄂温克语bəɡin“主人、首领”，涅基达尔语bəɡin“主人、首领”。
[16]

 《蒙古秘史》中亦出现别乞（beki）一词，旁译为“官”名。如，亦巴中
 合·别乞（ıbaq-a beki）“人名”、必勒
 格·别乞（bilɡe beki）“人名”、中
 合只温·别乞（qaǰiun beki）“人名”。
[17]



原始阿尔泰语*bäɡ（*beki）一词，虽然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中以不同形式存在，但在现代蒙古语及其方言土语中已消失。现代蒙古语的beile“贝勒”、beise“贝子”两词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满族和蒙古族文化的密切交流中蒙古语借用满语官衔称号beile“贝勒”、beise“贝子”的结果。


meiren“梅林”
 ，该词借自满语meiren“肩膀、围肩、副都统（梅林）”。满语meiren基本语义为“肩膀”，“围肩、副都统”为其引申语义，蒙古语借用其引申语义“副都统”。

首先，meiren“肩膀、围肩、副都统”一词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共有，如锡伯语mirin“肩膀”、鄂伦春语mi:rə“肩膀”、鄂温克语mi:r“肩膀”。
[18]

 在蒙古语中与满语meiren“肩膀、围肩、副都统”对应的固有词为mörön“肩膀”，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达斡尔语mur“肩膀”、东部裕固语mərə“肩膀”。
[19]



其次，据阿尔泰语言学家鲍培先生的研究，满语meiren“肩膀、围肩、副都统”由原始阿尔泰语系语言*möiren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可构拟为meiren∠*möiren。
[20]

 以此类推，蒙古语mörön“肩膀”的来源可构拟为：mörön∠* mören∠* möiren。满语meiren和蒙古语mörön之间有语音对应关系，是同源词；而蒙古语meiren与满语meiren虽然语音完全相同，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语音对应规律，是相互借用的结果。

再次，meiren一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的组合能力亦说明蒙语meiren“梅林”一词借自满语。在满语中meiren“肩膀、围肩、副都统”一词有较强的组合能力，如meiren ɡiranɡɡi“肩骨”、meiren adame“并肩”、meiren i ejen“副都统”、meiren i janɡɡin“副都统”；而蒙古语中蒙语meiren“梅林”一词仅以词组qusiγu meiren的形式表达“旧时的旗主”。


γačaγa“嘎查，内蒙古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村、乡村、村庄”
 ，该词借自满语ɡašan“乡村、村庄”。

第一，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满语ɡašan“乡村、村庄”同源的词有：女真语哈·沙（ɡa-ʃa）“村”
[21]

 、锡伯语ɢasə“村庄”。
[22]

 在蒙古语中表达“村庄”一词为ail，在蒙古语族语言及蒙古语方言土语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蒙古标准语ε:l“村庄、人家”，蒙古语卫拉特方言æ:l“村庄”，《蒙古秘史》语阿寅勒
 （ayin）“营、人家”，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ail“村庄”，达斡尔语ail ɡər~ail torso“村庄”，东乡语aɡər“村庄”，东部裕固语ajil“村庄”，土族语ail“村庄”。
[23]



第二，在蒙古语中γačaγa的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较弱，仅以词组γačaγa küi和γačaγa tosqon的形式表达“村庄”之义。

以上两点证明蒙古语γačaγa“嘎查”借自满语ɡašan“乡村、村庄”。


ɡürün“国、国家”
 ，借自满语ɡurun“国、部落、人”。

首先，用汉文拼写蒙古语和女真语的文献资料中把“国家”分别写作兀鲁思（ulus）“百姓、国家”和国论（ɡurun）“百姓、国家”。据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在《蒙古秘史》中兀鲁思（ulus）一词共出现104次，旁译多为“百姓”，
[24]

 而《金史·国语解》载“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钦定金史语解》卷六载“古论贝勒，古论，国也，贝勒，管理众人之称。卷二作国论勃极烈”。
[25]



其次，在蒙古语语族语言中与蒙古语ulus“国家”同源的词有：东部裕固语ulus“国家”、土族语lus“国家”。
[26]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满语ɡurun“国、部落、人”同源的词有：锡伯语ɡurun“国家”、赫哲语ɡolo“国家”、鄂温克语ɡurun“国家”、鄂伦春语ɡurun“国家”。
[27]



此外，在蒙古语中ɡürün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与ulus“国”组合构成固定词组ulus ɡürün表达“国家”之义。

从上面的三点分析来看，蒙古语ɡürün“国、国家”一词借自满语ɡurun“国、部落、人”，在借用过程中语义发生变化，演变为单义词。


ombolo“孙子”
 ，该词借自满语omolo“孙子”。

第一，omolo“孙子”为满语固有词，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女真语斡莫·罗（omo-lo）“孙子”、
[28]

 锡伯语omol“孙子”、赫哲语omuli“孙子”、鄂伦春语ɔmɔlEE
 “孙子”、鄂温克语ɔmɔlEE
 “孙子”。
[29]



第二，在蒙古语族语言中omolo一词除了蒙古语以外，在达斡尔语中以omul“孙子”形式存在。在蒙古书面语中表达“孙子”的词为ači，在蒙古语方言土语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蒙古语标准语atʃ“孙子”、喀尔喀方言atʃ“孙子”、卫拉特方言atʃ“孙子”。

第三，除了《蒙古译语》《华夷译语》《译语》《译部》《北虏考》等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文献中表达“孙子”的词为“阿赤”（ači）之外，
[30]

 1926年的《蒙文分类词典》中表达“孙子”的词也为ači。
[31]



比较研究omolo“孙子”和ači“孙子”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及蒙古语族语言和文献资料中的分布情况，可知蒙古语ombolo“孙子”一词借自满语。

据斯琴巴特尔先生的研究，满语omolo“孙子”一词被借用为蒙古语之后，对蒙古语的亲属称谓系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满语借词ombolo“孙子”的影响之下，蒙古语固有词ači“孙子”语义演变为ači“侄子”，而且由ombolo“孙子”语音交替而派生的dombolo“曾孙”一词，使蒙古语书面语及其方言土语中的ǰiči“曾孙”开始被淘汰。同样，有些蒙古语方言土语中由ombolo“孙子”语音交替而派生的šombolo“玄孙”一词，已有取代蒙古语固有词γuči“玄孙”的趋向。
[32]




orqodai“人参”
 ，该词借自满语orhoda“人参”。

第一，满语orhoda“人参”是由orho“草”和da“根、头目”组合而成的缩合词，而蒙古语中orhodai“人参”一词为词根形式，不能对其作构词成分的分析。

第二，虽然蒙古语方言土语中也有da“长、头目”一词，以词组ail yin da、sumun da、qusiγun da形式表达“村长”“乡长”和“旗长”之义，但蒙古语da也借自满语。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满语da“根、首领”同源的词有：锡伯语da“原本、头目”，鄂温克语（ud）də“（县）长”。
[33]

 蒙古语与满语da对应的固有词为daruγa“首领、领导”，蒙古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达斡尔语darɢa“首领、领导”。
[34]



第三，蒙古语中与满语orho“草”同源的词为orγo-“生长”，二者语音对应，语义相通。虽然蒙古语orqodai“人参”与满语orhoda“人参”语音相似，但其语音没有对应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蒙古语orqodai“人参”借自满语。


蒙古语quwaran“军营、营地”
 ，该词借自满语hūwaran“圈子、院子、军营、营房、坟地”。

第一，满语hūwaran“圈子、院子、军营、营房、坟地”由hūwa“院子、庭院、天井”之后缀加构词词缀-ran构成，在蒙古语中quwaran“军营、营地”为词根形式，不能对其作构词成分分析。

第二，在蒙古语中与满语hūwaran同源的词为qoriyan“院子、军营”，是由qori“圈进”之后缀加构词词缀-yan构成的。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qori-“圈进”同源的词有：达斡尔语xori-“圈进”、东部裕固语χor-“圈进”、土族语xorə-“圈进”。
[35]



第三，在蒙古语中quwaran“军营、营地”一词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较弱，仅以čeriɡ un quwaran形式表达“军营、营地”。

此三点证明蒙古语quwaran“军营、营地”借自满语hūwaran“圈子、院子、军营、营房、坟地”，借用了其第三个义项“军营”。


蒙古语erin“时代、时候”
 ，借自满语erin“时、时节、时候、时分”。

首先，在蒙古语中erin“时代、时候”不能单独使用，多以词组čaγ erin的形式表达“时候、时刻”。

其次，词组čaγ erin“时候、时刻”中čaγ“时、时刻”为蒙古语固有词。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其同源的词有：东部裕固语tʃeɡ“时间、时刻”，土族语ʨaɢ“时间、时刻”，东乡语tʂa“时间、时刻”；
[36]

 erin“时代、时候”借自满语erin“时、时节、时候、时分”。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与满语erin“时、时节、时候、时分”同源的词有：锡伯语ərin“时候”、赫哲语ərin“时候”、鄂温克语ərin“时候”、鄂伦春语ərin“时候”。
[37]



再次，满语erin“时、时节、时候、时分”和蒙古语čaγ“时、时刻”为多义词，且义项基本相同，虽然满语和蒙古语中erin一词的语音形式相同，但在蒙古语中其表达语义较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蒙古语erin“时代、时候”一词借自满语，在被借用过程中受到蒙古语固有词čaγ“时、时刻”的影响，语义发生了变化。

在满语和蒙古语相互影响的问题上，学者都认为蒙古语对满语影响很大，承认满语中有很多蒙古语借词。如，阿尔泰学家鲍培在其专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谈到过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之间词汇相互借用的情况。他指出满语中有大量的蒙古语借词，而满语对蒙古语的影响很小，所给与蒙古语的是少数有关行政用语，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进入蒙古语的一些头衔。
[38]

 鲍培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从上面的借词情况来看，满语对蒙古语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中，不能仅扩大语言单方面的流向，还应该重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

蒙古书面语中的一部分满语借词，已经成为旧词语在日常交流中很少被使用。如，amban“大的、都统”，beile“贝勒”，beise“贝子”，meiren“梅林”等词，虽然已被收入蒙古语词典，但是口语中很少使用。当然，有一些满语借词已进入蒙古语日常词汇，口语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

二　科尔沁土语中的满语借词

科尔沁土语是内蒙古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土语，该土语在历史上受汉语和满语影响较大。有清一代，科尔沁部落与清政府之间交往频繁，贵族之间联姻人次最多，是当时的众蒙古部落中与清政权关系最为紧密的部落。清代科尔沁部落和满族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科尔沁土语借用了较多的满语借词。如表7-1所示：


表7-1　蒙古科尔沁土语中满语借词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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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土语中的满语借词在语言使用上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如，xə:ʃɡɛ:“猫”、lax“炕”、nɛxa:n“汉人”、sɷr“跳蚤”等词语只被使用于郭尔罗斯、杜尔伯特等地的口语当中。此外，pɛ:sɤnda:“清代职务称”、ɡɔʃiɡ“随从”、taxɤr“差夫”、purda:“打围领头”等与清代官差有关的词语只出现于老人话语中，在年轻人话语中已经消失。

三　巴尔虎土语中的满语借词

巴尔虎土语属于中国蒙古语三大方言之一的巴尔虎—布里雅特方言，是蒙古语方言土语中受满语影响较大的土语之一。据历史研究，雍正十年（1732）现在的陈巴尔虎人被编入“索伦八旗”，雍正十二年（1734）又一部分巴尔虎人被编入“新巴尔虎八旗”，驻防呼伦贝尔地区。被编入八旗的巴尔虎人“并非系蒙古，各由他族迁徙而来，……各以总管领之，管制纯系满洲期制，如，副都统、副官、佐领名称也是，与蒙古之称汗、王公、贝勒、贝子及札萨克、台吉等制度迥然不同。”
[39]

 清朝被推翻后，呼伦贝尔的八旗制度并没有随之消失，到1932年之后，名义上才将其全部取消。
[40]



由于巴尔虎蒙古人较早被编入八旗，与满族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因而巴尔虎土语也受到满语影响，借用了较多的满语词语。
[41]

 如表7-2所示：


表7-2　蒙古巴尔虎土语中满语借词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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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满语词语被借入巴尔虎土语后，语义发生了演变，如满语ɡūnin“意念”、seri-“讹诈”、cooha“兵”、niruɡan“图画”等词语被借入巴尔虎土语之后演变为ɡəniŋ“友情”，ʃiə:r-“问住、为难”，ʃiɷ:r-“仆人、随从”，niɷruɡaŋ“照片”。此外，另有些借词在巴尔虎土语中具有派生新词的能力，如aŋɢal“人口”→aŋɢa:ld“四面包围”，səwdziu: ŋ“愉快、舒畅”→səwdziu:xəŋ“很愉快的”，bɔiγɔŋ“户”→bɔiγɔŋ dans“户口本”等。

第三节　蒙古文中的满文因素

现代蒙古语的汉语借词“二”，蒙古书面语形式为el，在蒙古语方言土语中读作əɹ。如，汉语借词“二锅头”“二龙屯”，蒙古文写作el ɡüwe teü、el lünɡ tün，蒙古语方言土语读作əɹ ɡuo tu、əɹ luŋ tun。现代蒙古文十二字头中有两个el音节，其中第一el读作əl，拼写蒙古语固有词；第二el读作əɹ，专门拼写汉语借词“二”。本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二”音节el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蒙古文音节el

在蒙古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过程中，蒙古语借用了一些汉语词语。为准确记录蒙古语中汉语借词的语音，历代蒙古文人创制了特定的字母及音节，专门拼写汉语借词。如，现代蒙古文用特定的音节拼写汉语借词“知”“吃”“日”“二”等。据有关学者研究，1912年喀喇沁右旗贝子海山在其著作《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中，首次将注音汉语借词“二”的音节el加进了蒙古文十二字头。
[42]



其实，拼写汉语借词“二”音节el在蒙古文中的出现时间要早于《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的编著时间，在清代早期蒙译汉籍中，用el拼写汉语“尔”的现象比较常见。顺治元年（1644）告竣的蒙古文《元史》写本拼写人名和地名，除了r以外还用el拼写汉语“尔”。如：


此tere

 时čaγ

 时tur

 众olan

 部ayimaγ

 平定töbsidüɡe

 未edüi

 的yin

 因tula

 博bo

 
尔
 
γur


 术či

 臣tösimel

 亦inü

 夜söni

 间dutum

 查čaγdaǰu

 守manaqui

 时dur

 太祖taidzu

 铁木真temüǰin

 稍öčüken

 休amurǰu

 睡noyirsan

 也bülüɡe.



时诸部未宁，博尔术每警夜，帝寝必安枕。（《蒙古文元史》）


太祖taidzu

 成吉思činɡɡis

 汗qaγan

 的u

 十arban

 六ǰirγuduγar

 年on，

 辛čaγaγčin

 巳moγai

 年ǰil

 的ün

 春qabura，

 成吉思činɡɡis

 汗qaγan

 卜bu

 哈han

 
儿
 
el
 ，

 薛迷思siowai ni γan

 名的neretü

 二qoyar

 城qota

 把yi

 战qadqulduǰu

 领abubai.



太祖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蒙古文元史》）

在同一蒙译汉籍中，就有用r和el两种形式拼写汉语的“尔”。《元史》中的人名、地名等大多数为蒙古语或与其相关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蒙古文翻译应该根据蒙古语（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音特点还原其形式。据蒙古语的语音特点，上面例句中地名“卜哈儿”的蒙古文形式应该是buqar，而不是bu han el。在这方面，历代汉文文献拼写蒙古语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依据。

二　汉文拼写蒙古语音节末辅音l、r的传统

在有关古代蒙古语的文献材料中，《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用汉文拼写蒙古语的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文献用汉文拼写蒙古语，译音非常缜密，汉语里没有的蒙古语音，用特殊的方法标注，提高了注音的精确度，所以《蒙古秘史》
[43]

 和《华夷译语》
[44]

 的汉文拼写法对后来汉语中蒙古语借词拼写法的影响很大。

在《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中，用特殊的方法拼写蒙古语音节末辅音l、r。《蒙古秘史》中，蒙古语音节末凡带有辅音l的地方，一律采取字下注小“勒”字的纽切法处理。如，蒙古书面语的altan“金”写作“阿勒
 坛”，ildü“环刀”写作“兀勒
 都”，eböl“冬”写作“兀不勒
 ”，monγγol“蒙古”写作“忙中
 豁勒
 ”。与此相比，《华夷译语》则采用两种方法，其中之一与《蒙古秘史》的拼写法相同，也用字下注小“勒”字，如，《华夷语译》把蒙古书面语的mölsön“冰”写作“莫勒
 孙”，čaγalsun“纸”写作“察阿勒
 孙”，čeɡel“潭”写作“扯额勒
 ”，tuγul“牛犊”写作“土中
 忽勒
 ”。

蒙古语音节末辅音r在《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中用“兒”“児”等字拼写，但与“勒”字不同，不小写。如，《蒙古秘史》把蒙古书面语的merɡen“聪明”写作“篾兒干”，ɡerɡei“妻”写作“格兒该”，γurban“三”写作“中
 忽兒班”，nökör“伴当”写作“那可兒”。同样，《华夷译语》把蒙古书面语的edör“昼”写作“兀都児”，qabur“春”写作“中
 合不児”，ɡer“房子”写作“格児”，temör“铁”写作“帖木児”。

上述两部文献用汉文拼写蒙古语的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现代汉文拼写蒙古语的地名、人名时，一般用“尔”拼写音节末辅音r，“勒”“拉”拼写音节末辅音l，如，把蒙古书面语的qorčin写作“科尔沁”，daγur写作“达斡尔”，köke naγur写作“可可淖尔”，qarbin写作“哈尔滨”，sili yin γool写作“锡林郭勒”，malčin写作“玛拉沁”。

在历代汉文拼写蒙古语的方法中，用“尔”拼写音节末辅音r，而多用“勒”拼写音节末辅音l。以此看来，现代蒙古文用音节er拼写汉语借词“二”更符合蒙古文的书写传统。笔者认为，蒙古文用el音节拼写汉语借词“二”的现象与清代满文对蒙古文的影响有关。

三　满文音节el

清代的满译汉籍中也有用音节el拼写汉语借词“二”“儿”的现象。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满文刻本《金瓶梅》和康熙四十九年（1710）《满汉西厢记》中，就有用音节el拼写汉语借词“二”“儿”的。


孟menɡ

 玉ioi

 楼leo，

 李li

 娇ɡiyoo

 
儿
 
el，


 吴u

 月yuwei

 娘niyanɡ

 的ni

 气jili

 生banjiha

 把be

 见sabufi，

 都ɡemu

 先neneme

 纷meni

 纷meni

 家boode

 去ɡeɡehe.



孟玉楼、李娇儿见吴月娘生了气，皆各自回屋去了。（《满文金瓶梅》）


店diyan

 小siyoo

 
二
 
el


 哥aɡu

 哪里aba.



店小二哥在哪里？（《满汉西厢记》）

从以上例句的满汉对译中可以看出，满语li ɡiyoo el“李娇儿”、diyan siyoo el“店小二”的读音为li ʥiao əɹ、dεn ɕiao əɹ，即在这里音节el的读音为əɹ。在满语书面语中l为舌尖中、浊、边辅音，e为央、中、展唇元音，音节el的读音为əl，与汉语“二”的读音əɹ相差较大。但是在满语及其相关语言的口语中存在着音节末辅音l卷舌化的现象，即将满语音节末辅音l读作ɹ。

第一，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的《清文启蒙》之“异施清字”内例词中的l辅音在词首音节末或词尾音节末，汉字注音全为“儿”或“二”。如，el念“二”，ul念“五儿”，bal念“八儿”，sal念“三儿”。乾隆三十七年（1772）颁布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中，第十一字头为以辅音l为音节末的音节组，前有注释为“此字头以勒字带音，有向有尔字对音，仍通用尔字”。这说明辅音l在音节末既可以读l（勒），又可以读ɹ（尔），清代满语中音节末辅音l已有卷舌化演变。

第二，据《锡伯语语法研究》，锡伯语中有音节末辅音l卷舌化演变，即满语和锡伯语同源词的音节末辅音l在锡伯语口语中演变为ɹ。
[45]

 如，满语书面语ilha“花”——锡伯语口语iɹχa“花”；满语书面语ɡūlha“靴”——锡伯语口语ɢoɹχa“靴”；满语书面语ɡala“手”——锡伯语口语ɢaɹ“手”；满语书面语hefeli“肚子”——锡伯语口语χəvəɹ“肚子”。其中，满语和锡伯书面语的ɡala“手”、hefeli“肚子”两词，在锡伯语口语中词尾元音脱落，边音l卷舌化。

第三，据笔者2009年4月对黑龙江地区满语的调查，在三家子满语口语中也存在满语书面语音节末辅音l卷舌变化的现象。如，满语书面语jilɡan“声”——三家子满语口语ʨiɹʁan“声”；满语书面语ɡūlmahūn“兔”——三家子满语口语ɢuɹmaɢa“兔”；满语书面语elhe“平安”——三家子满语口语əɹxə“平安”；满语书面语dalba“旁边”——三家子满语口语daɹba“旁边”。

通过以上材料可看出，音节末辅音l在清代满语中已有卷舌化的演变，在现代满语及锡伯语口语中这种演变已经很普遍。这就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会在清代满语中用el来拼写汉语的“二”。

四　蒙古文借用满文el

满语及其方言土语中，普遍存在着音节末辅音l卷舌化现象，但蒙古语及其方言土语中尚未发现此类语音演变。因此，笔者认为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二”的el借自满文。

有清一代，蒙古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受满洲人的影响较大。当时蒙古族贵族和知识分子大都学习满语文，出版了大量学习满语文的教科书和满蒙合璧、满蒙汉合璧的书籍。如，《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阿礼嘎礼》《满蒙字母》《满蒙汉十二头》《满蒙汉三合便览》《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等。蒙古人在学习满语文的过程中发现，与蒙古文相比，新满文实现了字母与音位的对应，克服了蒙古文和老满文一个字母多种读音的缺点。于是，蒙古族文人模仿新满文字母改进了传统蒙古文字母。

蒙古人模仿满文改进蒙古文的尝试从清代文人富俊开始。1780年，富俊在其著作《满蒙汉三合便览》的第三部分《蒙文指要》中排列蒙古文字母时，只列与满文元音字母对应的a、e、i、u、ü等五个蒙古文元音字母，并仿照新满文的加点圈特点，用不同的字母分别拼写了蒙古语元音a、e。此外该书仿效新满文，创制拼写汉语单词“余”“女”“律”“取”“聚”“叙”“渠”“矩”“虚”“司”“尺”“至”的特定音节。之后土默特右旗人嘎拉桑进一步完善了富俊的蒙古文字母，在其著作《蒙古文十二字头》中首次完整地排列出现代蒙古文十二字头。1912年，喀喇沁右旗贝子海山在其著作《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中首次将注音汉语借词“二”的音节el加进蒙古文十二字头。从此以后蒙古文字头定型，再未发生演变，一直沿用到现在。

以上论述可以证明，尽管满文是仿照蒙古文创制的，但是它对蒙古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现代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的影响。蒙古文中拼写汉语借词“二”的音节el，就借自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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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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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东乡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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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满语词源及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大力资助支持的成果。该项研究还有幸获得了香港意得集团的热忱资助支持。

书稿完成之际，谨向我的博士生导师，著名满学家季永海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2004年笔者有幸考入先生门下，步入满语文研究领域。先生为人谦和，治学精深，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上的独具慧眼，使我在求学生涯中得到了丰厚的收获。在我读书、为学的成果中，无不包含着先生的心血。得知小书即将付梓，先生在欣然作序的同时仍不忘叮嘱书中的某些问题尚需深思。

本项研究得益于黑龙江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真诚感谢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赵阿平研究员、郭孟秀研究员和黑龙江大学重点建设与发展工作处处长张颖春研究员对本项研究的鼎力支持，小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校方方面面的大力帮助。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内蒙古民族大学王顶柱教授，师恩如海，学生会永志不忘。

感谢我的同学和同事们，愿你们多多珍重，前程似锦！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舛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诸位师友不吝赐教。

长山

2014年11月于哈尔滨

OEBPS/Image00007.jpg
&R

i X ST X %
it 18 kobkolombi — i) J& ¢ it i i} id
kobkolombi |4 . # T | qobgol- . #\F . .
aona kobkolo- JF5 i -mbi Fi i)
T TV 1 15 oktalambi f 5¢ 1y 175 f 1] oktala- J5 Jin
oktalambi oytol- & . R
FHZ— A% -mbi A
S tobeilambi A% 7 (7 tobi N
wobcilambi | HT2F | toila- — Wiis 9 ci afn i JE 58 1B E 17 tobei J5 A
2% -mbi 14 LAY
, , . X T 1 Jalbirambi 2 52 1t 1715 34] jalbira- J5 Jin
jalbirambi G #ik | jalbira- F Mk
jalbirambi | #% . #K | jalbira W Bk {18 -mbi HIE
52 7hy 18 saratai [y sara “ H 527 0 -tai #4
B, W saratai A REAE KR S BT,
- WA sara JEUMIR A 2811 1R1 2 -tai
saratai - ‘5;; " | saratai FHZRN | S WEMLEL, Wi saratai — 36 19 1)
Al BE S M 2H A BE I IR B S, X LA saratai
keire (B Fik “SL A H FERE S 920
. S 1E segiiltei H segiil“ B M -tei #4),
E’J@f”” M seoltai — il AN BEVEMI T3 Hr, T
seoltai M%;; segiiltei HEER | iBEPEA seol B, 527 1E segiiltei # {5
o JHAY i AR IR A egii 7EWEIE i A8 g —
REK P
o JLH €0
ST janyyuutai i janyyuu “EH, ZEMA7
S wkEH R " i -tai MR, FEARE A GHE., %M
u ‘uul N R . [EETEN =
1an99 (g [ (%) | W87, Wik janggatai — il KA (R il
ST, WEHEA janggn JER
5% 7 1& dorbeljen i dorbe “ U " M -ljen
R, 5t B A len 1R 4% 1Y iR A
) ; ; yurbaljen “=ffIE” | urtuljin “KHFIE” %,
durb ! Z dorbelj ! Z
urbejen | PUJTID - dorbeljen 1 PIE | p it urbejen — i R SEMER AV BR B
BT durbe B, SETIE dorbe “PU”
FF I A TR duin <Py ”
52741% dayalta B daya-“HRKG. ARA” 0 -lta
My 8. i dahaltu —im) A REVE M3 2047
dahaltu Fiti B dayalta B, BT | RIS T AETE S 5 I daya- A IRDE G

AR daha-, {HEHEIBA thsliEIRA: & iH0
)25 -lta






OEBPS/Image00008.jpg
&R

i S Eni S #®IF
s 5 1l 1% qubilyan (1 qubil “72F " -yan #4 Ji,
habilgan k& qubilyan . LE 3 185 b habilgan — ) /S BEVE R 37 43 H7
. AT hobil 220
27 1% medege H1 mede“IiE” fin -ge F AL,
e e | T medege AN REAEFIE AT, WIE T
medege R 5L | medege EEL L WA mede JBst, 5541 medege %9
T B 1) R mejige
%271 1 Sabinar iy Sabi 2517 & AiA
_ HEAT |, . v %% -nar K4 . I AR Sabi “o5 T
Sabinar Sabinar $FA] R R . o
JE R —ii], (WA ZHEAZ nar, Sabi“#T"
BIERIE A Sabisa “HTA7"
51 siray&in f sira “F” N -y&in MK,
sirhacin T} | siraycin FEE T sirakein ANREAE IR 4B, WG
WA sirha FIFEIRIRZE -cin
okl | (e, g | edelardi s aqula: TR el
ahalakci g aqalay¢i [ Fa) 1%, T 9 F ahalakei A BB AE ¥4 18] 20 AT,

TG %A ahala FIFATRIAZE kel






OEBPS/Image00005.jpg
&R

Wi X ENE X & I
==
%Eﬁﬁ% 517 tolbotu H tolbo “BEAL” T -tu K,
tolbotu ﬁ[: B tolbotu HEEER | 7EWIE T tolbotu —iR ANREMERIIRI ST, Wh
e HEFA tolbo Tk
-
o S I8 Coytu H Soy “EASRE” N -tu iy
Wi, | ey | o ooy TRl LR I
cokto o oytu i ., FEIIET cokto —IA AN BEVEMIRAMHT,
. WA cok JER
5% 1 15 saqaltu fy saqal “#140" Jn -tu 44
B, TEIWEIE H sahaltu — 1] S AE fE 44 17 43
»T\ s \%‘ﬁ[j: hl ; . w'““ﬁ[j;f":’?
sahaltu & saqaltu AR ﬁ\ Ll . Q/ﬁ” 5 ? H/ﬁ ?an“ ) iﬁ?
9N i saqal “BAZ” [RIVRAYTR] Y salu “HAZ” .
S it saqaltu “AT AR WA A SRR
SRR, WA, R BB
FUR HE T URANYT | 5T Jaryuci B Jaryu “ER] . BHUFT 0 -¢i
jarguci F . i |Jaryuci N THEHB | A8 0. il 3 jargtci — 1] AN BEAE 3R] 43-#7
B i B s AT jargt JEX
2 1E Cuyurdi [y Suyur “ThLEET N -gi My
B, T corei NREMEAIA AT, RIS
A cor I, TG, TESHIE
X \ S 25 3 F115]188 ué I\ &b
corc k| cwpurci s cuyuril‘ lﬂﬁiﬁaﬁ.ﬂ’ﬂ‘mﬂ FJ/W'J?F \H atie
J1, TiiE LA corei ba i JE 23R ik &K
FAET], RIS IRIE b
i FEVEE AR Y 50 15 09 uyu PR G
FREAR N T u
5% 7 15 tergedi HH terge “427 Jin -¢i #4 AL,
T3 3 P tergeci — Tl AN BEFEMITE 30, BRI
tergeci LR tergeci LR I A terge ITE R, 5 521 1 tergedi
oF 7 (8l 1 A TR A sejesi “4E R, MK
i sejen “Z” NN -si f AL
e, | L . . .
lﬁiﬂ%ﬁiﬂ” St demdi fy dem “FI5. #5077 0 -¢i
demci g dem¢i o ﬁ;_:\ IR, T demei —IA ARBEMERIIR AT,
fr, 5% s .
- BIE %A dem B
5% i1 emdi fH oem ‘2457 N -8 A A, T
) REVAR .. - W emei RRESEATHYIRI AT, B EA
emci . |emei EAE . " e e IS R
B[R em B, BRI BT WIEIER T

W E 4R oktosi LAAL, A DUEE A daifu






OEBPS/Image00006.jpg
&R

WG 5% S 3% %
ST tariyadin | tariya “4GH” 0 -¢in #4
R, TWiE T taracin —iA AN BEVER TR 44T,
) FEA . o PR tara- JER . SETTIE tariyadin £
taracin tariyacin KRR KR |, . e N,
VTS Bl A5 FH A0 R I T AN ya 7R 9 P AR
FIEICTT a. BLAL, WEIET R R R
MY A1~ usisi
SEHTE ulayadi B ulaya “BEul” N -ci #AL,
" i A 55 e Fen MG ulaci NREAEMIA ST, W
acl ayaci JEY
! T = " £ ula Tk, %5437 layasi 7EE 1S 93
R IETT A\ aya 7ET I IS M EOGTT u
BRI, SHF, B S qordin B qor “H AT N -¢in MK,
korcin B | qorcin URID, ST | i T korein AN BERATHI IR AW, HiE T
KRR BE AR | AT kor B
I s i L T 1 katarambi J& 7£ 52 iy 15 18 17 katara-
katarambi LD I W T 1 aa.ra/m jnzf_%ﬁ 7 % 17) katara- 5
B, /N TN -mbi F4 A
1 15 uruldamb S 7F 52 1 15 iF) urulda- J5
uruldambi | FE 5 urulda- 3% . R
’ T -mbi Fi
1 uladambi & 7E 52y 15 15 17 ulada-
uladambi | TS | ulada- [ 15 u.a an{ i SR TESE 155 17 ulada- J5 TH
i -mbi 445 A4
Wi mandumbi JE7E % % {7 mandu-
mandumbi | Kk, K [mandu- | i, g |10 mandumbi LS mandu- 7
TN -mbi #4869
T budurimbi & /£ 52 1l 15 A5 1) buduri- 5
budurimbi | 2kf%] biidiiri- 2143 ‘
e g e g AT -mbi H A
, , T 1 jalgambi S 7F 52 1 1 {5 4] jalga- J5 1
jalgambi B jalya- JURPA ) .
19 = 1 = i -mbi 445 A4
1 15 tomilambi & 52 1 15 & 17 tomila- Z
tomilambi | JRii tomila- TR Ji M) 2% -mbi K4 KRG 9T T S 5
tomila- X1 Y [&145 17) A takdira-
115 sambi J& 1 5¢ i 15 (17 saga- J5 il -mbi
F LY, S A 4R AN e =2 1)
I - wra - & b, yig. y FFESE G NIEFE B
J = J

TR R TC s, i 5 T 7 )
JETH . IR S saya- (R R R
H aya CIEAE N EITE






OEBPS/Image00003.jpg
X

e

X

%

katuktu

&

qutuytu

A
i

594 1 qutuytu i1 qutuy 70 -tu 4y
BT katuktu 35T — 3R OK g
5 ¥4 8 43 #7, RO OE oA katuk B
o WE T 55 E qutuyta X EY EA
i) haturingga “7A 89~ [ hituri “45”
Jin -ngga MR, WG katuktu (FH 75
& qutugtu “FAE M. TEPT AEE I

omoktu

omoytu

1 GON
BRI
FIZERY

211 omoytu Y omoy“ 55, EX il -tu
T, T i 1E omoktu — Ji) A fE VR A4 1A 43
B, BIWEIE I A omok JE R, LA, W
W 1 omoktu — 18] Y ¥4 17 fi 71 A4 A& ik 1
55, L LLiA 4 omoktou konggoro AYIE 2
Tk EONRYS” . FlH omoytu FEE
FH Y o o O R A ARk, LA omoktu
konggoro B L4E “HEAMRS”

unurtu

Ondrtii

ALK

5t 1 onorti f onorBRJL” N -ta f4K,
I3l 1 unurtu — 38 AN BEAE IR 4047, HI
W AT unur JES. AT A AR oD
Sl onorti 7 LR A, LR —F
217

bayartu

Iig

bayartu

AHEHR

521515 bayartu [ bayar “3=" il -tu ¥,
T 1 1% bayartu — 6] N BE/E #1843 #r, BP
T PR bayar JES, Wb 555
bayar “F7 XN AYEATRR urgun “E






OEBPS/Image00004.jpg
i

X

Setiifi

X

&R
# i

bisireltu

SR

bisireltii

[ SR
[ SR

5% 7 1 bisireltii By bisirel “{F40. S2F”
Jin -t AR, TRTE bisireltu —iAAS EVEAY
WM, BIEEIE A bisirel JE

dekiiltu

degjilti

5571 degjiltii By degjil “Y4HE . D47 N -ti
F R, T3 P dekgiltu — 3] s AR F 3R]
SrAT, W IE B dekjil JE . W B
dekjiltu — iR 20 & RE J1 4855, 1041 dekjiltu
konggoro “I&# ( HiEE )" Y konggoro
pISENEE Sy

gaihamsitu

A

yaiqamsiytu

Eii iyl

¢ 1l 1 yaiqamsiytu i yaiqamsiy “ i # 7
o -tu ¥, #iE T gaihamsitu —iRIANRENE
KR AT, W R gaihamsi JESU. B
A1, 518 gaihamsitu — i8] it 4 17] GE ) A
HAHe 1855, (L LA gaihamsitu konggoro
B KK “FeH”

haratu

AT 8
. R
A

qariyatu

AN
1PN

561 1 qariyatu HH qariya “FrJ@” N -tu #4
J&, FE 615 4 haratu — 37 AN BE VE F4 3 43
Mo 55 qariyatu XF W 5915 15 [E 45 18
A harangga “FrJ@HY”

odontu

EEEUON
B A
6]

odontu

EEET=VON
B A
6]

54117 1 odontu — 1] ff odon “ A 25”7 M -tu
K, iiE odontu AREFERITESMT, i
HHA odon JER . IEAN, WHIEH odontu
— 37 B A4 3R B ) FLE A RE T BEES, AL
odontu kuluk JEzX#E “HELLEENY D"

temurtu

My
B

temortii

AR

ST 1E temortii (Y temdr “4k” i -ti A4,
W temurtu — AR BEVE M IR0 HT, il
WA temur B 2. 1 temurtu — iA]
RIFAIRIAE I A4 A RE 14855, XL temurtu
kara IR KE “PREAMTERLD”

jirumtu

Jirimti

A X

52918 jirimtd /Y Jirdm < X700 -t A4 R,
MG jirumtu —iRRBEAERTRI 04T,
WEHEA jium B, 55515 jirimti A
L, WS jirumtu —I A IRIGE ) AN A g
J18E55, AL jirumdu soro JE L FK ik “1
SN

jorikto

P if]

Joriytu

P if]

S Joriytu H Joriy “FEA” M -tu FAL,
M5 jorikto —IRASRBAEF R 434, T
PIEA jorik JEX






OEBPS/Image00011.jpg
&R

X

it

X

# E

aili

FHEE

ail

FHEE

WiE R AR WEA R R
Hl tokso, 5277 i ail {5 AT
225 AT 1 TE Y
HIBHIER R4 T 21k

gaSan

NS vy =Y

W R,

anda

BE. KA

anda

N

i

Rk CEE. KN EA

1A Jfy antaha, ¢ 77 i {8 7] anda 7F

i

A i BT anda jafambi “

o

Zh

ZEHK" . anda sadun “ZEA” A

]

oloso

2

ulus

Wi TR CERKT A
gurun, 521 ulus i A H 25

R, LE R

H

aru

By, B

aru

it 1
dorgi,

217 N (S i ]
aru ff 9 51 1Y

& A ]

aru

H

lji

tiljei

it i

ik A M

& A ]

jalafun, alji f§ [ 5HIERY Gljei

H

buksu

biigse

i o

bk “HEHRET B A i

ura, buksu f H 5215151 biigse

H

batu

batu

Lty

i o

P ik ISR R A

H

akdun, batu fff @52 EAY batu, i

1138 L4 18] 21 batu setkiltu (1

ARk “BEAE” WL

=

medege

HE

medege

HE

it i

R AT B A

Jy mejige, medege i H 5% T iE Y
medege

urhulji

{irkiilji

—Bk. £

BN
B

i

haRik “—Bk. %" MER

1% kemuni, urhulii ff§ [ 5215

{irkiilji






OEBPS/Image00012.jpg
e B4 15 wH X e wH X
ahalakci FE., TPK aqalay¢i W3 WK
WiE T a iy |anda (=X N IN anda Wik
UL 2 | arjan AT araja (n) | LUK [EHR B W0
anggir g anyyir i 1]
elcin i el¢in fifi %
PEIEFH e by | emei (lama ) JEIR I (IR ) eméi A
SMIHICE ¢ | erihe B2 erike B2
medege WHE. FIL medege HE. fFHIL
injahan Wit injayan eSS

FEEF i 152 | irge (honi ) e irge i

WL i anggi N anyyi IYBA. HEZR
cingnur e Sinynayur | fiiE
odontu TN T

W51 o 4t | BRI otoy T

SHHITHE o
oktola- | oytol- |
omoktu ( kongkoro ) | A (FEEIZD ) |omoytu B, ERW
ulaci Ity BT ulayaGi It BT

i 5w B urulda- FeLy urulda- FeLy

BT H u.

i uriyanghai L Bhifg uriyanyqai | 3
urhulji —Ik, HE lirgiilji —bk. 2%
alji * oljei b=

O e T ogeled | JEf4F

B ILH 6.

" kitke GREEY) koke R
kiilan A qulan B
gaihamsitu il yaiqamsiytu | #177AY

i WA P ZEBESN (1) |saratai | 4712600

SZIBICE ai,

i janggiitai (Hi44) janyyuutai | (4% )
seoltai (EFEZFR) segiiltei HREER






OEBPS/Image00009.jpg
i WX Ey X & &

W RE AT E A

Sanyan #l Sanggiyan

cagan H e Cayan EREN

Wi hEE K. KT MEAAE
Jy da

daruga K. Bk daruya K. Bk

iRk “HF A EA RN
lamun 1 niowanggiyan, huhu — A
A FET huhu hoton “BEFNIEAE" F1
huhu noor “HiF" AL GG

huhu HEM kiike B, W






OEBPS/Image00010.jpg
&R

W X e X 3 e
TE W 15 1 kuku — 7 % #8 K & 1Y
kuku 3N kiike H, O B, 1, kuku falan “ K 4 (4
(4)" . kukuihan “FH4"
TG P Fas BT R EAT N
Kara A o @ sahaliyan, J#i% " kara —ia] i B F
- 4 Kara cai “S3E, WA HCAEIIZE
kara daha “BE/NELIf” Z5iR)4 rh
WiE TR RS MR WRE A
g gucu, kain — ji) 7€ 36 1 Hh AT
an o . )
ant ik, I3 | qani iz BT kani akd “ % AH BH A& 7. kani
acarakil “NNEHRE” S5/ DEURI
1 T 55815 qordon [FJRAYIE K
L HTWEW idon He hadun “4R7, 59 i qordon fi§ A
A B HOE R A, R
TFHEHN
W RE . W A EN
\ubuhen Kb Ciibigen | 1. i dalin, 5277 % kiibiigen ff§f AW B2
HERG3 4% 9 i SRS, BE Rk b
&
WiETh RS BT MEG AN
saksu (ME'S saysu (el Soro, 5¢ 17 i saysu {5 A IE 2 )5
W SCREEAS, B AreE”
Pk W R T A RN
ﬁﬁ:‘i;)tﬁﬁj? hiidun 1 hahi, %l i turgen f A
P 228 1T it N T T U
turgen ;J (1) g tiirgen TR W Z 50 R TEAR, 1R i
%" B FORAEATTES. () %
) LI 3713
WE P RIs a8 E A R
ulan a1 ulayan a1 fulgiyan, 5 #F ulayan fif A 16 i
) g B ZJa, BT ulan hada “RIE”
e g
WiBh Rk 4 @A EA RN
e fulgiyan, 1% K jerde —inlfif H 5%
jerde (/FFH;“ ) jegerde A (HF) | #if jegerde, HHELMLIMH, Sl
e .

el i T 7 i O T L B
T B A






OEBPS/Image00045.jpg
ETERANEER o






OEBPS/Image00040.jpg
BHRI T3 X E iRl wH X 15 wH X
¥lxon TCG T jiiger v dil] elehun AR

sor Bk noqai in bogesii Bk suran Bk

dzmga: (53 joyos (53 jiha (53

firop sk dere sk cirku sk

nexamn WA kitad WA nikan WA

pam ® olondai ® pampu VINEON
xa:[ge: b muur b kesike b

tatyg il siryuul b tatakil 1h i

jansa- i) ardi- L] yangsa- il

saryg B IE erkineg pi% . WifE | sarhd fE . mEse
oty[ 4E — — oktosi 5 A

wady FHR. FLH | boyodal fuik, 1% | wadan fuAk,
ef i BiF job iy i ici i BF
da: kH., i daruya kH., 9% |da LH. B
pe:synda: TGRSR jiysayal un daruya | EJfFKH faidanida | EJFFKHE
bee:da: ER ger iin daruya A booi da A

purda: FT R4k tob iin ejen il EeS fere i da FTEISEk
gofig [N dayalta [N gocika EiANEIE
taxyr ZR jarulya 24 takdiran BE, 2%
dox AR ¢oqoi VEYS doho AR

lax bt qanju Bt nahan Bt

palyy = N késer i palan = P
bidszir JINBRAT oloso JINBRAT fijiri LRIRA
dyryx e Sigirsii e derhi iR F. %
dza:gue: xR neliyed e MR ja 55

wan kT fatu T wan M7

xol =1 qudal =1 holo =1

aidy- . i edegere- ALl . el | aidu- B

narxg pul tanynayur pul narga pul

xgfin (gyr) |55 sanysan ( ger) 5 hasi (boo) |5

moya: FHFF siirel TEFF muya & (F5)
xoa- HK uryu- HEK haiwasa- AR K
geryb ER i¢imetegei Y giruba Y
labsi- RO E layu- Krowz labsi- Krwz





OEBPS/Image00041.jpg
R 13F wH X E iR T wH X 15 wH X
ancal AA komiin ama AA anggala AA
agdal- [73na batula- [73na akdula- [73na
ambai WU FR — — amba Kiy
anagan Febl. BAE dokiyal Bles anagan Febl. BAE
oxt k24 dari k24 okto 2
2joned Eig2 Cikula Eig oyonggo Eig2
oilan HFE uilegilen o uilen HFE
ovyarda: pEXcs biigiide in daruya | K45 uheri da pEXcs
ugamo: Sy abaya bergen ik uhume Sy
bait A alban bicig A baita B
bi:ronk AL kobiirdegiir R bireku AL
baniyanti: LR kiiderlig LR banin KA
boiyon = eriike = boigon =
dasxar e (3) jegiin s dashiiwan |75 (3)






OEBPS/Image00038.jpg
&R

e iyeas P WERDUE S
ging E2Y gi’y
giyai fin giai
B g W POERE 9

gung w gu’y

gungnembi oS gu’n

haitang Vi3 xai tan

hihan wWaE xi xan
WEH b DOERE x

hiyan & xian

hose T x0 dz

ke Z ke

kin 23 ki'n
W ki DOERE k

king [} ki’p

ku 3 ku

laba LTI la ba
WS 1 4 DL 1 | lomi K lau mi
n loo 254 lau

langg [E2J) nan gua

mabu Wi ma bu
k7P st DU m | maise ET maia
n megu BEE muo gu

miyoocan RN niau kian

nan mo A nan mu
WETE E n L S o | niyang niyang TR nian niay
p MEHE K hiiwagan i X9 sap

fifan e pi pa

pai lu e pai lou

pan guwan e pan guan
WE p W DOERE p

piyoo = piau

poo bl pau






OEBPS/Image00039.jpg
&R

EFA T B4 THTE BB T ARDUE
sancaha =X san tga xo
T s DU s | Sanst Ly gan si
§. x il dz siyan H xian
sui £ dzuoi
Satan fibA sa tap
TS 1 DL | S & wu
s sifu il §Ufau
Susai A siou tsai
tai & tai
tingse =1 tin dza
TR ¢ DU t
toro B tau
tungse H tu’p gL
wang ] wan
wase T wa dz1
T w s DUE R w
wei itk woi
wen wang XE wu’n wan
yamun ol jia mon
yengguhe oG jion wu
B y i DUR A
yoose BARL (WGIRIE SC8T) | jiau gL
yuwamboo JLE jyan bau
jang i, 3k dzap
VT § 0 DU dz | T E dzon
g jung Bh dzu’y
jingse Tt gi'n dn
T o4 DUEAE 1 | tairan =) tai lan
%fgzgﬁﬁ o FE I denglu TR don lu’y
5 ng f B DUEHE n | guwangsi N guan si






OEBPS/Image00043.jpg
A STUDY OF
ETYMOLOGY AND CULTURE OF
MANCHU LANGUAGE

wm\hﬂ%&iwm.ﬂn X JoH

FHCR< ML S RIS
XL R Xt

A

HmhbXERBER

SOCIAL SCIENCES ACADEM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036.jpg
HRIE | w0

O

i WO || EARET
b #§ g
p i k%
= m B
=
=
‘ RER dz #% dz M8 | dz W (57 )
FEHET —
K e 1% (i)
[ e ff (FFi) | xR
v i

I






OEBPS/Image00037.jpg
AT B4 e DB T ARDUE
baise EE2 bai tsai
bandan M ban don

T b f DG b
bei i boi
boobai E bau boi
cang en tsan
WA ¢ DU ts, | cahl ARl tsa xu
t Ml dz, ci % tsi
cu se s dzu dza
daifu KR dai fu
denglu ISP dop lu’p
T d DGR d
diyan 3 dian
dudu HRE du du
fase T fa dn
W P 4 DU Al £ | feise i pi dz1
pHlb fungse T pan dz
fi S bi






OEBPS/Image00034.jpg
&R

(i i it W X H WERDUE S
caifung ok tsai fu'p
B daimai HeIE dai mai
W ail i DUEIT T ai, a
cai poS tsa
dai tong Kl da tuap
bei i boi
wei el woi
T el H i DUB T E . i
Seo bei S-S sou boi
feise 7 pidn
leose T lou dz
B taiheo KIF tai xou
T eo B DUEITE ou —
€0 s au
gungheo UNZ3 gun xou
biyandu i 5. bian dou
TEE ] iya B B JT % fa A | benciyan EN5 bon kian
ia canjiyang 2k tsan gian
cengsiyang JRHH tson xian
iodan =2 jiou dan
TiiE o % BUEITE Tou silio ey §L lfou
liokio Hirk liou tsiou
gioisi JE+ gy sl
39 75 o, iy A 1 DL IE 7 | gioizy fi T gy dzn
.y giyan wang B gy’n wap
giyanggiytin LR giay gy’n
giyai tin giai
T dyai, iyei % thDUETTE [ — e
o giyai yuwan i giai jyan
iai, ie
niyei pan AR nie pan
hiyooSun EA xiau su'n
WIE S iyoo. iyo i HINiE L35 | miyoociyang 5} niau tsiap
fau Al iau giyoocan [ giau tsan
giyose B giau dz






OEBPS/Image00035.jpg
&R

e it W X W WERDUE S
iowanboo JLE jyan bau
siowanjong Ho% syan dzu’p

T iowa it DUEITE ya
giowan pen Eyill] gyan pu’n
hiowan yai ZHE syan jie
boolambi Eirars bau
boose (o bau dz
T oo $i i DUETTH au, su
doocang i dau tsan
hoo £ xou
duilembi X CH) dusi
W F I uiL of. ai i L% IC | guise L guai dzv
W uoi hoise ] xuai dz
hiii hiyang [k xuai xian
funghiiwang JRUEL fu’np xuag
W5 T awa, uwa % H I iE G | 99wan dui (=90 guan dusai
F ua guwa ExN gua
guwan in W guan ji'n
Wi Gwai . uwai % I oG | hiwaise ] xuai dz)
# uai yuanduwai Jolih jyan suai
W uwel fii i DUEITE ye | yuweiho BT jye xo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FONT00000.ttf


OEBPS/Image00001.jpg
HEBAH SR FRREEREERE
A
K A EENES MR E

BIFE O L4

o
5

HOVNONVTNHONVW

A0 HYNLTIND ANV ADOTOWALH
A0 AdNLSV

o E

w&%*ﬂé‘iﬁﬁﬁﬁ?‘i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042.jpg
EURIE 13F X EiR T wH X 15 X
daifia:- sl wiE darula- Wil daisa- 5
dobton fdt doytui () dobton EF |
doya: (ES qatab&i (ES duka WRIT. KT
calida: A yar un daruya A galai da A
gulgon B i} bogiide el gulhun B 2]
gonip KAE nairsay KAE glinin B
lak bt ganju bt nahan bt
laJ- = tatala- HEA lasihi- HEA
laiyan Lol aljayu i laiha i e
lofiy R timekei R langse VS
sarar) A sikiir A sara A
sowdziu:n et . 71 Cenggeltei g, &7 | sebjen s
soli- i, I jala- i, I soli- i, I
Jidoy w. B alban w. B siden w. B
fior- [ETRE NS yartaya- e, JME | seri- WVE
Jio:r- Y NN jaruca I[N cooha Iz
Jinayan R belbesiirel PR sinagan R
tafxmi LS suryayuli i tacikd i
tob IE4f ¢ib iE tob BT, IEH
to:y- B’ TR udaya- FEIR tooka- PR, GER
dzowal () barayun +H jebele £ (F)
maexanda: K toriil iin daruya | fEK mukinida |#EK
monim mecin monio
niorugarn JiIEyy jiruy segiider JiIEyy nirugan & mj
pafyan il Bhil samayun il Bhil facuhiin Al 3l
xal i oboy i hala i
yanyan & siltay & kanagan &, ik
Xargom TR tig =2V N hergen ==
xoda ik {ine Mk hida Wik
xupk Fi al&iyur Fij fungku Fij






OEBPS/Image00033.jpg
B it W X i WERDUE S
an hiii T an xuoi
ba hiyan g bai sian

WE A a i B BUE T a, al, . = )
2. uafilu mujan p NI mu gian
jangturi Pk dzuay tou
daifan KR dai fu
be 1A buo
be liyan tacihiyan | [93%% bai lian dziau
" U ben K (F) bon
he gi CH5) xai sian
bangse B bapg dz
yendu B3] jy'ndou
bin lang R bi’p lap
W DGE T £ 1A | cin % ki’n
9 di W di
jing iE dzay
boli PrES buo li
coban et kiau ban
T fon 53 BT SChmHE ) | fon
b o By T H uw,
i?ul\ns . au, Ju \I ;u ;FE :E i lomi %* fau mi
mo ] mu
to 3 dou
yuwei ho fst) jye xo
dubu B (1) dubu
WV u U T u, o, | fung tiyan BR foy tian
w il fou gungju ANE gu’n dzu
Susai A stou tgai
cahil P T tsa xu
G P O HLIEE 2 u, yo. | yOn nan Zi jyon nan
ua il v’ ciin $a Jigs tguan sa
hiing EAN xu’p






OEBPS/Image00029.jpg
| mwcs | PSR s | mx | s
tuilembi tuilembi tuilembi HEE i
%8 |biyombi biyombi biyombi LIES L)
doolambi doolambi doolambi 7K 15
lomi hukseri bele hukSeri bele K K
sodzi homsori bele homsori bele BTFAK ¥
cangmi calungga bele calungga bele EOw/N EOw/N
el maise maise maise E? E?
cing k‘u marfa marfa H HEE
lidu lidu lidu 535 35
— — caidu KE XKE
fungse fungse fungse ¥ ¥
toro toro toro Jk k
pinggu pingguri pingguri 37 ki
Saku yonggari yonggari R lUES
bin dzi merseri merseri 7 frE 1~
silio useri useri g paYicl
ingtori ingtori ingtori Rk Bk
Z 5L | dunggua dunggua dunggua PE K E3)8
kima kima kima IR L
ping* inggari* inggari* TR g
lan lamu* lamu* [ %
mailan mailan mailan 02 'S
dindse* dindse* dindse* T TF
poo* poo* poo* il il
cuse* cuse* cuse* r ()
u tung* urangga* urangga* FEH AR FEAe)
.., |cun* jalgasu™ jalgasu* R 5
FIAH hiiwajiyoo* — — AEML TR
hawaise hohonggo moo e FRA T
— — jangga* ) i
modan* modan* modan* PR LWy
— — sifu* U VEIF
— — pipuri* HAE it
€ — — mooyen* AHE N
— — muhiyan* AA ARE
— — moli* KA SRF]






OEBPS/Image00030.jpg
&R

| s | PR s | x| s
funghiwang — garudi K RUEL
— — daibun i PN
sung el ajige hiya silmen ajige hiya silmen %L %L
to ji temegen coko temegen coko e Ly
z'y ji nikan ulhiia nikan ulhiia HEXS HEXG
be hiyan — . 1 S[i]
hoji yanaha coko yanaha coko KA KA
. jin ji junggeri coko junggeri coko G G
jin ciyan ji jihana coko jihana coko BERNY GG
yengguhe yvengguhe yengguhe PR 6
- - yenggehe pLsas W)
— — bangguhe J\EF J\EF
— — kiongguhe RS A A8
hiiwangdana hiiwangdana hiiwangdana TEOE TEOE
_ — taifintu*® PN ib] K
_ — tinggu* P 3588
kilin — sabidun, sabindu® | ik ik ik
B (ji* ji* ji* JREEE B
yuwan bonio bonio I b
kabari kabari kabari i A e
losa lorin lorin B B
.., |longtolombi longtolombi longtolombi Liw S g8k
SR moo* moo* moo* ¥ ¥
- longto longto %k Gk
liyoo bordohii bordohii MR AL K
gui eihume eihume g fa
e |Cime cime cime L LA
B hasima hasima hasima WA A
yuwan* kailon kailon E o
, ts‘an* biyoo* biyoo* L L
e lagu lagu lagu ] ]






OEBPS/Image00027.jpg
&R

| s | PREREOE | s | x| s
P bofun bofun bofun AR ALHR
bofulamb bofulambi bofulambi (o ALHR
guise guise guise M T
yoose yoose yoose B AR
pijan pijan pijan S FE S FE
hiyase sithen sithen ¥ ¥
hose hoseri hoseri af ar
ise nikeku mulan nikeku mulan T T
bandan bandan bandan b 3 e
fan fan fan AK &%
fiyoose fiyoose fiyoose L LSS
masa masa masa 4] 4]
.., |mabu mabu mabu PR A E7xi
AL — - mabulakil PRI WA
fengse fengse fengse LA T
fengseku fengseku fengseku INGE HF
daliyan aktaliyan aktaliyan #3ed g
polori polori polori i) T
dang dang dang M1k 57
ts‘un jurhun jurhun st st
cy jusuru jusuru R R
jang juda juda L L
duibulembi duibulembi duibulembi LIt X
waiku waiku waiku E E
biyombi biyombi biyombi T 2
tuibalambi tuibalambi tuibalambi Lt iUl
ha ha ha T il
feise feise feise & HF
wase wase wase I ¥
st oy, | WASClambi waselambi waselambi by I
aloi giyalambi giyalambi giyalambi b 1] (]
giyalakil giyalakii giyalakii b 1]
— — giyalabun 1] b [a]
— — mengseku 155 ey
faishalambi faishalambi faishalambi e A HE
iolembi simenggilembi simenggilembi i T






OEBPS/Image00028.jpg
&R

| mwcs | PR s | mx | o
. ci Sugin Sugin bES bES
L cilembi Sugilembi Sugilembi RS B
cuwan jakiidai jakiidai bitig i
fase fase fase N iSS
_ — goingge* G i
. — pangse* fA T AT
A — — upi* % RT3
— — badun* ) RS
— — yolo* my e
- — lostu* BTk LS
kiyoo kiyoo kiyoo Lo i
4R |yangse yangse yangse T T
langse* langse* langse* ¥ b+
ha ha ha R 1
manji manji manji L )
baise lafu sogi lafu sogi SE2 SE2
giyangdu giyangdu giyangdu EING) EING]
megu sence sence B B
jiyang misun misun ¥ ¥
suwanda suwanda suwanda NG Eo
janggiiwa janggiiwa janggiiwa N LI
defu turi miyehu turi miyehu 5iE 5E
cai cai cai S PS
Sobin* Sobin* Sobin* et et
W |giyan hiyan* doingge* doingge* Jeht Jeity
— guwese guwese JRAE BT
mentu mentu mentu [=DS 183k
jampin jampin jampin RIE R
Satan Satan Satan A bt
matan matan matan b JERHE
giyose giogiyan efen giogiyan efen B BT
jiyoo bing* haksangga efen haksangga efen fEf £
bing — — B bE
caise* caise* caise* T ey
wenjembi wenjembi wenjembi A i
colambi colambi colambi 4% 1Y






OEBPS/Image00025.jpg
X

AR S T

e T S e AR FLAAE SO X P
dengse dengneku dengneku B B
pingse teherebuku teherebuku F Fr
toose toose toose T T
fase — — ¥ ¥
hil sunto sunto fist fis
sin sin sin 43} K
to to to =l 3}
k‘u ololiyo ololiyo & &
gingnembi gingnembi gingnembi FEFK Jr
dengselembi dengnembi dengnembi TR (BT
pingselembi teherebubumbi teherebubumbi Kb KF-
— ginggin ginggin T T
yan yan yan ] ]
fuwen fuwen fuwen Eax s
hoo hina hina = =
sy sunji sunji 24 2
ha nisa nisa Z. Z.
wei langju langju % e

FEAL R [siyan luju luju Z s
Sa libu libu h w
cen cudu cudu 4 N
yai jakdu jakdu % %
miyoo sesiri sesiri i i
mo parsu parsu i i
jiyan wang* horilakii* horilakii* N LM
ba wang* jargiyalakit* jargiyalakii* & &
niyan g‘an dzi latubukii latubulkii HikFF k7
langtu langtu langtu sk sk
tuibalaki tuibalakl tuibalakii il 4
€00 €00 0o S0 i’
coban coban coban T4 B
yuwamboo amba soge amba Soge JLE JLE
boosi erimbu wehe erimbu wehe FA FA
haba boisile boisile BEIA BEIA
boloso boloso boloso P EE I
g‘an g‘an g‘an ki ki
— Su Su i il






OEBPS/Image00026.jpg
| mwcs | PSS s | mx | o
10 3B |dengjan dengjan dengjan ;T JT 5%
juwang duwan  |dardan dardan il il
yangduwan — nilgiyan suje VR VR
pengduwan — kofon suje iy i
gungceo — dorgi suri B B
ningceo — iktongga suri TYH T
siyanceo — tongga suri 2L %] 2L %]
wenceo — jurhu suri L2 L2
naceo — judurakii 2N 2] B
miceo — yohan suri pinbh pnbh
cunceo — turtun HH HH
jiyanceo — biyooha suri B B
... |cuse — Suri T i
L lingse — suberi 7t ZF
fangse — sigeri izt ZiF
jiowanse ceceri ceceri | BT
pingt di jeo — bisin dordon | P49
hangsi — — s s
sa — cece 4 4
lo — ceri & &
hiyaban hiyaban hiyaban B B
mocin mocin mocin samsu EHAM EBH
silan silan silan YA A
tooselambi tooselambi tooselambi EdE4T4 |t
toose toose toose iR e+
jingse jingse jingse Wi+ Wi+
puse* sabirgi* sabirgi* b b
yooselaki yooselakil yooselakii BifE AR
wase fomoci fomoci wr wr
yangse yangse yangse R HF
A< | yangselambi yangselambi yangselambi i T
yangsangga yangsangga yangsangga 3R BT
caise caise caise 52E BT
fiyen fiyen fiyen L) il
hiyan hiyan hiyan R &
Seolembi Seolembi Seolembi 23 23






OEBPS/Image00023.jpg
| mwcs | PSR s | mx | o
_ — laihiitu et #i
gibagan gibagan gibagan JZIE bt ul
gibanahabi gibanahabi gibanahabi JZIEAE JZ 9
seoleku seoleku seoleku AR |

. |giyangnaki giyangnakd giyangnakd BRI |
A giyangnakigambi |giyangnakaSambi giyangnakisambi il Pk
fangnai fangnai fangnai HoE HHS
fangname laitambi |fangname laitambi  |fangname laitambi | FHifi H
— fangnambi fangnambi HHS H
jing jing jing B £
JESERE pusa pusa pusa B =
. |fa fadangan fadagan AR 7%

R fadambi fadambi fadambi ffige R %
daifurambi oktosilambi oktosilambi T Kk

[ZE AR | me* sudala* sudala* fik Jik
lingdan ningdan ningdan RPt R+
hiyangci jangju jangju St Gt
Suwanglu jurun jurun B Lt

Hi 258 |pai* sasukit® sasukit* Jil Ji
pojan pojan pojan J L Jpk
hose dengjan hoseri dengjan hoseri dengjan aIT BFIHR
giyoocan giyoocan giyoocan H B
tai* karan* karan* & &
Sancin Sancin Sancin 11128 13
yun yun yun KR Ef
giyai giyai giyai 1 i
ciyoo doohan doohan iy it
gung gurung gurung B =4

JEALES |deyen deyen deyen i s
leose leose leose IR e
yamun yamun yamun | |
ku namu namu % %
c‘ang calu calu RN N
kufan kufan kufan i i
— — kungge HFEY JE
— — tinggin T T






OEBPS/Image00024.jpg
&R

| e | PSR e | mx | o
- — tanggin & &
— — fungnehen* H45 )
- — giyangnan* bR bAN:)
- — boo ciowan* S FIR
_ — dai tung* il il
_ — fung tiyan* EEPN R
— — boo yuwan* EIR FIR
— — jung jeng diyan* HOE B HOE B
— — yang sin diyan* TR B BN
— — junggiyang* YL T
. . lio kio* bk Hikk

e — hi)fan an gung* A B L
— — hoise* al al
— — ni $an Jel Jeil
— — ju sy* il win
_ — giyalan* ) () |l
kuk‘an kuk‘an kuk*an Bty Kbt
guwangse guwangse guwangse AR KT
yoo ukdun ukdun H &
wai wai wai e &
fempi fempi fempi S B
fempilembi fempilembi fempilembi E=) £
yooselambi yooselambi yooselambi BifE: AR
waikurambi waikurambi waikurambi EE E
cise iri iri b7 ¥
mu* imari* imari* T T
king* delhe* delhe* kil kit
tantu tantu tantu Wk Bk
moselambi moselambi moselambi i3 i3
maiman maiman maiman SESE E3

PEALE maimaSambi maimaSambi maimaSambi RS2 E3
puseli puseli puseli LiEH B+
gin gin gin i T
— — gindoho T T
giyun nemegin nemegin (2] #
§i gingnehen gingnehen el el






OEBPS/Image00031.jpg
AR ZR S T

A

T S oy | R X DB #
f f f E TR
faidambi faidambi faidambi gLl HER DUH A
ke kemu kemu Z) 2| J5 A TR
pingse teherebuku teherebuku T F1 PUEAE
hose hoseri hoseri & ar J& B MASHT
fa fadangan fadangan AR % MBS TE
yuwan$uwai | — — Jei JeIh JEH MR
howajiyoo* | — — M| e DUEAF
— — miyori b i JE B YGRIUE
— taiboo taiboo TAR TAR lisazi]






OEBPS/Image00032.jpg
JC
i) R B B

u u i

B o MR

a a fRTb au i ai Sk an V1.FH an = [
e e Wi

2 ou fizk oi JKHE on Rz on AJE
i i A<

y y et

1, 1, L8






OEBPS/Image00018.jpg
&R

| mwcs | PSR s | mx | o
fiyendehe fiyendehe fiyendehe i AN
_ — (wargi ) tsang (79 ik b4
king* saitu* saitu* L] i)
giyajan giyajan giyajan TEUFRERE |5
— jiyanggiyin jiyanggiyiin B HE
janggin janggin janggin = K
— gung gung w w
— heo heo 3 73
— be be LiE] 1A
_ — kiyan cing men* LRGN WL )

e — — i = =
_ — faidasi 7Bt HE
— — Susai XA EA
— — dooseda HE i
_ — dooli* SR gk
— — fu* i i
- — jeo* M M
_ — hiyan* H £
tungse hafumbukii hafumbukii e H
funglu fulun fulun FErk FErk
ciyanliyang ciliyan ciliyan (57! AR
faidambi faidambi faidambi F51 HE
suwelembi suwelembi suwelembi i i
pilembi pilembi pilembi il it
Sulehen Sulehen Sulehen iy i
Sulembi Sulembi Sulembi fnalie i
dangnambi dangnambi dangnambi %3 B
laidambi laidambi laidambi ARG i

o | — duilen b33 Xt

B duilembi duilembi duilembi hHT Xt
loo gindana gindana 7 7E
giyaban giyaban giyaban JerE JeR
giyabalambi giyabalambi giyabalambi Je et
dzanse dzanse dzanse BF ¥
dzanselembi dzanselembi dzanselembi 55 BF
cy saihiwada saihuwada 2y £






OEBPS/Image00019.jpg
&R

| mwcs | PR s | wx | o
c‘ylembi saihuwadalambi saihuwadalambi Bt £
S |jang Suwarkiyan Suwarkiyan 'y L
janglambi Suwarkiyalambi Suwarkiyalambi B3t B
faidan faidan faidan W B |HE
biyoo* iletuleme wesimbure* |iletuleme wesimbure* | 3% *
yamulambi yamulambi yamulambi ] ol
— — hawai* 1 #
— — lujan* y p)A
yengsi yengsi yengsi g g
guwangsi* guwangsi* guwangsi* X f WLIE
. ., |gingnembi gingnembi gingnembi Leli) i
Ao hiyan hiyan hiyan & &
mengse mengse mengse 2 2
hiyasa hiyasa hiyasa [ G
hiyoosundumbi  |hiyoo§undumbi hiyoogundumbi R el
— jingnembi jingnembi XEXTBEE |
fangse* fangse* fangse* i i
bei eldengge wehe eldengge wehe i i
mabulambi mabulambi mabulambi FAHAE | A
Soo* sirabungga* sirabungga* A C4R) B
dan bi* celehen* celehen* FHEE (SR ) |FHBE
ya* Sunggiya* Sunggiya*® HE C2R) i3
— gunghun gunghun =4 =1
— Sangsin Sangsin 2] 2]
— giyomo giyomo bl bl
— jytu jytu =4 =
— yumk‘a yumk‘a RRl P
K ¥ |jung jungken jungken fah fap
king kingken kingken B i3
lo lokon lokon w w
can can can 4 4
— — cangga HIE 4
pan pan pan = BB
_ - tanggiri [ it
_ - danggiri £ £
ju toksin toksin i i






OEBPS/Image00016.jpg
s A e 0
| e | POEREOE s | mx |
— — taidzi* XF (B) |KF
— — gidu* (R 3B
K - =
— — loha* Dk (B) | Pk @
— dulefun dulefun i3 |3
in yang a, e® a, e BHFH BHFA
fon fon fon i oy
hangsi hangsi hangsi T e FE
it Songge* éongge** ?:ﬁ (H) ?:ﬁ
_ — wangga H(H) £
ke kemu kemu Z) Z)
_ — miyori b L4
ging ging ging il g
kiawantahiin kiawantahiin kiwantahiin Z3 Iy~
hiwanta hiiwanta hiiwanta Fictl TR
_ — hiiwantahiin IERAR  |HK
dung dunggu dunggu G il
gung nemu nemu on on
o o ” " L 55
musi musi musi WA B
hil tenggin tenggin ] ]
tunggu tunggu tunggu H G|
giyang — — L. L.
tan tan tan T W






OEBPS/Image00017.jpg
gk

X

AR S T

e T % e s AR FLAAE SO X P
hiiwangdi hiiwangdi hiiwangdi B B
hiwang taidzi hiwang taidzi hiwang taidzi BRF BRF
cin wang* cin wang* cin wang* T T
jiylin wang* jiytin wang* jiytin wang* BE AT
sidzi sidzi sidzi LS T
jangdzi jangdzi jangdzi KF KT

F ¥ |hiwang heo hiiwang heo hiiwang heo 25 25
hiiwang gui fei ~ |hGiwang gui fei hiiwang gui fei Bl %%/
qui fei qui fei qui fei s G
fei fei fei i i
pin pin pin i3 i3
gung jeo* gung jeo* gung jeo* NE NE
fujin* fujin* fujin* RA EIN
joo selgiyere hese selgiyere hese i i
Se guwebure hese guwebure hese ik ik
Sang Sangnahan Sangnahan B 1
boobai boobai boobai =t El
ce abdangga fungnehen |abdangga fungnehe |} b
jiyei jalasu jalasu A A
fungnehen fungnehen fungnehen ESN E=)
g‘oming ulhibure fungnehen |ulhibure fungnehen |y g
c‘yming tacibure fungnehen |tacibure fungnehen | §fiy e
— fungnembi fungnembi E=) o)

— taii taisi PNl Kb

WE|— taifu taifu ENL ENES
— taiboo taiboo KR KR
— Soosi Soosi i DI
— Soofu Soofu e Dl
— $ooboo $ooboo R R
— taidzi taisi taidzi taisi KFKRIG [ RFRIG
— taidzi taifu taidzi taifu RIBRAE | RIAE
— taidzi taiboo taidzi taiboo KRIBRAE | RIS
— taidzi Joosi taidzi Joosi RN N
— taidzi Soofu taidzi Soofu KIMAME | RIZME
— taidzi Sooboo taidzi Sooboo KIMAE | RITZD AR
— — daifan* KF N






OEBPS/Image00014.jpg
e B4 15 wH X e X
daruga K. BHK. Bi daruya NER N
WA d i 52 | demei i3 demgi WA L R
B d bokda B boyda X%
ulada- oI R ulada- JiEE R
gajarci M5, FIHAA | yajarci m . GUA
TR g #ii 52 | janggatai (Hi45) jayyutai (Hi45)
WEHE Y. 9 |urgan BT uryan E O}
cagan 1 Cayan H
haratu JBF. #F qariyatu JBF. #F
W b 46142 huhu HEM koke H
T q. k tohoma L7 toqum ks
NN ES yaiqamsiytu | ¥ 19
W k ity 3 | Rara . RE ik okl
15 4l q. k| kuku K koke H
Fly. g ( & 77 |belek Ly beleg LY
AHE) oktola- B oytol- |
medege HE medege HE
i % 1 m %y i | mandu- [SYNNII'3S mandu- P, AT
SEHTAE m | simten B AR simten EER i)
emci (lama ) [REpYBLILYS emdi A
noor b nayur b
WEE A n f 52 | Sabinar AT Sabinar AT
WA E n. mo | alkan &L alqum e
unurtu I (FY) Gindirtii AR
oloso 4[H ulus ExR
T 1 52 | aili W ail M., %57
GGL ! alkiin WEWLT alqum A%
dekjiltu( konggoro ) | 5% degjiltii EATHY
sahaltai LY N1 saqaltai EERiplE)
s N . T AREBRES Y . T I REBE Y
iﬁlig i Iy 52 | saratai () saratai ()
PES sarluk Y sarluy [z
suruk R, HRE siiriig R, B






OEBPS/Image00015.jpg
&R

e B4 15 wH X e wH X
W & i g | Sabinar HFAN Sabinar | GEAS]
W § alasan (e alia (n) | Fifhrst

tolbotu HIEE (F85) tolbutu ABES Y
VR RS BUHIOME ol BT
i o ek GREM)  |odu | iR
alet [ER=st3 dgeled RSt
jak YA jay A
TR i 52 | jasak FLE 5w Jjasay FLB¥ 5. BL
R jalga- R Jalya- R
jalbira- i jalbira- i
yanggir niman VEES :’;2:{{1;“ VaES
ﬁigi LIRS yehengge Ay yeke *x
Y yoso SIERN Y NN yosu LN iE]
uriyanghai 15, 933f uriyanyqai | %32
jarguci FLR I S jaryuci Wi
WHE ] ¢y 52 | jorikto A joriytu AHEW
WA turgen it 2t tiirgen T
temurtu ( kara ) AR temiirtdi AYM . BIgY
uriyanghai 15, 933f uriyanyqai | 5
ﬁfrﬂi ngﬁfu‘ it cingnur {UiE7S Ginynayur | T
zﬁ HAE o/ tanggit S tanyyud JH
anggir FEG anyyir B, B






OEBPS/Image00013.jpg
e B4 15 X Eqin H X

batu IRERY batu U o2

TV b 4y 52 | bayartu A bayartu HEY

Wi b gobi KBz yobi KmE
habilgan %= qubilyan & A
cab (23 &ab 2

W ¢ &y i5z | cahar EA3LYIN Caqar BRI IR

i ¢ tobcila- %5F tobCila- [ HI4EF
sirakcin FEHE siray¢in FEHCE






OEBPS/Image00022.jpg
&R

| s | PR s | x| s
gungnecuke gungnecuke gungnecuke ARAL AL
gungnembi gungnembi gungnembi s FRHL
kiyangkiyan kiyangkiyan kiyangkiyan X5 X5
lata lata lata RE bizBo]
hihalambi hihalambi hihalambi prie el
dangpuli dangpuli dangpuli Bt Bt
sui* sui* sui* k= ElH
suingga suingga suingga e ES
hihan* hihan* hihan* prie s
hihanaki hihanaka hihanaki N i 5
tongserembi hafumbumbi hafumbumbi BliRITA Bl
leolen leolen leolen B "
leolembi leolembi leolembi R B
yoro* yoro* yoro* wE T
gliwaidanahabi  |gliwaidanahabi giiwaidanahabi EEE E5il
fambi fambi fambi Z 8 z
cobalambi cobalambi cobalambi Eid M

A #|gise gise gise Wit ¥
— suisimbi suisimbi 2k ElH
— suisireo suisireo TEEER) ElH
cuwangnambi cuwangnambi cuwangnambi Eioer el
z°y cuwang teru yoo teru yoo FHE R
kiyangkiyagambi |kiyangkiyaSambi kiyangkiyaSambi [iiges SN
kiyangdulambi  |kiyangdulambi kiyangdulambi fiisi i
kiyangdu kiyangdu kiyangdu LIPN [
mahitilambi mahitilambi mahitilambi bRy g X
kiiwasa kiiwasa kiiwasa ELIN =T
kiiwasadambi kiiwasadambi kiiwasadambi 5k =F
— yombumbi yombumbi 7t i%
geoden geoden geoden SL /A
— Sudembi Sudembi 15 +
waihiingga waihiingga waihiingga EA ETF
waihtidambi waihtidambi waihtidambi 1THE ET
guwanggun laihtin laihtin S b
guanggusambi  |laihiSambi laihtigambi 3] EHR b






OEBPS/Image00020.jpg
&R

| mwcs | POREOE s | mx |
ioi karkakii karkakii ey ey
laba buleri buleri AN AN
kin kituhan kituhan 25 25
B |ge Setuhen Setuhen B3 53
fifan fifan fifan BEE BE
— — fifari SR EE
fiyoo fiyoo fiyoo fiiEed L\
jing nomon nomon £ %
— — mengdzi* T Foe
— — duibulen Lt XF
dangse dangse dangse JEES [ERa
bang tuwabungga tuwabungga 1% 1%
timu joringga joringga H BH
wen jang Su fivalan Su fiyalan XEE X
- — giyangnan* Pk PE
_ — fiyendehe* J 7%
jise jise jise i) JKF
S |jiselembi jiselembi jiselembi oL JKF
mahiilambi mahiilambi mahiilambi Tk A
fi fi fi £ £
yuwan yuwan yuwan m i
Su Su Su p'e +
Sumbi Sumbi Sumbi iD'E Bil
— si si A7H)HE Bt
giyangnambi giyangnambi giyangnambi Pk E
dzi* dzi* dzi* ¥ ¥
— — ginggun* e e
_ - mobin* Eil Tt
yuwansuwai — — gt T
jiyanggiytn — — K L
ing o — ety H
R geodembi geodembi geodembi 5| 7 (5])
miyoocalambi  |miyoocalambi miyoocalambi ¢ty N
gung* gungge* gungge* Bl Be]]
Sangnambi Sangnambi Sangnambi B B
daliyan*® fokto* fokto* R PR






OEBPS/Image00021.jpg
&R

| mwcs | PSS s | mx | o
wainahabi wainahabi wainahabi ERT &
nu* \fithehu* \fithehu™® % %

IS jan jan jan M i
poo poo poo I il
miyoocan miyoocan miyoocan Pii) 54
sefu sefu sefu Ui Ui
tagiyan tagiyan tagiyan K KW
jangturi jangturi jangturi Ak H3k
hiiwasan hiiwasan hiiwasan I i
— huwasen huwasen Je U i
doose doose doose JE EL
guse — — Jeufr] Ui
daifu oktosi oktosi KR KR
fangga* fangga* fangga* PN} %
baisin baisin baisin M1 [E}/é3
ge ge ge PN} A
gu gu gu i Ui
gufu gufu gufu AL
hoki hoki hoki kit
hokilambi hokilambi hokilambi kit
laidaka laidaka laidaka EEHE #h
laiha laiha laiha [ #h
fun* fun* fun* ES
hiise Sungkulu Sungkulu =1 i
mase kerkeri kerkeri BT RF
langtungga langtungga langtungga 1] ke
seolen seolen seolen & HE
seolembi seolembi seolembi his BE
taifin taifin taifin o o
hiyoosun hiyoo$un hiyoosun A eI
hiyoosungga hiyoosungga hiyoo3ungga ESio] el
hiyoosulambi hiyoo§ulambi hiyoo$ulambi R eI}
Sengge Sengge Sengge piitiy] P
ben ben ben AAT N
bengsen bengsen bengsen A A
bengsengge bengsengge bengsengge BAARFR | A






